沙马内拉学处
第一章 沙马内拉出家缘起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全自觉者！
第一章 沙马内拉出家缘起
在苟答马
佛陀
的教法时期中，第一位出家成为沙马内拉
的人，是佛陀还是在家作为菩萨时的儿子拉胡喇(Ràhula,罗睺罗)。
拉胡喇尊者出家的故事记载于《律藏·大品·大篇
》：
当时，世尊
于王舍城随意住了之后，向咖毕喇瓦土城(Kapilavatthu,迦毘罗卫)出发游行，次第游行到了咖毕喇瓦土城。
在那里，世尊住在释迦国咖毕喇瓦土城的榕树园。当时，世尊于午前穿好下衣，取了钵和衣，前往释迦族净饭王的住处。到了之后,坐在所设的座位上。
当时，拉胡喇母
王妃对拉胡喇王子说:“拉胡喇，这是你的父亲，去要继承[财产]吧！”
于是，拉胡喇王子前往世尊之处，走到后站在世尊前说:“沙门，您的影子[令人]愉悦！”。
当时，世尊从座起立而离开。于是，拉胡喇王子紧跟在世尊的后面:“沙门，请给我继承[财产]吧！沙门，请给我继承[财产]吧！”

当时，世尊告诉具寿
沙利子(Sariputta,舍利弗)说:“沙利子，你让这个拉胡喇王子出家吧！”
“尊者，我要如何让拉胡喇王子出家呢？”
于是，世尊于此因缘、于此机会说法而告诉比库
们说:
“诸比库，我允许以三皈依出家为沙马内拉。诸比库，应如此令出家：首先令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衣，偏袒上衣于一肩，礼敬比库们之足，蹲踞而坐，应令合掌而如是说：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第二次我皈依佛，第二次我皈依法，第二次我皈依僧；
第三次我皈依佛，第三次我皈依法，第三次我皈依僧。’
诸比库，我允许以此三皈依出家为沙马内拉。”(Mv.105; 1.82)

    由此，年仅七岁的拉胡喇王子礼请具寿沙利子为戒师，出家成为世尊正法、律中的第一位沙马内拉。
第二章 沙马内拉出家受戒程序
一位人选由在家居士到沙马内拉大致须经过三个步骤：剃除须发、请求出家与受三皈十戒。
以下所列举的是依照缅甸传统的沙马内拉出家方式。斯里兰卡和泰国的传统则大同小异。
一、剃除须发
欲请求出家的居士应先居住在寺院，受持三皈八戒或十戒，学习过出家的梵行生活
。在此期间,他也应学习做一名净人
，为寺院、僧团和比库做些服务工作，同时接受僧团的观察和考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住寺生活之后，人选应向长老陈明自己出家的意愿。如果人选没有出家的障难
，长老会以单白甘马
的方式（或者以公告的方式）将此出家的事情通知僧团。
到了出家的那一天，准备出家的人选应带齐钵、上衣和下衣
、腰带与坐具，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僧团之处，恭敬顶礼诸比库。
此时，僧团通常会为人选念诵《护卫经》
。诵完《护卫经》之后，由一位比库为人选剃除须发。
在剃头的时候，负责剃度的比库将会教导人选修习不净业处(asubha-bhàvanà)，即思维身体五个部分的厌恶不净。人选应按照比库的指示，逐一念诵身体五个部分的名称，同时应思维这五个部分的厌恶不净：
先按顺序思维：
Kesà,    lomà,　  nakhà,   dantà,　 taco

头发，  体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然后再逆序思维：
Taco,　   dantà,   nakhà,   lomà,　  kesà

皮肤，　 牙齿，　指甲，　体毛，　头发。
如是重复顺逆念诵与思维许多次，直到须发剃除干净为至。
二、请求出家
剃除须发后，人选来到僧中，顶礼戒师三拜，然后蹲踞着，双手持着袈裟，念诵如下之巴利语各三遍：
Sakala vañña dukkha nissaraõa nibbànassa sacchikaraõatthàya, Imaü kàsàvaü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X3)
为了完全出离流转之苦，证悟涅槃，请尊者出于慈愍而接受此袈裟，度我出家！
人选把袈裟交给戒师，然后念诵：
Sakala vañña dukkha nissaraõa nibbànassa sacchikaraõatthàya, Etaü kàsàvaü da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X3)
为了完全出离流转之苦，证悟涅槃，请尊者出于慈愍而给那袈裟之后度我出家！
戒师把袈裟授予人选，然后由一位比库带人选到屏蔽处，帮人选穿袈裟。

穿好袈裟后，人选来到僧中，顶礼戒师三拜，然后蹲踞着，念诵如下之巴利语，请求出家：
Bhante, saüsàra vañña dukkhato mocanatthàya pabbajjaü yàcàmi. (X3)
尊者，为了解脱轮回流转之苦，我请求出家！
三、受三皈十戒

1. 求受三皈依与沙马内拉出家十戒
接着，人选随戒师念诵求受三皈依和沙马内拉十戒文：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dasa-sàmaõera-pabbajj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十条沙马内拉出家戒法，请尊者摄受之后授戒给我！
Du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dasa-sàmaõera- pabbajj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十条沙马内拉出家戒法，请尊者摄受之后授戒给我！
Ta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dasa-sàmaõera- pabbajj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十条沙马内拉出家戒法，请尊者摄受之后授戒给我！
戒师说：
戒师：Yamahaü vadà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你们）也跟着念。
人选：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2. 三皈依
 (Tisaraõa-gamaõa)
戒师引导人选礼敬世尊：
戒师：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全自觉者！
人选：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X3)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全自觉者！(三遍)
接下来戒师念三皈依文，人选跟着念: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法
，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僧
；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接着戒师念：
戒　　师：Tisaraõa-gamaõaü paripuõõaü.
          三皈依已经圆满。
沙马内拉：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3. 沙马内拉十戒
接着沙马内拉随戒师念十戒文：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离杀生；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离不与取；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离非梵行；
Musàvàdà veramaõã.

离妄语；
Surà-meraya-majja-pamàdaññhànà veramaõã.

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离非时食；
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veramaõã.

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
Màlà-gandha-vile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ññhànà veramaõã.

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
Uccàsayana-mahàsayanà veramaõã.
离高、大床座；
Jàtaråpa-rajata-pañiggahaõà veramaõã.
离接受金银。
4. 发愿 (Patthanà)
接下来沙马内拉跟着戒师念发愿文：
Idaü me pu¤¤aü, àsavakkhayàvahaü ho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Idaü me sãlaü, nibbànassa paccayo hotu.

愿我此戒德，为证涅槃缘！
5. 请求戒师

沙马内拉：Upajjhàyo me, bhante, hohi. (X3)
           尊者，请作我的戒师！
戒　　师：Pàsàdikena sampàdehi. (X3)
应以净信而成就！
沙马内拉：âma, bhante. (X3)
           是的，尊者！
第三章 十戒释义
(Dasa-sikkhàpadàni niddeso)
在《律藏·大篇》中记载：
Atha kho sàmaõerànaü etadahosi Ý ßkati nu kho amhàkaü sikkhàpadàni, kattha ca amhehi sikkhitabbanûti? Bhagavato etamatthaü àrocesuü ... pe ...
Anujànàmi, bhikkhave, sàmaõerànaü dasa sikkhàpadàni, tesu ca sàmaõerehi sikkhituü Ý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urà meraya majja pamàdaññhànà veramaõã,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nacca gãta vàdita visåka dassanà veramaõã, màlàgandha vilepana dhàraõa maõóana- vibhåsanaññhànà veramaõã uccàsayana mahàsayanà veramaõã, jàtaråpa rajata pañiggahaõà veramaõã. 
Anujànàmi, bhikkhave, sàmaõerànaü imàni dasa sikkhàpadàni, imesu ca sàmaõerehi sikkhitun’ti.
当时，诸沙马内拉这样想:“我们有多少学处
？哪些是我们应当学的呢？”他们将此事告诉世尊。[世尊说:]
“诸比库，我允许沙马内拉有十种学处，沙马内拉应学习这些：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非梵行，离妄语，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离非时食，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离高、大床座，离接受金银。
诸比库，我允许沙马内拉有这十种学处，沙马内拉应学习这些。”(Mv.106; 1.83-4)
在世尊的正法、律中，这十种学处是一切出家人最基本的戒行。
以下将根据《律藏》(Vinaya-piñaka)、律注《普端严》(Samantapàsàdikà)、《疑惑度脱》(Kaïkhàvitaraõã)
和《小诵注》等圣典以及义注，对沙马内拉十戒的每一条学处，依文句分别、违犯条件与不犯三部分来进行解释：
一、离杀生学处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离杀生学处，有时也译为不杀生戒。也就是戒除杀生的学处。
生，巴利语pàõà，直译为息生、有息者，即有呼吸的生命。凡是拥有命根的蕴相续，或者执取该蕴相续所施设的有情称为“生”。
“生”包括：
1．人(manussa) ——凡投生于人趣者，从初入母胎的第一个心识（结生心）开始，直到死亡这一段期间都称为“人”；
2．畜生(tiracchàna) ——象、马、牛、狗、鸡，乃至蚊虫、蚂蚁等皆是；
3．非人(amanussa) ——如亚卡(yakkha,夜叉)、饿鬼(peta)、龙(nàga)、天神(devatà)等。
由于植物并没有命根，只属于无意识的“非执取色”(anupàdinna råpa)，并非“生”，故不包括在内。
杀生是指故意夺取有息者的生命。自杀也属于杀生。
杀生的方式既包括自己亲手杀、教他人杀，也包括通过赞叹或鼓励而使对方死亡
，以及堕胎等。
具足了五个条件即构成杀生：
1．生命；
2．知道是生命；
3．存有杀心；
4．付出努力；
5．由此而死。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非故意——他并没有想:“我要以这样的方法来杀死它 (他)。”在没有杀害意图的情况下作出行动导致对方死亡。例如建造房舍时失手掉落石块，不小心压死下面的人。
    2.不知道——他并不知道“通过这样它（他）将会死。”而作出行动导致对方死亡。例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有毒的食物拿去喂狗，那只狗因而被毒死。由于不知情，所以不犯。
    3.没有使对方死的意图——并没有使对方死的意图而作出行动导致对方死亡。例如：当有人生病时拿药给病人吃，他因此得并发症而死。
    4.疯狂者——由于胆汁等的关系而得了无法治疗的狂乱病。
    5.心乱者——由于亚卡等的关系而使心迷乱。当火和黄金、粪便和檀香同时出现时，他都无法分辨好坏。以此为判定的标准。(Pr.A.66,179; 1.269-270, 2.463)
二、离不与取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离不与取学处，有时也译为不偷盗戒。也就是戒除偷盗的学处。
不与取，巴利语adinnàdàna。由adinna（没有给与的）+ àdàna（拿取）组成。凡是属于他人所有之物，未经物主的允许而取为己有者，即是不与取。
具足四个条件构成不与取，即：
1．属于其他人类所有的物品；
2．明知为他人所有之物；
3．以盗心；
4．偷取。
在律注《普端严》和《疑惑度脱》中解释，“偷取”一共包括二十五种方式——由五种五法所构成：一、种种财物的五法；二、一种财物的五法；三、亲手的五法；四、前方便的五法；五、偷盗取的五法。
一、种种财物的五法：所谓的“种种财物”是指混合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财物。
1. 占取——即霸占他人的田地、房子等。
2. 抢取——例如抢取挑在肩上、顶在头上，或拿在手上的物品等。
3. 夺取——他人将财物放在附近，他对主人说:“把这财物给我”等而夺取。
4. 破坏威仪——即有人正在搬运财物，他连人和财物一起带走。当搬运者第二脚离开原地时，此人即犯偷盗。偷其他动物也是一样。
5. 离开原处——把放在地上、桌上等的财物拿走，或移动离开原处。
二、一种财物的五法：对有主人的奴婢、仆人、动物，以占取、抢取、夺取、破坏威仪、离开原处的方法，为一种财物的五法。
三、亲手的五法：
1. 亲手取——亲自偷取他人的财物。
2. 教唆取——命令他人说:“你去偷某某物品。”被命令者在偷取时，自己也犯罪。
3. 投掷——自己站在关税处内，将应税物往关税处之外投。亦即偷税漏税。
 4. 获得利益——命令他人:“如果你看到有财物就偷取”等。
5. 放弃责任——在霸占他人的土地等，或夺取他人的财物时，当所有主认为:“这已不是我的了。”而放弃其所有权，即犯。
四、前方便的五法：在此是指教唆、命令的方法。“方便”(payoga)也可译成努力、加行、方法。
1. 前方便——在命令“你去偷某财物”时为前方便，但在被命令者偷取时才犯罪。所以命令是前方便。
2. 俱方便——由离开原处为俱方便。例如为了占取田地而转动、移动柱子等。
3. 共谋取——即和其他人商量、讨论后，共同策划而偷取。在共同策划之后，任何一个同谋依他们所约定的而偷取，则所有的同谋皆犯。
4. 作约定——即在命令他人偷盗时，约定了偷取的时间，如“你在下午偷取某物品”等。只有被命令者依照所约定的时间偷取，命令者才犯。
5. 现相——在命令他人偷取时，以闭眼、手势等作信号。
五、偷盗取五法：
1. 偷盗取——即是以小偷的方式而破坏门窗等，趁主人不在时偷取。或者以吃斤两、偷尺寸、伪币、伪钞等诈欺而取。
2. 强迫取——以暴力夺取他人的财物，亦即抢劫、掠夺；或者运用权力鱼肉（压榨）人民。
3. 遍计取——即是在偷取之前，先预谋所要偷取的财物，如衣服、钱财等，但假如看到其他财物则不偷取。
4. 隐藏取——先隐藏了所要偷取的物品，过后再回来拿取。例如：在看到了别人丢失的戒指时，先用脚踏入土中，或用尘土、树叶等覆盖，等主人遍找不着后再回来拿取。
5. 取筹——即调换筹码、签、券等。例如在用筹码等分配物品时，他为了获得更好的物品而调换筹码。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己物想——误以为是自己的而拿取了别人的物品。因为没有盗心，所以不犯。
2. 亲厚取——拿取亲厚者
的物品。
3. 暂时取——在拿取之时想:“我将会归还”“我将会补偿”而暂时借取。
4. 粪扫物想而取——在垃圾堆等看到物品，想:“这是没有主人的丢弃物”而拿取。
5. 疯狂者。
6. 心乱者。
7. 极度痛苦者——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而什么都不知道。
三、离非梵行学处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离非梵行学处，有时也译为不淫戒。也就是戒除性行为的学处。
梵行，巴利语brahmacariya的直译。意为清净、尊贵、值得赞叹的行为；或如清净、尊贵的诸佛、独觉佛、出家圣弟子等清净者们的生活方式。
有三种梵行：第一、佛陀的教法；第二、出家修行的生活；第三、避免两性行为的独身生活。在这里的梵行是指第三种。
非梵行，巴利语abrahmacariya，为“梵行”的反义词，即性交、交媾、性行为、淫欲法、不净行，是指以染污心发生两性交媾的行为。
性交的对象包括人、非人和畜生。性别则包括男性、女性、两性人和黄门
。
具足两个条件即构成非梵行：
1．以从事之心；
2．以道入道。
“以从事之心”——受乐之心。无论是插入时、插入后、停住或拔出的任何一时中受乐
者，即构成违犯。
“以道入道”——以自己的生殖器进入对方之道。
若性交的对象是女人、女非人、雌性畜生或两性人，“道”是指阴道 (生殖器、女根)、肛门和口三道。
若性交的对象是男人、男非人、雄性畜生或黄门，“道”是指肛门和口二道。
无论性交的对象是异性还是同性，当他们达到以道入道的程度并且受乐，即构成违犯。
所谓“达到以道入道的程度”，是指自己的生殖器进入对方之道，即使达到芝麻子大小的程度，也已构成违犯。
假如自己的肛门接受他人生殖器的插入，也是以道入道。
同时，性交时不论有无使用保险套，皆犯。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不知——熟睡或昏迷时即使遭攻击也不知道。
2. 不受乐——即使知道，但完全没有享受，完全不接受。
3. 疯狂者。
4. 心乱者。
5. 极度痛苦者。
四、离妄语学处
(Musàvàdà veramaõã)
离妄语学处，有时也译为不妄语戒。也就是戒除说虚妄不实话语的学处。
妄语，巴利语musàvàdà，又作虚诳语，是指心口相违，说虚妄不实的言语。如没有看见、听到、感觉及不知道，却说看见、听到、感觉及知道，欺骗他人。
说虚妄语除了用口头说出之外，也包括书写及打手势等身体语言，凡是由心存欺骗而作出的行为或语言皆构成违犯。
建议受持离妄语学处者也应避免以下三种语言：
1. 两舌(pisuõàvàcà) ——搬弄是非，向A传B的是非，向B传A的是非，离间亲友。
2. 恶口(pharusàvàcà) ——骂詈咒诅，使人难堪。
3. 绮语(samphappalàpa) ——毫无意义的世俗浮辞，能增长放逸、忘失正念的话题。
具足两个条件即构成妄语：
1. 心存欺骗；
2. 以各种方法使人明白。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因冲动等未经思考而急速说出。由于无欺骗之心，所以不犯。
2. 欲说此而误说成彼——由于愚钝等原因，使所说的内容与想要说的不同。
3. 疯狂者。
4. 心乱者。
五、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
(Surà-meraya-majja-pamàdaññhànà veramaõã)

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有时也译为不饮酒戒。
诸酒类，巴利语surà-meraya-majja，直译为谷酒、花果酒、酒类。也就是戒除饮用各种酒类的学处，并且包括各种麻醉毒品。
谷酒(surà) ——以稻米、糯米等所酿制之酒；
花果酒(meraya) ——以花、果实等所酿制之酒；
酒类(majja) ——只是前面两种酒，以饮之会醉之义为酒类。凡其他任何饮之会醉的，服用了会导致失去理智、神志迷乱的物品，皆称为酒类。
放逸之因(pamàdaññhàna) ——导致放逸的原因。凡是有心服用这些酒类之后，由此而导致陶醉、放逸，称为放逸之因。
此学处也包括禁止使用一切消遣性的麻醉物和毒品，例如：香烟、鸦片、大麻、摇头丸、迷幻药等。
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违犯此学处：
1. 酒 (麻醉品)；
2. 现起想要迷醉、消遣之心；
3. 饮（使）用。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不知道——以为是水或其他饮料而误喝。
2.饮用不是酒而有酒色、酒香、酒味的咸酸酱
、苏打(sutta)或醋等。
3.为了治病而服用混合有少量酒或吗啡、鸦片等的药品。
4.为了调味而加入少许酒于肉汤等之中。但如果加入太多酒而使之有酒色、酒香、酒味，喝了则犯。
5.疯狂者。
6.心乱者。
六、离非时食学处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离非时食学处，有时也译为过午不食戒。也就是戒除在不适宜的时间内进食的学处。
非时，巴利语vikàla，即不适宜的时间。在日正中时
之后至第二天明相出现
之间的时段，是诸佛与诸阿拉汉不用餐的时段，故称为“非时”。
食，有时也称为药。根据戒律，有四种药：时限药、时分药、七日药和终生药。
1. 时限药 (yàvakàlika) ——限于在明相出现后至日正中时之间的时段才可以食用的食物。
时限药可分为两种，即：
    ⑴ 噉食(bhojaniya)，也作正食，软食，蒲膳尼食。
律藏中说:“五种食物名为噉食：饭、面食、炒粮、鱼和肉。”(Pc.239; 4.83)
a.饭(odano) ——由稻谷、麦等七谷的米粒所煮成的饭和粥。
b.面食(kummàso) ——以麦为原料制成的面制品。
c.炒粮(sattu) ——由七谷经烘炒而成；也包括将稻谷炒后所捣成的粉。
d.鱼(maccho) ——包括鱼鳖虾蟹、贝类等一切水生动物。
e.肉(maüsaü) ——禽、兽类的肉、骨、血、皮、蛋等。
⑵ 嚼食(khàdaniya)，也作硬食，不正食，珂但尼食。khàdana，即咀嚼之义。嚼食是指须经咬嚼的食物，如：水果、植物的块茎类等。
律藏中说:“除了五种噉食、时分药、七日药和终生药之外的其他食物名为嚼食。”(Pc.239; 4.83)
除了上面的五类噉食以外，一般上用来当食物食用的都可以归纳为嚼食，例如：蔬果瓜豆等等。除此之外，麦片、美禄(Milo)、好力克(Horlic)、阿华田(Ovaltin)、豆浆、番薯汤、可可、巧克力、奶酪及三合一咖啡也不许在非时服用。根据斯里兰卡及泰国佛教的传承，不加奶精的纯咖啡可以在非时服用。
由于缅甸人把茶叶当食物，故缅甸比库过午不喝茶。但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比库则认为茶是终生药。
2. 时分药 (yàmakàlika)
 ——允许比库于一天之内饮用的未煮过的果汁和蔬菜汁。例如芒果汁、苹果汁、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
世尊在《律藏·药篇》中说：
“诸比库，我允许一切果汁，除了谷果汁之外。诸比库，允许一切叶汁，除了菜汁
之外。诸比库，允许一切花汁，除了蜜花汁之外。诸比库，允许一切甘蔗汁。”(Mv.300; 1.246)
根据律藏的注释，大型水果以及一切其他种类的谷物皆被视为是随顺于谷类的，其汁不可用来作时分药。例如椰子汁、西瓜汁、哈蜜瓜汁等。
时分药的制作方法是：由沙马内拉或在家人等未受具戒者把欲榨成汁的小果等以冷水压挤后，经过滤而成。滤过了的汁可以加进冷开水、糖或盐饮用。
任何经煮过了的蔬菜汁和水果汁皆不可在午后饮用，因为该汁一旦煮过则成了时限药。不过，放在太阳下面加温是允许的。
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包装果汁如苹果汁、橙汁等，在出厂前为了保存的关系而经过高温消毒，因此也不适合过午饮用。
若比库把时分药存放到第二天明相出现之后则不得饮用。
3. 七日药 (sattàhakàlika) ——允许比库在七天之内存放并食用的药。有五种七日药，即：生酥、熟酥、油、蜂蜜和糖。
这里的时分药和七日药是对比库而言的，而非对沙马内拉。
4.终生药 (yàvajivika) ——又作尽寿药，即没有规定食用期限的药品。此一类的药品并不包括前面的三种药，一般上是用来治病而不是当作食物吃用的。
时分药、七日药及终生药是在有因缘时服用，如口渴时饮时分药，有病时服七日药或终生药。(Pc.A.241; 4.831)
5. 混合药——有时不同种类的药可能会混合在一起食用。如果在时分药、七日药或终生药中加进时限药，则应视为时限药。例如：枸杞子、党参、肉桂等中药材属于终生药，但是若加进猪肉、鸡肉等一起煲汤时，则成了时限药，不得在非时食用。
沙马内拉可以储存以上种种药。除了时限药必须在午前吃完之外，其余几种药则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非时食：
1.在非时；
2.时限药；
3.吞咽。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有因缘时服用时分药、七日药或终生药。
2.反刍者在反刍时，食物不吐出口而吞咽。
3.疯狂者。
4.心乱者。
七、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学处
(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veramaõã)

跳舞(nacca) ——各种的舞蹈。
唱歌(gãta) ——任何的歌曲，乃至以歌声诵经唱念。
音乐(vàdita) ——各种音乐、演奏。
表演(visåka) ——任何娱乐性的表演，如戏剧、说书、斗牛、斗鸡、斗狗、棍术、拳术、摔跤，以及演习、列阵、阅兵等；也包括上述的跳舞、唱歌和音乐表演。
此学处不仅不可以观听歌舞等，也不可以自己跳舞、唱歌、演奏，而且还不可以叫人歌舞等。
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违犯此学处：
1. 跳舞、唱歌等其中之一；
2. 没有允许的原因（即为了观看或听）而前往；
3. 看或听。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于自己所在之处看见或听见；如在寺中，或坐车、坐在居士家时。但假如为了观看而走过去，或从座位上站起来则犯。
2. 走路时看见或听见。但若故意转头去看，或故意走近则犯。
3. 在发生灾难时进入表演处而看见或听见。
4. 疯狂者。
5. 心乱者。
八、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学处
(Màlà-gandha-vile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ññhànà veramaõã)

花鬘(màlà) ——任何种类的花 (花环)。
涂香(vilepana) ——任何为了涂香而把香料捣碎后可用来涂抹的香粉。
芳香(gandha) ——其余的香粉、熏香等一切种类的香。
这一切的香油和香粉等，如果是为了妆饰、装扮的目的而涂抹则犯；但若是为了当药使用则是可以的。
此学处也包括不佩戴耳环、项链、戒指、手镯、手珠、手表等装饰品。同时也不为了使自己有吸引力而涂抹各种香油、香水、香粉、香料、化妆品等。
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违犯此学处：
1. 花鬘等其中之一；
2. 没有允许的因缘；
3. 佩戴、涂抹或妆饰。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由于皮肤病等因缘而涂抹带有香味的药膏、药粉等。
2. 为了供佛等而接受或拿花、香等。
3. 疯狂者。
4. 心乱者。
5. 极度痛苦者。
九、离高、大床座学处
(Uccàsayana mahàsayanà veramaõã)

高、大床座，巴利语uccàsayana mahàsayana。
巴利语sayana，直译为床、卧床、卧具。在此也包括椅子、床垫、椅垫、坐垫等，故译为“床座”。
高床座(uccàsayana) ——超过规定尺寸的床座。
大床座(mahàsayana) ——不允许的毯子。
《律藏》及其义注提到有二十种高、大床座：
1. 高床(àsandiü) ——脚高超过规定尺寸
的床座。
2. 兽脚床(pallaïkaü) ——脚上刻有猛兽像的床座。
3. 长毛氍(gonakaü) ——长毛的大氍毹，该毛超过四指宽。
4. 彩毛毯(cittakaü) ——彩绣的羊毛毯。
5. 白毛毯(pañikaü) ——羊毛织成的白毯。
6. 花毛毯(pañalikaü) ——绣花的羊毛毯。
7. 棉垫(tålikaü) ——只填塞天然棉花
者。
8. 绣像毯(vikatikaü) ——绣有狮子、老虎等像的彩色羊毛毯。
9. 双面毛毯(uddhalomiü) ——双面有毛的羊毛毯。
10. 单面毛毯(ekantalomiü) ——单面有毛的羊毛毯。
11. 宝石绢丝品(kaññhissaü) ——四周缝有宝石的绢丝敷具。
12. 丝绸(koseyyaü) ——四周缝有宝石的由丝线织成的敷具。若是纯丝绸的则适合使用。
13. 大地毯(kuttakaü) ——可供十六个舞女站着跳舞的羊毛毯。
14. 象毡(hatthattharaü) ——铺在象背上的敷具。
15. 马毡(assattharaü) ——铺在马背上的敷具。
16. 车毡(rathattharaü) ——铺在车上的敷具。
17. 羚羊皮席(ajinappaveõiü) ——用羚羊皮按床的尺寸缝制成的席子。
18. 咖达离鹿皮特级敷具 (kadalimigapavara- paccattharaü) ——以名为咖达离鹿(kadalimiga)之皮所制成的特级敷具是最上等的敷具。将咖达离鹿皮缝在白布上制成。
19. 有华盖者(sa-uttaracchadaü) ——即在床的上方绑有红色伞盖的意思。即使在白色伞盖下面有不允许的敷具也不适合使用；若没有则适合使用。
20. 两端有红枕者(ubhatolohitakåpadhànaü) ——两端有红色头枕和脚枕的床。若只有一个枕头，即使其两侧是红色、莲花色或彩色的，只要尺寸适当，也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是大枕头则是禁止的
。 
在这二十种高、大床座中，第一种高床和第二种兽脚床为“高床座”，其余十八种为“大床座”。
然而，佛陀在《律藏·坐卧处篇》中也允许使用脚高超过善逝八指宽的方形凳子(àsandiko)和七支椅(sattaïgo)
。(Cv.297; 2.149)
若获得上述二十种高、大床座，佛陀允许把高床(àsandiü)的高脚锯掉，把兽脚床(pallaïkaü)的猛兽像锯掉，把棉垫(tålikaü)里的棉花拆掉之后使用。其余的十七种则可作为地毯使用。(Cv.320; 2.169-170)
床垫和坐垫可用布或允许的皮革做套子，里面可以装填除了人毛、达子香(tàlãsa)叶和棉花以外的各种毛、树叶、树皮、草和布。(Cv.297; 2.149)
里头填塞天然棉花的弹簧床、床褥、坐垫、蒲团等是不允许坐卧的。但有些长老认为：在俗人家中若有所填塞的棉花是固定无法取出的褥垫还是允许坐的。
具足两个条件即构成违犯此学处：
1. 高、大的床座；
2. 坐或卧。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不超过规定尺寸的床座。
2. 方凳和七支椅。
3. 除了高床、兽脚床和棉垫外，可以坐在在家人所拥有的并且由他们所铺设的大床座，但不得卧。
4. 说法时可坐在高大的法座上。
5. 疯狂者。
6. 心乱者。
十、离接受金银学处
(Jàtaråpa-rajata-pañiggahaõà veramaõã)

金，巴利语jàtaråpa，为黄金。
银，巴利语rajata，为货币、铜钱、木钱、胶钱等。凡通用的货币也属于金银。
总之，金钱是指任何可以用来交换商品的等价物，包括金、银、钱币、支票、信用卡等。
接受，巴利语pañiggahaõa。若以任何的方式接受(sàdiyana)它，称为接受。
有三种接受的方式：
1. 自己拿取(sayaü gaõhàti) ——当有人供养金钱时，他亲自接受；或在任何地方发现不属于任何人的金钱时，他自己拾取。
2. 指使他人拿取(a¤¤aü gàhàpeti) ——当有人供养金钱或发现金钱时，他指使别人为自己拿取金钱或代为保管。
3. 同意放在近处(upanikkhittaü và sàdiyeyya) ——允许他人将金钱放在自己身旁或某处。
如果施主(dàyaka)手中拿着金钱（或红包等）说:“尊者，我想供养您。”此时，沙马内拉不能接受并且应该说:“我们不可接受金钱。”或“这是不许可的。”等拒绝金钱之语，否则就成了默许；假如沙马内拉指示施主把钱交给某人或放在某处，也属于接受金钱。
如果施主通过言语或动作来传达供养金钱的讯息，例如将钱摆在沙马内拉前面说:“这是供养您的。”或者把钱放在某处，然后说:“在某某地方的那笔钱是给您的。”而他并没有通过身体行为或言语加以拒绝，并且在内心接受它，这也属于允许接受金钱。

以此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接受金银，称为“接受”。
对于出家人来说，没有任何的理由能使接受金钱成为许可！(So na yena kenaci pariyàyena vaññatã'ti)
正如世尊在《律藏·大品·药篇》中说：
“诸比库，若人们有信心、净信，他们将金钱放在净人的手中:‘请以此给与尊师所许可的[物品]
。’诸比库，我允许你们接受由此[所得的]许可的[物品]。
然而，诸比库，我不说[你们]能以任何方式接受、寻求金银。”(Mv.299; 1.245)
因此，若施主拿着钱但并没有指明说要供养给沙马内拉，而只是问:“尊者，您有净人吗？”或“请问您的净人是谁？”他则可指出谁是净人。
另外，如果施主说:“我要供养您必需品/资具，价值若干元，请问您的净人是谁？”如此，沙马内拉也可告诉他净人是谁。

沙马内拉除了不得接受金钱之外，也不得从事各种金钱交易和各种买卖。当沙马内拉需要某物品（例如钵）时，他可向在家净人说:“我需要一个钵。”而不应说:“帮我买一个钵。”假如有某物品是沙马内拉亲自用钱所买的，则包括比库在内的所有出家众皆不能接受和使用。这一点跟比库学处相同。(Pr.588, 594, 597; 3.239, 241-2)
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违犯此学处：
1. 金银；
2. 为了自己
； 

3. 以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接受。
以下情况不构成违犯：
1. 在寺院或居所内捡到他人遗失的金钱，在算了多少价值后，存着归还主人的心而暂时保管者。
2. 疯狂者。
3. 心乱者。
第四章 十种灭摈事
(Dasa nàsanavatthu)

世尊在《律藏·大篇》中说：
Anujànàmi, bhikkhave, dasahaïgehi samannàgataü sàmaõeraü nàsetuü. Pàõàtipàtã hoti, adinnàdàyã hoti, abrahmacàrã hoti, musàvàdã hoti, majjapàyã hoti, buddhassa avaõõaü bhàsati, dhammassa avaõõaü bhàsati, saïghassa avaõõaü bhàsati, micchàdiññhiko hoti, bhikkhunidåsako hoti Ý anujànàmi, bhikkhave, imehi dasahaïgehi samannàgataü sàmaõeraü nàsetun’ti.
“诸比库，我允许灭摈具足十支的沙马内拉：杀生，不与取，非梵行，妄语，饮酒，谤佛，谤法，谤僧，邪见，污比库尼。诸比库，我允许灭摈具足此十支的沙马内拉。”(Mv.108; 1.85)
律藏的义注《普端严》解释说：
“这里有三种灭摈(nàsana)：共住灭摈(saüvàsa- nàsana)、形相灭摈 (liïganàsana)和处罚灭摈(daõóakamma- nàsana)。
其中，对不见罪等而被举，名为共住灭摈。‘应灭摈污行者，你们灭摈慈比库尼！’这名为形相灭摈。‘贤友沙马内拉，从今以后你不能声称世尊为导师。’这名为处罚灭摈。”(Pc.A.428; 4.870-1)

    “这里的‘诸比库，我允许灭摈具足十支的沙马内拉’，是指在解释‘甘答咖学处’
所说的三种灭摈当中的形相灭摈的意思。
因此，对于杀生等即使才造作一项者，也应当以形相灭摈而灭摈他。对于杀生等，比库有不同的罪，但沙马内拉并非如此。沙马内拉哪怕只是杀死蚂蚁，或者弄破鱼卵，也足已构成应灭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归依、所求取的戒师与所居住的住所都失效，他不得[受用]僧团的所得。他所剩下的也只是[出家的]外形而已。假如他还屡犯过失，对未来也不住于守护，应当把他驱出。不过，若他迅速认错:‘我做了恶行’而想要再守护，则不必形相灭摈。如此应给他披衣，授予归依，授予戒师，而其学处则是以归依得成就。沙马内拉的归依等同于比库受具足戒时的甘马语。因此应如比库的四遍净戒一样来受持此十种学处。如果[其戒]仍存在，但为了令坚固，为了于未来能住于守护，也应当再授予。如果他受归依并且入前[雨安居]，他能获得住后安居者[的僧团利养]；若是入后[雨安居]者，经僧团同意后也可分与利养。
对于不与取，哪怕是草叶之量的物品；对于非梵行，无论于三道中的哪一道行淫；对于妄语，即使是为了开玩笑而说妄语，也已成非沙门，应当灭摈。对于饮酒，若比库不知而饮了由种子[经放置]以后[所变成]的酒者，也犯巴吉帝亚(pàcittiya,波逸提)；而沙马内拉只有在故意喝时才构成破戒，而非不知道。
若是破了其他的五种学处，不应灭摈，而应当处罚。无论再授予或不再授予学处都可以，只应施与处罚而惩罚，以令他于未来住于守护即可。但沙马内拉有心喝酒为巴拉基嘎事
，此乃差别。
对于诽谤，以与‘阿拉汉、全自觉者’等相反的[方式诽谤]佛；以与‘善说’等相反的[方式诽谤]法；以与‘善行道者’等相反的[方式]诽谤僧。在他诋毁、非难三宝时，其老师、戒师等[应阻止]‘不要如此说’，应让他见到诽谤的过患而遮止。在《古伦地注》
说:‘如果在乃至第三次的劝告时还不停止，即应以障碍灭摈的方式而灭摈。’在《大义注》说:‘如果在如此劝告时他舍弃那邪执，进行处罚后应令他忏悔过失。如果他不舍弃，仍然如此执取、坚持、住立，应当以形相灭摈而灭摈。’这是适当的。只有这种灭摈是这里的意思。
对于邪见者也是以此方式[来灭摈]。对于持常见或断见的其中之一种邪见者，如果在老师等教诫时舍弃了，进行处罚后应令他忏悔过失。若不舍弃，应当灭摈。
污比库尼者，当中的欲乐只以非梵行来理解。对非梵行者，若他想要守护未来的话，是可以授予归依、受具足戒的。但是污比库尼者即使想要守护未来，也不得出家，更何况受具足戒！这是显示‘污比库尼者’之义。当知这是对十支的各别解说。”(Mv.A.108; 5.1014-5)
由上可知
：若沙马内拉在故意违犯杀生、不与取等十种应灭摈事中的任何一种行为时，即应对他作出“形相灭摈”。沙马内拉甚至只是故意打死一只蚊子，或者带开玩笑地故意撒谎等，也足已构成对他实行形相灭摈。在这种情况下，他失去了沙马内拉的身份，或者说他已不再是出家人了 (非沙门)。在失去沙马内拉身份的同时，他对佛法僧的归依、他所依止的戒师也都自动失效。他既没有资格居住僧团的住所，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接受信众的供养和享用僧团所得的利益。此时，他所剩下的也只是披着袈裟的外形而已，并没有任何作为沙马内拉的内在素质。

对于比库来说，即使是无意中把酒误以为水而喝了，也犯巴吉帝亚。然而，沙马内拉只有故意喝酒或服用麻醉品才算破戒，也即是巴拉基嘎，丧失了沙马内拉的身份。若是无意中喝了酒或服用麻醉品则不构成破戒。这是与比库学处不同的地方。
若沙马内拉知道自己违犯了故意杀生、不与取、非梵行、妄语、饮酒等学处，他应当尽快去找其原来的戒师，向原来的戒师坦诚地承认错误，并请求重新授予三归依和十戒，以恢复沙马内拉的身份。受完三归依和十戒之后，也应再次请求戒师，以恢复其师徒的关系。
比库的身份是在僧团举行授具足戒甘马时，在第三次甘马语完结时得以成就的；而沙马内拉的身份则是在戒师授予其三皈依完结时得以成就的。
假如沙马内拉在犯错后不思悔改，而且态度恶劣、屡教不改，戒师必须把他赶走。
基于沙马内拉的身份很容易失去，故传统上要求沙马内拉应当在每个月的四个伍波萨他日到戒师处重新求受三皈依与沙马内拉十戒，或者按照戒师所规定的时间（如每周一次）前往受戒。即使他并没有破戒，戒师也可为了使其戒更加坚固、使其以后能够更加谨慎地守持好戒而把戒授给他。
若沙马内拉故意违犯十条学处中的后面五条，比如说吃晚餐、听音乐或接受金钱等，其戒师有责任要教训他，并令他做一些诸如挑水、搬东西、清洁卫生等工作来惩罚他。由于违犯这五条学处还不至于构成应实行形相灭摈，因此是否重新授戒给他都无所谓。
假如沙马内拉诽谤佛法僧三宝，或者执持诸如有灵魂存在、人死之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三世因果等邪见时，其戒师、老师等必须阻止他，劝他舍弃这些邪执。若他肯承认错误、放弃邪执，在对他进行处罚之后令他忏悔过失即可。假如他仍然坚持错误，顽愚不化，则应以形相灭摈进行灭摈。
假如沙马内拉被贪欲所击败而发生了性行为，过后他还是可以成为在家居士的。如果他想要出家的话也可以成为沙马内拉，甚至还可以受具足戒成为比库。但是，假如沙马内拉以暴力等方式奸污清净比库尼，日后他既不能出家成为沙马内拉，也不能受具足戒成为比库。
为了帮助理解，今把此十种应灭摈事列于下表：

	违犯
	悔改
	不悔改

	杀生
	重新受戒
	形相灭摈

	不与取
	重新受戒
	形相灭摈

	非梵行
	重新受戒
	形相灭摈

	妄语
	重新受戒
	形相灭摈

	饮酒
	重新受戒
	形相灭摈

	谤佛
	处罚后令忏悔
	形相灭摈

	谤法
	处罚后令忏悔
	形相灭摈

	谤僧
	处罚后令忏悔
	形相灭摈

	邪见
	处罚后令忏悔
	形相灭摈

	污比库尼
	形相灭摈
	形相灭摈


第五章 十种处罚事
(Dasa daõóakammavatthu)

世尊在《律藏·大篇》中说：
Anujànàmi, bhikkhave, pa¤cahaïgehi samannàgatassa sàmaõerassa daõóakammaü kàtuü. Bhikkhånaü alàbhàya parisakkati, bhikkhånaü anatthàya parisakkati, bhikkhånaü avàsàya parisakkati, bhikkhå akkosati paribhàsati, bhikkhå bhikkhåhi bhedeti Ý anujànàmi, bhikkhave, imehi pa¤cahaïgehi samannàgatassa sàmaõerassa daõóakammaü kàtunti.
“诸比库，我允许对具足五支的沙马内拉进行处罚：致力于使比库们无所得，致力于使比库们不利，致力于使比库们无住所，恶骂比库，使比库与比库分裂。诸比库，我允许对具足此五支的沙马内拉进行处罚。”(Mv.107; 1.84)
对此，律注《普端严》解释说：
致力于无所得(alàbhàya parisakkati) ——得不到所得的利养，他为如此而努力。
不利(anatthàya) ——遭受不幸。
无住所(avàsàya) ——为了不能住在这里的住所而努力。
恶骂(akkosati) ——既使感到危险又恐吓地恶骂。
分裂(bhedeti) ——挑拨离间而导致分裂。
《普端严》在解释沙马内拉的十种学处时又说：
“对于十种学处，违越前面五种为灭摈事，违越后面（五种）为处罚事。”
因此，比库可以对有以下十种行为之一的沙马内拉进行处罚：
1.非时进食；
2.故意观听跳舞、唱歌、音乐或表演等；
3.使用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等；
4.坐卧高、大床座；
5.接受金银钱；
6.图谋使比库们无所得；
7.图谋使比库们不利；
8.图谋使比库们无住所；
9.恶骂比库；
10.离间比库。
如上所述，这里的处罚是指令沙马内拉做一些诸如挑水、搬抬东西、清洁卫生等工作来进行惩罚和教训。
第六章 众学法
(Sekhiyà dhammà)

众学法(Sekhiyà dhammà)一共有七十五条，收录于比库、比库尼每半月半月应诵的《巴帝摩卡》
戒经之中。众学法的内容是关于出家众进入和坐在俗人住区、托钵时、用餐时、说法时等的行止威仪。假如比库以漫不经心的态度（不恭敬）违犯这些学处，则犯恶作(dukkaña,突吉罗)。但是非故意者、无念者、不知者，或在有病时、发生灾难时则不犯。
这些学处对于沙马内拉也同样是应当学的。
1．“我将齐整地下着
。”应当学。
在该学处的“文句分别”中解释“齐整地下着”为:“应齐整地覆盖脐轮(nàbhimaõóalaü)和膝轮(jànumaõóalaü)而穿着。”
在穿着下衣(antaravàsaka)时，上面应覆盖住肚脐，下面应遮住膝盖。站着时下衣之下摆应在从膝骨往下算起的八指宽处。盘腿时则衣之下摆应在膝下的四指宽处。无论在寺院里，还是在村落中，皆应如此地下着。
假如比库由于不恭敬而前面或后面垂下地穿着，或者像在家人的下衣一般穿着者，犯恶作。
2．“我将齐整地披衣。”应当学。
我将齐整地披衣(parimaõóalaü pàrupissàmi) ——应使衣的两角齐平而整齐地披着上衣。
披着上衣时，先以双手抓住衣的上两端，在背后展开拉直，把衣的上沿中部担在肩上，然后以右手带衣绕过右腋，露出右臂而把衣披搭在左肩上。上衣的下沿应遮盖住下衣的下摆（缅甸的穿法则应高于下衣的下摆四指量）。这种披着上衣的方式称为“偏袒右肩”(ekaüsaü uttaràsaïgaü karoti)。
应避免各种像穿在家人的衣服一般的穿着方式，如把衣担在两肩上而露出胸口、把衣缠绕脖子而两边垂于胸前等等。
无论在寺院里，还是在村落中，皆应齐整地穿着上下衣。假如以不恭敬的态度而作任何变化地披衣者，犯恶作。
3．“我将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4．“我将善披覆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善披覆(suppañicchanno) ——很好地披覆。披覆时，先以上衣的上沿包覆住颈项，再把衣端的两个角对齐重叠在一起，卷成圆筒状，然后顺着左肩缠绕着左臂。如此覆盖住双肩，只露出头部、双手和双脚——从喉结处开始露出头部，从手腕开始露出双手，从腓肠肌开始露出双脚——其余的身体部分则为上衣所包覆着。
俗家间(antaraghare) ——村庄、乡镇、城市等在家人居住的地方，包括街巷、马路、市场、住宅等处。
比库在寺院、山林、野外可以偏袒右肩披着上衣。但在俗人住区则应善披覆上衣。进入俗人住区之前，应先遮盖住三轮而齐整地穿好下衣，绑好腰带，再披覆好上衣，系好纽结。假如不善披覆上衣而露出肩膀或胸部者，犯恶作。
5．“我将善摄护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6．“我将善摄护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7．“我将眼垂视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8．“我将眼垂视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9．“我将不拉高衣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10．“我将不拉高衣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第一  齐整品
11．“我将不高声嬉笑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12．“我将不高声嬉笑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13．“我将低声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14．“我将低声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15．“我将不摇身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16．“我将不摇身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17．“我将不摇臂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18．“我将不摇臂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19．“我将不摇头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20．“我将不摇头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第二  高声嬉笑品
21．“我将不叉腰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22．“我将不叉腰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23．“我将不覆头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24．“我将不覆头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25．“我将不踮脚而行于俗家间。”应当学。
踮脚(ukkuñika) ——其原意为双腿弯曲、脚跟抬起、臀部枕在脚跟的蹲踞姿势。义注中解释说:“在此，称为‘踮脚’乃是指提起脚跟或脚尖后，只是以脚尖或脚跟触地踮着行走。”
26．“我将不抱膝而坐于俗家间。”应当学。
不抱膝(na pallatthikàya) ——即不应以手抱膝或以衣抱膝。
27．“我将恭敬地接受钵食。”应当学。
28．“我将注意钵而接受钵食。”应当学。
29．“我将以等量之羹而接受钵食。”应当学。
羹(såpa) ——用绿豆、蚕豆和豌豆等所煮成的、可以用手抓取的豆羹。除了这种豆羹之外，其他的蔬菜、鱼汁、肉汁等只属于调味料(rasarasa)或菜肴(såpeyya)。
假如所接受的豆羹超过食物比例的四分之一者，犯恶作。
30．“我将平钵而接受钵食。”应当学。
平钵(samatittika) ——直译为平满，等满，齐平。即所接受的食物不超过钵口的边缘线。
这里的钵食(piõóapàtaü)是指所有的时限药。对于时分药、七日药等，即使超过钵口堆成塔状也可以。
如果在托钵时把一些食物放在钵盖上，或身旁有净人帮忙拿取食物，则不易犯此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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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将恭敬地食用钵食。”应当学。
32．“我将注意钵而食用钵食。”应当学。
33．“我将次第地食用钵食。”应当学。
34．“我将以等量之羹而食用钵食。”应当学。
35．“我将不从顶部捏取而食用钵食。”应当学。
从顶部(thåpakato) ——从顶端、从中央的意思。如果只剩下少量饭菜时，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后揉捏而食用则不犯。
36．“我将不以饭覆盖羹或菜而想要取得更多。”应当学。
37．“无病时我将不为自己乞求羹或饭而食用。”应当学。
38．“我将不心存不满而观看他人之钵。”应当学。
如果想要给他食物、想叫人给而观看，或并没有心存不满则不犯。
39．“我将不作过大的饭团。”应当学。
40．“我将做圆的团食。”应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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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在饭团未持到时我将不张口。”应当学。
42．“用餐时我将不把手全部塞入口中。”应当学。
43．“我将不口含饭团而说话。”应当学。
44．“我将不投掷团食而食。”应当学。
45．“我将不咬断饭团而食。”应当学。
这里的饭团(kabaëa)也包括面条、面包、饼干、糕点等一切噉食。对于嚼食、各类果实，以及美味食物则不犯。
46．“我将不塞满口而食。”应当学。
47．“我将不甩手而食。”应当学。
48．“我将不散落饭粒而食。”应当学。
49．“我将不伸舌而食。”应当学。
50．“我将不作喳噗喳噗声而食。”应当学。
                        第五  饭团品
51．“我将不作苏噜苏噜声而食。”应当学。
52．“我将不舔手而食。”应当学。
53．“我将不舔钵而食。”应当学。
54．“我将不舔唇而食。”应当学。
55．“我将不以沾有食物的手拿饮水器。”应当学。
无论是僧团的、个人的、在家人的还是自己所有的贝壳、碗、杯子都不应拿。假如手的一部分没沾有食物，则可以那部分拿取。
56．“我将不把有饭粒的洗钵水倒于俗家间。”应当学。
　　从第31条到56条学处是关于一位出家人在用餐时的威仪。用餐前，先铺好坐具，准备弃食器皿等，洗好手，盘腿坐下来，在如理省思过食物
之后，再有正念地慢慢用餐。由于佛陀在世时并没有汤匙、筷子，比库们是用手取食的 (现在仍有许多比库用手吃饭)。用餐时，以右手从钵中的食物堆边沿开始取食，用手指把饭菜揉捏成大小适中的饭团后，才往嘴边送。食物到嘴边时才张开嘴巴，用右拇指把饭团推进口中，然后闭嘴慢慢咀嚼、吞咽。
57．“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伞者说法。”应当学。
无论伞放在身体的任何部分，只要手还没有离开伞，就不应对其说法。假如有其他人打伞，或者把伞放在一旁，只要伞已离手，则不名为手持伞，可以对他说法。
法(dhamma) ——佛陀所说、弟子所说、仙人所说、天人所说，具足义、具足法者。
58．“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杖者说法。”应当学。
这里的“杖”(daõóa)是指中等身材男子四肘长（约两米）的杖；高度超过者和不足者都不算“杖”。
持杖的情况和持伞所说的方式一样。
59．“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刀者说法。”应当学。
若只是以剑武装而站着则不算手持刀。
60．“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弓箭者说法。”应当学。
一切种类的弓以及各种箭都算。假如把弓背在肩上，只要没有拿着，就可以对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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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我将不对无病而穿拖鞋者说法。”应当学。
62．“我将不对无病而穿鞋者说法。”应当学。
63．“我将不对无病而坐在车上者说法。”应当学。
如果两人同坐在一辆车上则可以。若是坐在前座，可以对坐后座者说法。但若坐在后面，即使是坐在更高的座位上，也不可说法。
64．“我将不对无病而躺卧者说法。”应当学。
即使自己站在或坐在高床上、椅子或高地，也不可对躺在地上的人说法。
自己躺着可以对站着、坐着或躺着者说法；坐着可以对站着或坐着者说法；站着只能对站着者说法。
65．“我将不对无病而抱膝坐着者说法。”应当学。
66．“我将不对无病而缠头者说法。”应当学。
67．“我将不对无病而覆头者说法。”应当学。
68．“我将不坐在地上对无病而坐在座位者说法。”应当学。
乃至只是以布或草铺着而坐，也属于坐在座位上。
69．“我将不坐在低座对无病而坐在高座者说法。”应当学。
70．“我将不站着对无病而坐着者说法。”应当学。
假如自己站着，即使是坐在座位上的大长老问问题也不应说。为了表示尊重，不能请长老站起来，但心存对旁边站着的比库说则可以。
71．“我将不走在后面对无病而走在前面者说法。”应当学。
假如走在前面者问问题，不对他说而对后面的比库说则可以。
72．“我将不走在路旁对无病而走在路中者说法。”应当学。
73．“无病时我将不站着大便或小便。”应当学。
74．“无病时我将不在植物上大便、小便或吐唾液。”应当学。
即使活着的树在地上可以看见的根，或者连在地上的树枝，这一切都属于植物。
在无植物处大小便而流到植物处则不犯。
在此，唾液也包括痰和鼻涕。
75．“无病时我将不在水中大便、小便或吐唾液。”应当学。
这里的“水”乃是就使用的水而言。对于厕所、大海等不能使用的水则不犯。
假如在下雨时到处都是水，找不到无水的地方，则可在水中大小便。
在陆地上大小便而流到水中则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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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十四种行仪
(Catuddasa Vattàni)

以下是译自《律藏·小品·行仪篇》的十四种行仪
。如同上面的七十五众学法一样，这十四种行仪既是比库应当遵行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沙马内拉所应当遵行的。
为了帮助沙马内拉能够更好的了解和履行这些行仪，译者在翻译该律文时，除了省略掉每种行仪的制定因缘不翻之外，其余的部分皆以直译的方式把这十四种行仪的详细内容翻译出来。有些地方也把《义注》的解释以脚注的方式一并翻译出来，以供参考。
一、客住者的行仪
(âgantukavatta)

诸比库，客比库“将进入此僧园
”时，应脱掉鞋放下，拍打后拿着，除去伞，露出头部，衣置肩上，善缓而进入僧园。
进入僧园时应观察原住比库回到
哪里。前往原住比库所回到的集会堂、茅蓬或树下，应把钵放到一边，把衣放到一边。应取适当的座位坐。应问饮用水，应问洗用水:“哪里有饮用水？哪里有洗用水？”。如果需要喝水，则可取水来喝。如果需要水洗，则可取水来洗脚。洗脚时应一只手倒水一只手洗脚，不应以倒水的那一只手来洗脚。应问擦鞋布后擦鞋。擦鞋时应先以干布擦然后再用湿布。洗了擦鞋布之后应于一边晾开。如果原住比库为上座，他应礼敬；若是下座应使礼敬。应问坐卧处
:“我分得哪一处坐卧处呢？”应问已住人或未住人的；应问行处
，应问非行处
；应问认定学家；应问大便处，应问小便处；应问饮用水，应问洗用水；应问手杖。应问僧团规约
:“何时应进入？何时应回去？”
如果有未住人的住所，敲门后稍待一会儿，打开门栓，开门后应站在外边观察。如果其住所肮脏，则以床叠床，或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若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地毡取出放到一边，再把床脚垫取出放到一边，把褥垫和枕头取出放到一边，把坐垫取出放到一边。把床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痰盂取出放到一边；把枕板取出放到一边。如果住所有蜘蛛网，先应观察然后除掉。应清洁窗户的角落处。如果由红土所涂抹的墙壁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如果黑色的地面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若是未经处理过的地面，应撒水后“不让住所被尘垢所污”而打扫。把垃圾收集到一边再倒掉。
把地毡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铺设于原处；把床脚垫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床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椅子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褥垫和枕头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坐垫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痰盂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枕板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
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
如果带有尘之风从东边吹来，则应关闭东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西边吹来，则应关闭西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北边吹来，则应关闭北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南边吹来，则应关闭南边之窗。如果天冷时白天应打开窗而晚上应关；如果天热时则白天应关窗而晚上应打开。
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集会堂肮脏，应清扫集会堂；如果火堂肮脏，应清扫火堂；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有了，应准备饮用水；如果洗用水没有了，应准备洗用水；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诸比库，此乃客比库们应遵行的客比库之行仪。(Cv.357; 2.207-210)
二、原住者的行仪
(âvàsikavatta)

诸比库，原住比库见到上座的客比库，应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前往迎接而接过衣钵。应问需喝水否。若有能力则应帮擦鞋。擦鞋时应先以干布擦然后再用湿布。洗了擦鞋布之后应于一边晾开。应礼敬客比库。应敷设坐卧处:“这是分给您的坐卧处。”应告知已住人的或未住人的；应告知行处，应告知非行处；应告知认定学家；应告知大便处，应告知小便处；应告知饮用水，应告知洗用水；应告知手杖。应告知僧团的规约:“何时应进入？何时应回去？”
若[客比库]是下座，则可坐着告知:“这里放置钵，这里放置衣，坐这个位置。”应告知饮用水，应告知洗用水；应告知擦鞋布。应使下座的客比库礼敬。应告知坐卧处:“这是分给你的坐卧处。”应告知已住人的或未住人的；应告知行处，应告知非行处；应告知认定学家；应告知大便处，应告知小便处；应告知饮用水，应告知洗用水；应告知手杖。应告知僧团的规约:“何时应进入？何时应回去？”
诸比库，此乃原住比库们应遵行的原住比库之行仪。(Cv.359; 2.210-1)
三、远行者的行仪
(Gamikavatta)

诸比库，远行的比库应收好木器、陶器，关好门窗，嘱咐坐卧具而离开。假如没有比库，应嘱咐沙马内拉；假如没有沙马内拉，应嘱咐园民
。假如比库、沙马内拉或园民都没有，则应把床放在四块石头上，以床叠床，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收好木器、陶器，关好门窗后离开。
假如住所漏雨，若有能力则应遮盖，或应尽力而为:“如何才能使此住所被遮盖住。”如果成功，这实在很好。假如不成功，则应在不漏雨的地方把床放在四块石头上，以床叠床，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收好木器、陶器，关好门窗后离开。假如住所到处都漏雨，若有能力则应把坐卧具搬到村落，或应尽力而为:“如何才能使此坐卧具搬到村落。”如果成功，这实在很好。假如不成功，则应把床放在露天的四块石头上，以床叠床，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收好木器、陶器，以草或叶子遮盖后才离开:“这样则能保全各部分。”

诸比库，此乃远行的比库们应遵行的远行比库之行仪。(Cv.361; 2.211-2)
四、随喜的行仪
(Anumodanavatta)

诸比库，我允许于食堂随喜。
诸比库，我允许上座比库于食堂随喜。
诸比库，我允许四、五位上座、次上座比库于食堂等待。
诸比库，我允许有事的比库在请示后可以离去。(Cv.362; 2.212)

随喜，巴利语anumodana。意为对他人所作的功德善行或所获得的成就表示欢喜。

在戒律的行持中，“随喜”作为僧俗互动的一种方式，能对广大的信众起到培植善法与增长信心的作用。若施主有要求，比库（也包括沙马内拉）应为他们所作的功德进行随喜。
在《心义灯》等复注中提到有三类随喜：
1.布施类的随喜：在供养僧团饮食等时，给予与布施功德有关的随喜；
2.吉庆类的随喜：在乔迁新居等吉庆仪式时，则以《吉祥经》等随喜；
3.哀丧类的随喜：在为亡者供斋等丧事中，则以《户外经》等随喜。

随喜的程序一般包括授予施主们三皈依五戒或八戒，念诵《护卫经》，给予相关的开示或祝福，最后再作回向功德。
　　随喜的传统在各个上座部佛教国家都非常普遍。信徒们如果想积累善业福德，或者遇到红白喜事时，通常都会到寺院中去供僧，或者邀请僧众到家中应供。信徒们在供养袈裟、饮食或其他必需品之后，上座比库通常会带领大家做随喜功德的施水仪式。这种施水的仪式在传统上常被视为正式的布施仪式：在跟随上座比库念诵回向功德文的同时，施主右手持一盛满清水的银壶，把水滴在置于盘上的银碗中，直到水盈满碗并流到托盘中。

五、食堂的行仪

(Bhattaggavatta)

于僧园中若告知时至，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地着下衣，绑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喀帝
，系好纽结，洗好钵而拿着。应善缓而进入村落。
不得偏离而走在上座比库前面。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应善摄护而行于俗家间，应眼垂视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行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行于俗家间，应低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踮脚而行于俗家间。
应善披覆而坐于俗家间，应善摄护而坐于俗家间，应眼垂视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坐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坐于俗家间，应低声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坐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坐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抱膝而坐于俗家间。不应侵夺上座比库[之座]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库之座。不应铺展桑喀帝而坐于俗家间。
施水时应双手持钵接受水，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钵。如果有盛水盆
，应放低[钵]而把水倒进盛水盆中:“不要让盛水盆被水溅到，不要让旁边的比库被水溅到，不要让桑喀帝被水溅到。”若没有盛水盆，应放低[钵]而把水倒在地上:“不要让旁边的比库被水溅到，不要让桑喀帝被水溅到。”
施饭时应双手持钵接受饭，应留空间盛菜肴。若有酥、油或珍馐，上座应说:“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应恭敬地接受钵食，应注意钵而接受钵食，应以等量之羹而接受钵食，应平钵而接受钵食。在饭还没有分给所有人之前上座不应先吃。
应恭敬地食用钵食，应注意钵而食用钵食，应次第地食用钵食，应以等量之羹而食用钵食，不应从顶部捏取而食用钵食，不应以饭覆盖羹或菜而想要取得更多，无病时我将不为自己乞求羹或饭而食用，不应心存不满而观看他人之钵，不应作过大的饭团，应做圆的团食，在饭团未持到时不应张口，不应把手全部塞入口中，不应口含饭团说话，不应投掷团食而食，不应咬断饭团而食，不应塞满口而食，不应甩手而食，不应散落饭粒而食，不应伸舌而食，不应作喳噗喳噗声而食，不应作苏噜苏噜声而食，不应舔手而食，不应舔钵而食，不应舔唇而食，不应以沾有食物的手拿饮水器。
在所有人还没有吃完之前上座不应接受水。施水时应双手持钵接受水，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钵。如果有盛水盆，应放低[钵]而把水倒进盛水盆中:“不要让盛水盆被水溅到，不要让旁边的比库被水溅到，不要让桑喀帝被水溅到。”若没有盛水盆，应放低[钵]而把水倒在地上:“不要让旁边的比库被水溅到，不要让桑喀帝被水溅到。”不应把有饭粒的洗钵水倒于俗家间。
回去时下座比库应先回去，上座在后。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应善摄护而行于俗家间，应眼垂视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行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行于俗家间，应低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踮脚而行于俗家间。
诸比库，此乃比库们于食堂应遵行的比库之食堂行仪。(Cv.364; 2.213-5)
六、乞食者的行仪
(Piõóacàrikavatta)

诸比库，乞食的比库“将进入此村”时，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地着下衣，绑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喀帝，系好纽结，洗好钵而拿着。应善缓而进入村落。
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应善摄护而行于俗家间，应眼垂视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行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行于俗家间，应低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踮脚而行于俗家间。
进入住家时，应观察“我将由此进入，我将由此离开。”不应太快进入，不应太快离开；不应站得太远，不应站得太近；不应站得太久，不应太急返回。站立时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食物？”如果放下工作
，从座而起，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施食物时以左手举起桑喀帝，以右手打开钵，以双手持钵接受食物。不应观看施食者之脸
。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菜肴？”如果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给与食物后应以桑喀帝遮盖住钵，善缓而返回。
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应善摄护而行于俗家间，应眼垂视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行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行于俗家间，应低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踮脚而行于俗家间。
先从村中乞食回来者，应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洗好并准备弃食器，准备饮用水和洗用水。从村中乞食后回来者，如果有剩余的食物，若想要则可以吃；假如不想要，则应丢在少草之处或倒进无生物的水中。他应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洗净并收好弃食器，收好饮用水和洗用水，打扫食堂。若见到饮用水罐、洗用水罐或厕所水罐空无，则应准备。假如他没能力，则以手势招呼同伴，以手势动作而准备之，不以此为由而打开话题。
诸比库，此乃乞食的比库们应遵行的乞食比库之行仪。(Cv.366; 2.215-6)
七、林野住者的行仪
(âra¤¤ikavatta)

诸比库，林野
比库清晨起来，把钵装进袋中，挂于肩上，衣披在肩上，穿上鞋后，应收好木器、陶器，关好门窗，从坐卧处下来
。“我将进入此村”时，应脱掉鞋，放下拍打后装进袋中，挂于肩上。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地着下衣，绑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喀帝，系好纽结，洗好钵而拿着。应善缓进入村落。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覆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踮脚而行于俗家间。
进入住家时，应观察“我将由此进入，我将由此离开。”不应太快进入，不应太快离开；不应站得太远，不应站得太近；不应站得太久，不应太急返回。站立时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食物？”如果放下工作、从座而起，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施食物时以左手举起桑喀帝，以右手打开钵，以双手持钵接受食物。不应观看施食者之脸。应观察“有意还是无意给菜肴？”如果碰触汤匙，碰触或放置器皿，“像是有意给”而应站立。给与食物后应以桑喀帝遮盖住钵，善缓而返回。
应善披覆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踮脚而行于俗家间。离开村落后把钵装进袋中
，挂于肩上，衣折叠后顶在头上，穿上鞋而行。
诸比库，林野比库应准备饮用水，应准备洗用水，应准备火，应准备钻火木，应准备手杖。应掌握全部或部分星宿，应能善巧于方位。
诸比库，此乃住在林野的比库们应遵行的林野比库之行仪。(Cv.368; 2.217)

八、坐卧处的行仪
(Senàsanavatta)

于所居住的住所，若其住所肮脏，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钵和衣取出放到一边，再把坐垫取出放到一边；把褥垫和枕头取出放到一边。把床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床脚垫取出放到一边；把痰盂取出放到一边；把枕板取出放到一边；观察地毡是如何铺设后再取出放到一边。如果住所有蜘蛛网，先应观察然后除掉。应清洁窗户的角落处。如果由红土所涂抹的墙壁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如果黑色的地面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若是未经处理过的地面，应撒水后“不让住所被尘垢所污”而打扫。把垃圾收集到一边再倒掉。
不应在比库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住所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饮用水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洗用水旁边拍打坐卧具，不应在院子的逆风处拍打坐卧具，应在下风处拍打坐卧具。
把地毡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铺设而铺设；把床脚垫放一边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床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椅子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褥垫和枕头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坐垫放一边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痰盂放一边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枕板放一边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
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
如果带有尘之风从东边吹来，则应关闭东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西边吹来，则应关闭西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北边吹来，则应关闭北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南边吹来，则应关闭南边之窗。如果天冷时白天应打开窗而晚上应关；如果天热时则白天应关窗而晚上应打开。
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集会堂肮脏，应清扫集会堂；如果火堂肮脏，应清扫火堂；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有了，应准备饮用水；如果洗用水没有了，应准备洗用水；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如果与上座在同一住所居住，没请示上座不应读诵，不应询问，不应作学习，不应说法；不应点灯，不应熄灯；不应开窗，不应关窗。如果与上座在同一经行道经行，应随上座而转身
，不得触到上座的桑喀帝衣角。
诸比库，此乃比库们对坐卧处应遵行的比库坐卧处之行仪。(Cv.370; 2.218-220)

总之，如果比库或沙马内拉使用僧团的住所，他就有责任要维持住所及其周围环境的清洁卫生，保护住所及家具设备等的整洁安全。如果他跟上座比库同住一室，则要处处对上座表示尊重。
九、浴室的行仪
(Jantàgharavatta)

先到浴室者，假如堆积有灰，应把灰倒掉；如果浴室肮脏，应清扫浴室；如果地板肮脏，应清扫地板；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浴室堂肮脏，应清扫浴室堂。应揉捏粉，弄湿泥，把水灌进水桶。
进入浴室时，以泥涂脸，前后皆覆盖着而进入浴室。不应侵夺上座比库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库之座。若有能力则应服侍上座比库。离开浴室时，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前后皆覆盖着而离开浴室。若有能力，在水中也应服侍上座比库。不应在上座比库之前沐浴，不应在其上面沐浴。从沐浴出来时应给入浴者让路。后离开浴室者，假如浴室泥泞，应清洗。应清洗泥桶，收藏浴室用椅，把火熄灭，关门后才离开。
诸比库，此乃比库们于浴室应遵行的比库之浴室行仪。(Cv.372; 2.220-1)
十、厕所的行仪
(Vaccakuñivatta)

上厕所者，应在外边站着咳嗽，里面坐着者也应咳嗽。应把衣挂在衣竿或衣绳后，善缓而进入厕所。不应太快进入，不应拉高[下衣]进入，应站在厕坑的踏板上拉高。不得呻吟着大便，不得嚼着齿木
大便。不得在大便槽之外大便，不得在小便槽之外小便，不得吐唾液进小便槽。不得用粗木橛刮擦；不得将刮屎橛丢进粪坑。应站在厕坑的踏板上覆盖[下衣]。不应太快离开，不应拉高[下衣]离开，应站在洗净台的踏板上拉高。不得作喳噗喳噗声而洗净，不得将水残留在洗净盆。应站在洗净台的踏板上覆盖[下衣]。
假如厕所污秽，应清洗。如果刮屎橛满了，应把刮屎橛倒掉；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灰泥地板肮脏，应清扫地板；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诸比库，此乃比库们于厕所应遵行的比库之厕所行仪。(Cv.374; 2.222)
十一、对戒师的行仪
(Upajjhàyavatta)

诸比库，弟子
对戒师应遵行适当的[行仪]。此适当的行仪于此为：
清晨起来，脱掉鞋，偏袒上衣于一肩，应递上齿木
，递上洗脸水
，敷设座位。假如有粥，应洗好钵后把粥端近。喝粥后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然后收藏。戒师站立时，应收起座位；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戒师想要进村，应递过下裙(nivàsanaü)，接过[换下的]副裙(pañinivàsanaü)，递上腰带，重叠好而递上桑喀帝，洗好钵后带有水
奉上。如果戒师想要随从沙门，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地着下衣，系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喀帝，绑好纽，洗好钵而拿着，作戒师的随从沙门。不应离太远而行，不应离太近而行
。应接过已装食之钵
。戒师谈话时不应打断；戒师谈话接近犯戒时
应防止
。
归来时应先回到，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前往迎接而接过衣钵，递上副裙，接过[换下的]下裙。如果衣沾有汗渍，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衣存放于热处。应折叠衣。折叠衣时衣边应错开四指而折叠:“不让中间有折痕。”腰带应放在衣折层里。
如果有钵食且戒师想要吃，应递上水后把钵食端近。应询问戒师饮用水
。用完餐后应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擦干后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钵存放于热处。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戒师站立时，应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戒师想要洗澡，应准备洗澡水。如果需要冷水，应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应准备热水。
如果戒师想要进入浴室，应揉捏粉，弄湿泥，带上浴室用椅后，跟随在戒师之后而行。递上浴室用椅，接过衣后安放在一边。应递上粉，递上泥。如果有可能，应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应以泥涂脸，前后皆覆盖着而进入浴室。不应侵夺上座比库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库之座。在浴室中应服侍戒师。离开浴室时，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前后皆覆盖着而离开浴室。
在水中也应服侍戒师。洗澡时应先上来，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后，应擦干戒师身上的水，递过下裙，递上桑喀帝，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先回来，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询问戒师饮用水。
如果[戒师]想令读诵，应读诵；如果想询问，应受问。
于戒师所居住的住所，若其住所肮脏，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钵和衣取出放到一边，再把坐垫取出放到一边；把褥垫和枕头取出放到一边。把床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床脚垫取出放到一边；把痰盂取出放到一边；把枕板取出放到一边；观察地毡是如何铺设后再取出放到一边。如果住所有蜘蛛网，先应观察然后除掉。应清洁窗户的角落处。如果由红土所涂抹的墙壁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如果黑色的地面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若是未经处理过的地面，应撒水后“不让住所被尘垢所污”而打扫。把垃圾收集到一边再倒掉。
把地毡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铺设而铺设；把床脚垫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床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椅子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褥垫和枕头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坐垫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痰盂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枕板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
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
如果带有尘之风从东边吹来，则应关闭东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西边吹来，则应关闭西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北边吹来，则应关闭北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南边吹来，则应关闭南边之窗。如果天冷时白天应打开窗而晚上应关；如果天热时则白天应关窗而晚上应打开。
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集会堂肮脏，应清扫集会堂；如果火堂肮脏，应清扫火堂；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有了，应准备饮用水；如果洗用水没有了，应准备洗用水；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假如戒师生起不满时，弟子应安慰，或请人安慰，或为他说法。假如戒师生起追悔时，弟子应消除，或请人消除，或为他说法。假如戒师生起邪见时，弟子应劝阻，或请人劝阻，或为他说法。
假如戒师犯了重法
，应行别住
，弟子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戒师别住？”假如戒师应退回原本
，弟子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戒师退回原本？”假如戒师应行马那答
，弟子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戒师马那答？”假如戒师应出罪，弟子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戒师出罪？”
假如僧团想要对戒师作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弟子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不对戒师作甘马或者能够减轻？”然而，若僧团已对他作了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弟子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戒师正确履行、顺从、实行赎罪，让僧团能解除该甘马？”
如果戒师之衣应洗，弟子应洗，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戒师之衣洗净？”如果戒师应做衣，弟子应做，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戒师之衣做好？”如果戒师应煮染料，弟子应煮，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戒师的染料煮好？”如果戒师之衣应染，弟子应染，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戒师之衣染好？”染衣时应妥善地、反复地转动而染；在水滴未断时不应离开。
没有请示戒师不得送钵给他人
，不得接受他人之钵；不得送衣给他人，不得接受他人之衣；不得送必需品给他人，不得接受他人之必需品；不得为他人剃头，不得受他人剃头；不得服侍他人，不得受他人服侍；不得服务他人，不得受他人服务；不得作他人的随从沙门，不得接受他人作随从沙门；不得为他人送食，不得接受他人送食。没有请示戒师不得进村
；不得前往坟场；不得离开区域
。
若戒师生病，应照料终生，等待痊愈。
诸比库，此乃弟子们对戒师应遵行的弟子对戒师的行仪。(Mv.66; 1.46-50 / Cv.376; 2.223-7)
十二、对弟子的行仪
(Saddhivihàrikavatta)

诸比库，戒师对弟子应遵行适当的[行仪]。此适当的行仪于此为：
诸比库，戒师应通过读诵、询问、教诫、教授
来摄护、摄受弟子。假如戒师有钵，弟子没有钵，戒师应给弟子钵，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拥有钵？”假如戒师有衣，弟子没有衣，戒师应给弟子衣，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拥有衣？”假如戒师有必需品，弟子没有必需品，戒师应给弟子必需品，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拥有必需品？”
若弟子生病，清晨起来后应递上齿木，递上洗脸水，敷设座位。假如有粥，应洗好钵后把粥端近。喝粥后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然后收藏。弟子站立时，应收起座位；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弟子想要进村，应递过下裙，接过[换下的]副裙，递上腰带，重叠好而递上桑喀帝，洗好钵后带有水递上。
“到现在他将要回来”时应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前往迎接而接过衣钵，递上副裙，接过[换下的]下裙。如果衣沾有汗渍，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衣存放于热处。应折叠衣。折叠衣时衣边应错开四指而折叠:“不让中间有折痕。”腰带应放在衣折层里。
如果有钵食且弟子想要吃，应递上水后把钵食端近。应询问弟子饮用水。用完餐后应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擦干后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钵存放于热处。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弟子站立时，应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弟子想要洗澡，应准备洗澡水。如果需要冷水，应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应准备热水。
如果弟子想要进入浴室，应揉捏粉，弄湿泥，带上浴室用椅而前往。递上浴室用椅，接过衣后安放在一边。应递上粉，递上泥。如果有可能，应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应以泥涂脸，前后皆覆盖着而进入浴室。不应侵夺上座比库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库之座。在浴室中应服侍弟子。离开浴室时，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前后皆覆盖着而离开浴室。在水中也应服侍弟子。洗澡时应先上来，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后，应擦干弟子身上的水，递过下裙，递上桑喀帝，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先回来，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询问弟子饮用水。
于弟子所居住的住所，若其住所肮脏，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钵和衣取出放到一边……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假如弟子生起不满时，戒师应安慰，或请人安慰，或为他说法。假如弟子生起追悔时，戒师应消除，或请人消除，或为他说法。假如弟子生起邪见时，戒师应劝阻，或请人劝阻，或为他说法。
假如弟子犯了重法，应行别住，戒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弟子别住？”假如弟子应退回原本，戒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弟子退回原本？”假如弟子应行马那答，戒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弟子马那答？”假如弟子应出罪，戒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弟子出罪？”
假如僧团想要对弟子作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戒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不对弟子作甘马或者能够减轻？”然而，若僧团已对他作了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戒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正确履行、顺从、实行赎罪，让僧团能解除该甘马？”
如果弟子之衣应洗，戒师应告知“要这样洗。”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之衣洗净？”如果弟子应做衣，戒师应告知“要这样做。”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之衣做好？”如果弟子应煮染料，戒师应告知“要这样煮。”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的染料煮好？”如果弟子之衣应染，戒师应告知“要这样染。”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弟子之衣染好？”染衣时应妥善地、反复地转动而染；在水滴未断时不应离开。
若弟子生病，应照料终生，等待痊愈。
诸比库，此乃戒师们对弟子应遵行的戒师对弟子的行仪。(Mv.67; 1.50-3 / Cv.378; 2.227-231)

十三、对老师
的行仪
(âcariyavatta)

诸比库，学生
对老师应遵行适当的[行仪]。此适当的行仪于此为：
清晨起来，脱掉鞋，偏袒上衣于一肩，应递上齿木，递上洗脸水，敷设座位。假如有粥，应洗好钵后把粥端近。喝粥后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然后收藏。老师站立时，应收起座位；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老师想要进村，应递过下裙，接过[换下的]副裙，递上腰带，重叠好而递上桑喀帝，洗好钵后带有水奉上。如果老师想要随从沙门，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地着下衣，系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喀帝，绑好纽，洗好钵而拿着，作老师的随从沙门。不应离太远而行，不应离太近而行。应接过已装食之钵。老师谈话时不应打断；老师谈话接近犯戒时应防止。
归来时应先回到，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前往迎接而接过衣钵，递上副裙，接过[换下的]下裙。如果衣沾有汗渍，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衣存放于热处。应折叠衣。折叠衣时衣边应错开四指而折叠，“不让中间有折痕。”腰带应放在衣折层里。
如果有钵食且老师想要吃，应递上水后把钵食端近。应询问老师饮用水。用完餐后应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擦干后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钵存放于热处。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老师站立时，应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老师想要洗澡，应准备洗澡水。如果需要冷水，应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应准备热水。
如果老师想要进入浴室，应揉捏粉，弄湿泥，带上浴室用椅后，跟随在老师之后而行。递上浴室用椅，接过衣后安放在一边。应递上粉，递上泥。如果有可能，应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应以泥涂脸，前后皆覆盖着而进入浴室。不应侵夺上座比库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库之座。在浴室中应服侍老师。离开浴室时，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前后皆覆盖着而离开浴室。
在水中也应服侍老师。洗澡时应先上来，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后，应擦干老师身上的水，递过下裙，递上桑喀帝，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先回来，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询问老师饮用水。
如果[老师]想令读诵，应读诵；如果想询问，应受问。
于老师所居住的住所，若其住所肮脏，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钵和衣取出放到一边，再把坐垫取出放到一边；把褥垫和枕头取出放到一边。把床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椅子放低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取出放到一边。把床脚垫取出放到一边；把痰盂取出放到一边；把枕板取出放到一边；观察地毡是如何铺设后再取出放到一边。如果住所有蜘蛛网，先应观察然后除掉。应清洁窗户的角落处。如果由红土所涂抹的墙壁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如果黑色的地面有污垢，应弄湿布扭干后再擦拭。若是未经处理过的地面，应撒水后“不让住所被尘垢所污”而打扫。把垃圾收集到一边再倒掉。
把地毡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铺设而铺设；把床脚垫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床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椅子晾晒、清洁、拍打后，再放低，妥善地不磨损、不撞到门框而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褥垫和枕头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坐垫晾晒、清洁、拍打后，搬进来按原来的摆设而摆设；把痰盂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把枕板晾晒、擦拭后，搬进来摆设于原处。
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探床底或椅底而收藏，但不应将钵直接放置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竿或衣绳，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
如果带有尘之风从东边吹来，则应关闭东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西边吹来，则应关闭西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北边吹来，则应关闭北边之窗；如果带有尘之风从南边吹来，则应关闭南边之窗。如果天冷时白天应打开窗而晚上应关；如果天热时则白天应关窗而晚上应打开。
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扫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集会堂肮脏，应清扫集会堂；如果火堂肮脏，应清扫火堂；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有了，应准备饮用水；如果洗用水没有了，应准备洗用水；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假如老师生起不满时，学生应安慰，或请人安慰，或为他说法。假如老师生起追悔时，学生应消除，或请人消除，或为他说法。假如老师生起邪见时，学生应劝阻，或请人劝阻，或为他说法。
假如老师犯了重法，应行别住，学生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老师别住？”假如老师应退回原本，学生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老师退回原本？”假如老师应行马那答，学生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老师马那答？”假如老师应出罪，学生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老师出罪？”
假如僧团想要对老师作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学生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不对老师作甘马或者能够减轻？”然而，若僧团已对他作了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学生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老师正确履行、顺从、实行赎罪，让僧团能解除该甘马？”
如果老师之衣应洗，学生应洗，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老师之衣洗净？”如果老师应做衣，学生应做，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老师之衣做好？”如果老师应煮染料，学生应煮，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老师的染料煮好？”如果老师之衣应染，学生应染，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老师之衣染好？”染衣时应妥善地、反复地转动而染；在水滴未断时不应离开。
没有请示老师不得送钵给他人，不得接受他人之钵；不得送衣给他人，不得接受他人之衣；不得送必需品给他人，不得接受他人之必需品；不得为他人剃头，不得受他人剃头；不得服侍他人，不得受他人服侍；不得服务他人，不得受他人服务；不得作他人的随从沙门，不得接受他人作随从沙门；不得为他人送食，不得接受他人送食。没有请示老师不得进村；不得前往坟场；不得离开区域。
若老师生病，应照料终生，等待痊愈。
诸比库，此乃学生们对老师应遵行的学生对老师的行仪。(Mv.78; 1.61 / Cv.380; 2.231)
十四、对学生的行仪
(Antevàsikavatta)

诸比库，老师对学生应遵行适当的[行仪]。此适当的行仪于此为：
诸比库，老师应通过读诵、询问、教诫、教授来摄护、摄受学生。假如老师有钵，学生没有钵，老师应给学生钵，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拥有钵？”假如老师有衣，学生没有衣，老师应给学生衣，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拥有衣？”假如老师有必需品，学生没有必需品，老师应给学生必需品，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拥有必需品？”
若学生生病，清晨起来后应递上齿木，递上洗脸水，敷设座位。假如有粥，应洗好钵后把粥端近。喝粥后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然后收藏。学生站立时，应收起座位；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学生想要进村，应递过下裙，接过[换下的]副裙，递上腰带，重叠好而递上桑喀帝，洗好钵后带有水递上。
“到现在他将要回来”时应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前往迎接而接过衣钵，递上副裙，接过[换下的]下裙。如果衣沾有汗渍，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衣存放于热处。应折叠衣。折叠衣时衣边应错开四指而折叠：“不让中间有折痕。”腰带应放在衣折层里。
如果有钵食且学生想要吃，应递上水后把钵食端近。应询问学生饮用水。用完餐后应递上水，接过钵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地洗，擦干后应于热处晒一会儿，但不应把钵存放于热处。应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收藏衣时……边向外、褶向内地折叠衣而收藏。学生站立时，应收起座位，收好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如果该处肮脏，应清扫该处。
如果学生想要洗澡，应准备洗澡水。如果需要冷水，应准备冷水；如果需要热水，应准备热水。
如果学生想要进入浴室，应揉捏粉，弄湿泥，带上浴室用椅而前往。递上浴室用椅，接过衣后安放在一边。应递上粉，递上泥。如果有可能，应进入浴室。进入浴室时，应以泥涂脸，前后皆覆盖着而进入浴室。不应侵夺上座比库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库之座。在浴室中应服侍学生。离开浴室时，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前后皆覆盖着而离开浴室。在水中也应服侍学生。洗澡时应先上来，擦干自己的身体，穿好下衣后，应擦干学生身上的水，递过下裙，递上桑喀帝，带上浴室用椅后，应先回来，敷设座位，近置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询问学生饮用水。
于学生所居住的住所，若其住所肮脏，有能力则应清洁。在清洁住所时，应先把钵和衣取出放到一边……如果洗水罐之水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
假如学生生起不满时，老师应安慰，或请人安慰，或为他说法。假如学生生起追悔时，老师应消除，或请人消除，或为他说法。假如学生生起邪见时，老师应劝阻，或请人劝阻，或为他说法。
假如学生犯了重法，应行别住，老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学生别住？”假如学生应退回原本，老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学生退回原本？”假如学生应行马那答，老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给与学生马那答？”假如学生应出罪，老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让学生出罪？”
假如僧团想要对学生作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老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僧团不对学生作甘马或者能够减轻？”然而，若僧团已对他作了呵责、依止、驱出、下意或举罪甘马，老师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正确履行、顺从、实行赎罪，让僧团能解除该甘马？”
如果学生之衣应洗，老师应告知“要这样洗。”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之衣洗净？”如果学生应做衣，老师应告知“要这样做。”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之衣做好？”如果学生应煮染料，老师应告知“要这样煮。”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的染料煮好？”如果学生之衣应染，老师应告知“要这样染。”或应作努力:“如何才能使学生之衣染好？”染衣时应妥善地、反复地转动而染；在水滴未断时不应离开。
若学生生病，应照料终生，等待痊愈。
诸比库，此乃老师们对学生应遵行的老师对学生的行仪。(Mv.79; 1.61 / Cv.382; 2.231)

　　第十一、十二种行仪讲述的是戒师与弟子之间的相互义务，第十三、十四种行仪讲述的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义务。这两种师徒关系除了各自间的身份略有不同之外，彼此之间应履行的义务是完全一致的。也即是说：弟子（在这里也包括学生）应恭敬、顺从其师长 (在这里包括戒师和老师)，应履行服务师长的义务；而作为师长则应爱护、照顾其弟子，应承担教导弟子的职责。同时，这四种行仪也以相同的文句出现在《律藏·大品·大篇》中。
　　这种师徒间互相履行义务的传统，直至今天仍然被许多上座部僧团很好地维持和实行着。以上的律文为师徒之间的义务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和最佳的典范，而师徒之间也可根据实际的情况或客观条件来贯彻与实践这些义务。
作弟子的应为师长打扫住所、清洗浴厕、洗染袈裟、洗钵、按摩、照料起居等，在在处处皆应表现出对师长的恭敬与忠诚。如果师长身边已经有好几位弟子在实行义务，则可通过观察师长的生活起居、观察其他弟子的做法，或按照师长的指示来安排自己履行义务的时间和方式。
当然，师长可以告知其弟子不须履行某些义务。假如师长没有免除弟子的义务，则作弟子的将因每一项没有履行的义务而犯一恶作罪 (对比库而言)。
作师长的有义务要教导好弟子，回答弟子关于戒律、教法、禅修和梵行生活等的问题，让弟子明白如何是犯戒，如何不犯，如何犯重，如何犯轻，犯了如何忏悔。当弟子犯错时，师长有责任要教训甚至惩罚他；当弟子有邪见时，师长有责任要纠正他；当弟子忧苦（如对梵行生活不满、想还俗等）时，师长有责任要安慰开解他；当弟子生病时，师长有责任要照顾或使人照顾他等等。
正如世尊在《大品·大篇》中说：
“诸比库，戒师将以对儿子之心照顾弟子，弟子将以对父亲之心照顾戒师。”(Mv.65; 1.45)
“诸比库，老师将以对儿子之心照顾学生，学生将以对父亲之心照顾老师。”(Mv.77; 1.60)

弟子可以透过为其师长履行义务来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通过遵从师长的教诲与指导来学习教理、实践禅修，维持圣者的传统。而师长则通过言传身教来摄受与教导弟子，把自己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佛陀的正法遗产传递给下一代。
这种师徒彼此之间互相履行义务的方式，是佛教中最古老而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通过弟子依止师长，师长教授弟子，佛陀的正法、律得以代代相传、灯灯相续，长住世间。
第八章 其他学处
(A¤¤a-sikkhàpadàni)

巴利《律藏》按照内容可分为《经分别》、《篇章》、《附随》三大部分。在缅甸，则把它们编为《巴拉基咖》、《巴吉帝亚》、《大品》、《小品》和《附随》五大册。
《经分别》是对比库和比库尼两部戒经——《巴帝摩卡》的解释，其中解释《比库巴帝摩卡》的部分称为《大分别》(Mahàvibhaïga); 解释《比库尼巴帝摩卡》的部分则称为《比库尼分别》(Bhikkhunã- vibhaïga)。
《篇章》(Khandhaka)分为《大品》(Mahà-vagga)和《小品》(Culla-vagga)两部分，其内容则依佛教僧众的各项制度和生活规则分门别类编集而成，共包括22个篇章。
虽然说《篇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世尊针对比库僧团的梵行生活而制定的，但有许多的规定同样也适合于沙马内拉，同样也是沙马内拉应当遵守的。为了帮助沙马内拉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实践世尊律法中的止持(vàritta)与作持(càritta)，下面将把《篇章》的《大品》和《小品》中有关沙马内拉也应当学习与遵行的各种学处选译出来，然后再把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在许多地方，译者也把律注的解释一并翻译出来。因为假如离开了义注的解释，有许多文句将变得费解难懂甚至会产生歧义。
一、障难
不能出家的三十二种人：
1.断手者(hatthacchinnaü) ——无论在手掌、前臂或上臂等任何部位，其一只或两只手被截断者。
2.断脚者(pàdacchinnaü) ——无论是在脚尖、脚踝或脚胫的任何部位，其一条或两条腿被截断者。
3.断手脚者(hatthapàdacchinnaü) ——无论以何种方式，其手足四肢或两条、或三条或全部手脚被切断者。
4.耳被割者(kaõõacchinnaü) ——无论是耳垂还是耳朵，一只或两只耳被割掉者。
5.鼻被割者(nàsacchinnaü) ——无论是鼻翼、鼻尖或鼻孔的任何部位被割掉者。如果鼻子可以接回，待痊愈后再让他出家。
6.耳鼻被割者(kaõõanàsacchinnaü)。
7.断手指者(aïgulicchinnaü) ——一个或多个手指头被切断者。
8.断拇指者(aëacchinnaü) ——在四个拇指（趾）当中有一个或多个拇指被切断者。
9.断筋者(kaõóaracchinnaü) ——凡是称为筋的大肌腱前面或后面被割断者。包括断了一条筋而只能用脚尖走路或用脚跟走路，或者不能用脚站立者。
10.蹼手者(phaõahatthakaü) ——假如有人手指之间长有犹如蝙蝠的翅膀般的肉蹼而连接在一起者，这种人想要出家，应先把指间的肉蹼切开，割掉指间所有的皮，待痊愈后再让他出家。假如有人长了六个指头，这种人想要出家的话，应先切掉多余的手指，痊愈后再出家。
11.驼背(khujjaü) ——由于胸部、背部或两侧的突出而使身体弯曲者。
12.侏儒(vàmanaü) ——腿短小、腰短小或两者都短小者。
13.瘿病者(galagaõóiü) ——在脖子上长有像南瓜似的囊状肿瘤者。然而这也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凡是在身上的任何部位长有肿瘤者都不能出家。所以在审查人选时世尊说:“诸比库，患有五种病者不得令出家。”当知在此是这样的意思。
14.烙刑者(lakkhaõàhataü) ——即是在其额头或大腿等处用烧热的金属烫有烙印者。即使是自由人，若是伤痕新鲜者，也不得出家；假如伤口痊愈、皮肤长回去而辨认不出烙印、穿了上下衣可以遮盖住者，则可出家。假如不能遮盖者，则不适合出家。
15.笞刑者(kasàhataü) ——受鞭笞刑处罚者。若是伤痕新鲜者，不得令出家；若伤口已复原者，则可出家。
16.通缉犯(likhitakaü) ——凡是盗贼或触犯了其他严重的王法而畏罪潜逃者，国王用叶子或布（古印度无纸）通缉说:“无论在何处发现某某，即应抓来处死”“砍断手脚”或者“抓来作如此处罚”。这就是通缉犯，不得令出家。
17.象脚病者(sãpadiü) ——粗脚者。凡是脚部粗大而长有粗疖子者，不得出家。
18.恶疾者(pàparogiü) ——若是患了痔疮、瘘管、胆汁病、哮喘、肺痨等病，经常受到这些病痛的折磨者、得了无可救药之病者、为人嫌弃、厌恶者，不得出家。
19.辱众者(parisadåsakaü) ——由于自己过于丑陋而破坏到大众形象者。比如太高、太矮、太黑、太白、太瘦、太胖、大肚子、头太大、头太小、尖头等等。
20.瞎眼者(kàõaü) ——这里的瞎眼者和下面的盲人两者都是指眼净色已坏的瞎子。在《Mahàpaccariya注》中说：一只眼瞎者为kàõo，两只眼瞎者为andho。在《大义注》中则说天生瞎眼为andho。所以也可结合这两种方法来理解。假如两只或一只眼睛看不见者，不得出家。
21.曲肢者(kuõiü) ——手弯曲、脚弯曲或手指弯曲者。若是手等任何部位弯曲者，称为曲肢者。
22.跛脚者(kha¤jaü) ——膝盖弯曲者、断腿者、由于脚部中间收缩造成腿变形而以脚背中间走路者、由于脚尖收缩造成腿变形而以脚背尖走路者等等。
23.半身不遂者(pakkhahataü) ——若是一只手、脚或半身不能自由活动者。
24.瘫痪者(chinniriyàpathaü)。
25.老弱者(jaràdubbalaü) ——由于衰老而羸弱，就连自己的衣都没能力染色者。如果年纪大但身体健康，有能力照顾自己者，则可出家。
26.盲人(andhaü) ——天生瞎眼者。
27.哑巴(mågaü) ——不能说话者。
28.聋子(badhiraü) ——不能听到所有声音者。如果大声还能听到，则可出家。
29.盲哑者(andhamågaü)。
30.盲聋者(andhabadhiraü)。
31.聋哑者(mågabadhiraü)。
32.盲哑聋者(andhamågabadhiraü)。(Mv.119; 1.91)
此外，律藏《大篇》中还提到：患有麻风、疮、癣、肺痨、癫痫五种病者，以及国家公务员(ràjabhaño)、盗贼(coro)、越狱的盗贼(kàrabhedako coro)、负债者(iõàyiko)、奴隶(dàso)、未征得其父母同意的儿子(ananu¤¤àto màtàpitåhi putto)也不能出家。假如让他们出家，虽然人选能够成为沙马内拉，但令出家的比库则犯恶作。(Mv.88-97; 1.71-6) (Mv.105; 1.83)
不能受具足戒的二十种人：
1.黄门(paõóako) ——有五种黄门：流精黄门、嫉妒黄门、病发黄门、半月黄门、不男不女黄门。
2.贼住者(theyyasaüvàsako) ——有三种贼住者：形相之贼、共住之贼、俱盗之贼。
假如有人自行出家
后走进寺院，但并没有计算比库的瓦萨
，没按照长幼顺序接受礼敬，没有占据僧座，没有参加诵戒、自恣等甘马，而只是盗取出家的形相，称为“形相之贼”(liïgatthenako)。
若有从比库处出家的沙马内拉去到别处后，撒谎说:“我有十个瓦萨或二十个瓦萨。”然后计算比库的瓦萨，按照长幼顺序接受礼敬，占据僧座，参加诵戒、自恣等，这种盗取比库共住者，称为“共住之贼”(saüvàsatthenako)。当知以计算比库的瓦萨等所有种类的行事，为这里“共住”的意思。
假如有人自行出家后走进寺院，计算比库的瓦萨，按照长幼顺序接受礼敬，占据僧座，参加诵戒、自恣等，这种不但盗取形相而且盗取共住者，称为“俱盗之贼”(ubhayatthenako)。
对于这三种贼住者，若未受具足戒者不得授予，已经授予者也应灭摈。即使他再来请求出家，也不得接受其出家。
然而，假如有人因为得罪了国王、闹饥荒不能生存、想要越过大荒野、得病威胁到生命、得罪了仇敌等等，他为了逃避这些危难而自行出家。假如他在危难消除后来到僧团中，能够如实地告知原委后请求出家，在这种情况下则允许出家。但假如他接受其他比库的服务、计算瓦萨等前面所说的情形，则不得出家。
假如有无知的年幼或年长的沙马内拉，还俗回家后却不愿意干放牛等工作，于是披上袈裟、手中拿着碗或钵，想再做沙门而离开家，走进原先的寺院。比库们既不知道他还俗后再自行出家，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此出家称为贼住者。如果他满了年岁而受具足戒，还可成为受具戒者。假如他在还未受具戒时，因听到僧团裁决戒律而知道“如此出家称为贼住者。”于是他应把实情告诉比库们，这样则可得再出家。但假如他想:“现在没有谁知道我”而不告知，就在其隐瞒事实时，即成贼住者。
假如比库舍戒后并没有除去比库的形相，无论他有没有做破戒的事，却仍然接受计算瓦萨等前面所说的情形者，则成为贼住者。
假如比库没有舍戒，以比库的形相从事淫欲法之后，仍然接受计算瓦萨等，却不成为贼住者，可得出家。在复注《心义灯》(Sàratthadãpanã-ñãkà)中解释：由于他并没有舍弃从比库处所获得的形相，故不成为形相之贼；仍然接受与其形相相应的共住，故也不成为共住之贼。

假如比库心存再穿袈裟的意图
，穿上白衣而从事淫欲法，之后再披上袈裟，仍然接受计算瓦萨等情形，这样也不成为贼住者，可得出家。但假如他如释重负般地丢弃袈裟，穿上白衣而从事淫欲法。之后再披上袈裟，接受计算瓦萨等，即成贼住者。
假如沙马内拉以出家的形相而从事行淫等非沙门所为之法，也不成为贼住者。即使他心存再穿袈裟的意图而除去袈裟从事淫欲法，之后再披上袈裟，也不成为贼住者。但假如他如释重负般地丢弃袈裟，裸体或以白衣而从事淫欲法等。成了非沙门后再披上袈裟，即成贼住者。
假如沙马内拉心仪在家人的状态，把袈裟或腰带当作在家人的衣服或其他的样子而穿着，想观察“我在家的样子是否漂亮？”并保持这样。在领受了漂亮之后
再作出家的形相，即成贼住者。对于穿着在家人的衣服而观察、领受也是同理。
假如比库尼穿着在家人的衣服，乃至只是把袈裟当作在家人的衣服而穿着，观察、领受或保持，其情形也与沙马内拉的一样
。(Mv.A.110; 5.1016-20)
3.投外道者(titthiyapakkantako) ——先前是受了具足戒的比库，后来投奔并加入外道者。这种人不但不得再受具足戒，也不得出家。
4.畜生(tiracchànagato) ——龙、金翅鸟等任何一种，乃至包括沙咖天帝(Sakka devànaminda,帝释天王)。当知一切的非人类在这里都属于畜生的意思。它们既不能受具足戒，也不能出家，已经受具足戒者也应灭摈。
5.弑母者(màtughàtako) ——故意断除自己生身母亲的生命者。这是一种极恶的重罪 (五无间罪之一)，这种人不得受具足戒和出家。
6.弑父者(pitughàtako) ——同上。
7.杀阿拉汉者(arahantaghàtako) ——当知这里的阿拉汉是指人类的阿拉汉。只要是人类，即使是未出家而得漏尽的男孩或女孩
，故意断除其生命者也是杀阿拉汉。
8.污比库尼者(bhikkhunãdåsako) ——凡是污染清净比库尼三道的其中任何一道者，称为污比库尼者。
9.破僧者(saïghabhedako)——就像迭瓦达答(Devadatta,提婆达多)一样提出邪法、邪律后，举行甘马而使僧团分裂。
10.出血者(lohituppàdako,出佛身血者) ——在这里也好像迭瓦达答一样，以邪恶之心、杀害之心使活着的如来身上流出哪怕只是够一只小苍蝇喝之量的血，即称为出佛身血者。
11. 两性人(ubhatovya¤janako) ——既会生起男相又会生起女相，有男女两种性征的人。
12.无戒师者(anupajjhàyako) ——没有求取戒师。这种受具足戒者既不能获得法义又不能获得利益，他们只有减损而无增长。
13.以僧团为戒师者(saïghena upajjhàyena)。
14.以黄门、贼住者、投外道者……两性人为戒师者。
15.无钵者(apattako) ——当时有一无钵者，于受具足戒后以手行乞，犹如外道一般，故为世尊所禁。
16.无衣者(acãvarako) ——当时有一无衣者，于受具足戒后裸体行乞，犹如外道一般，故为世尊所禁。
17.无钵衣者(apattacãvarako) ——当时有一个没有钵衣者，于受具足戒后裸体以手行乞，犹如外道一般，故为世尊所禁。
18.借钵者(yàcitakena pattena)。
19.借衣者(yàcitakena cãvarena)。
20.借钵衣者(yàcitakena pattacãvarena) ——假如求戒者无钵和衣，其老师、戒师应给与，或其他比库应考虑舍钵和衣给他。(Mv.109-118; 1.85-91)
在此二十种不能受具足戒者当中，前面的十一种既不能受具足戒，也不能出家，即使是已经受了具足戒者，也应以形相灭摈而灭摈。而对于后面的九种人，授予他们具足戒的比库犯恶作。

同时，未满二十岁者(ånavãsativasso)
也不能受具足戒。假如明知故犯者，该人选不但不能成为比库，而且做戒师的犯巴吉帝亚，所有参加甘马的比库皆犯恶作。(Pc.403; 4.130 / Mv.99; 1.78)
另外，假如比库没有舍戒而犯了四种巴拉基咖罪的其中一种者，即称为“最终事的犯罪者”(antima- vatthu-ajjhàpannako,犯边罪者)。这种人还俗之后即使想要再成为比库，也不能授予他们具足戒。
因此，在《疑惑度脱》中提到共有十三种人不得受具足戒，即上述的黄门、贼住者等十一种人，再加上未满二十岁者和最终事的犯罪者两种人。
二、礼敬
礼敬：
“诸比库，我允许随长幼而礼敬、起迎、合掌、作恭敬，[接受]最好之座、最好之水、最好之食。诸比库，不得占据随长幼的僧物。若占据者，犯恶作。”(Cv.311; 2.162)
“诸比库，也不得占据随长幼的预设物。若占据者，犯恶作。”(Cv.313; 2.163)
“诸比库，我说不得以任何方式占据较年长者的座位。若占据者，犯恶作。”(Cv.316; 2.165)
这里的“随长幼”(yathàvuóóhaü)并非指出生年龄的大小，也不是指出家的先后，而是指瓦萨的大小。亦即是说，比库的长幼尊卑是按照受具足戒的先后顺序而排列的。
比库们的大小尊卑并不由出家前的出身贵贱、家庭贫富、财富多少、事业成败、学识高低、阅历深浅、资质智愚、容貌美丑来决定，也不是由出家后持戒松紧、定力深浅、果位高低、经论通达、职位有无、贡献多少、名气大小而决定。在僧团当中，瓦萨小的比库应礼敬、尊重、迎送瓦萨大的比库，瓦萨大的比库有资格优先享用好的住所、好的座位、好的饮食、好的用品、好的待遇等等。凡托钵受食、安排座次，乃至在路上行走等，皆应按瓦萨的大小来决定先后顺序。
由于沙马内拉的身份极容易因为破戒而失去，他必须经常重新受戒，所以，许多大长老认为沙马内拉的长幼顺序应按照出生年龄的大小排列，而不是按照出家的先后。
“诸比库，我允许下座比库读诵时坐于平的或更高的座位，以尊重法故。上座比库听读诵时坐于平的或更低的座位，以尊重法故。”(Cv.320; 2.169)
“诸比库，有此十种人不得受礼敬：后受具戒者不得受先受具戒者礼敬；未受具戒者不得受礼敬；异住
较年长的非法说者不得受礼敬；女人不得受礼敬；黄门不得受礼敬；别住者不得受礼敬；应退回原本者不得受礼敬；应马那答者不得受礼敬；行马那答者不得受礼敬；应出罪者不得受礼敬。诸比库，乃有此十种人不得受礼敬。
诸比库，有此三种人应受礼敬：先受具戒者应受后受具戒者礼敬；异住较年长的法说者应受礼敬。诸比库，在有诸天、魔、梵的世间中，有沙门、婆罗门、天与人的人界，如来、阿拉汉、全自觉者应受礼敬。诸比库，乃有此三种人应受礼敬。”(Cv.312; 2.162)
依照传统，有三种方式的礼敬：合掌礼、站立礼、顶礼。
1.合掌礼——双手竖立，十指对合放在胸前。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礼节。
2. 站立礼——若路遇戒师、老师或大长老前来 (约在六米的范围内)，应站在路旁，脱鞋，双手合十，行注目礼或低头垂视，静候长老走过。
若是从上座比库面前经过，应稍为低头、弯腰而过。
3. 顶礼——又作五体投地礼。五体即五轮：额头、双肘与双膝。
顶礼时，先应整理上衣，偏袒右肩，将上衣的左端缠绕于左臂；敷展坐具，两膝下跪着地，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然后双手举至齐眉，缓缓弯腰下拜；下拜时，两掌向下，平置地面，两肘贴地，再把额头贴到两掌中间的坐具边沿。拜下之后，头先抬起，接着双手合十当胸。如此为一拜。
如是三拜为一礼。顶礼佛陀与顶礼上座皆同。
在斯里兰卡还有一种“头面触足礼”，即在顶礼拜下时，以被视为最尊贵的额头碰触或以嘴轻吻长老的被视为最下贱的双足，以示最高的尊崇与礼敬。
这里的礼敬包括三种方式的礼敬。
瓦萨小的比库应礼敬瓦萨大的比库，并且不得接受上座比库的礼敬。不过，比库之间也可互相以合掌来表示礼貌。
比库不必向包括沙马内拉、护法天神、国王在内的所有未受具戒者作乃至是合掌的礼敬。而比库则应受沙马内拉等的礼敬。同样的，沙马内拉也不用向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在家人礼敬，但可接受在家众的礼敬。
尊师：
“诸比库，戒师将以对儿子之心照顾弟子，弟子将以对父亲之心照顾戒师。”(Mv.65; 1.45)
“诸比库，老师将以对儿子之心照顾学生，学生将以对父亲之心照顾老师。”(Mv.77; 1.60)
“以对儿子之心照顾”(puttacittaü upaññhapessati)：戒师视弟子为“这是我的儿子。”通过犹如在家人的亲情一般的心来照顾。第二句也是同样。
    “诸比库，老师、老师级者、戒师、戒师级者没有穿鞋经行时，不得穿鞋经行。若经行者，犯恶作。”(Mv.248; 1.187)
有四种老师(àcariyà)：出家的老师(pabbajjàcariyo)、授具足戒的老师(upasampadàcariyo)、依止师(nissayàcariyo)和教授佛法的老师(uddesàcariyo, 也包括指导禅修的业处老师〈kammaññhànàcariyo〉)。
若是比自己大六个瓦萨的比库称为老师级者(àcariyamatta)。比库即使在四个瓦萨时也还必须请求依止。如此，对一个瓦萨的比库来说，则七个瓦萨为老师级者，对两个瓦萨者则是八个瓦萨，对三个瓦萨者则是九个瓦萨，对四个瓦萨者则是十个瓦萨，这样也是老师级者。
戒师现在的同僚和朋友，以及比自己大十个瓦萨的比库都可称为戒师级者(upajjhàyamatta)。
称谓：
在此顺便也谈一谈上座部佛教中的称谓。佛陀在世时，比库们指称佛陀为Bhagavà (世尊)或Buddho Bhagavà (佛世尊)
，当面称呼佛陀为Bhante (尊者)或Bhaddante (尊师)。比库们之间互相指称为àyasmato (具寿)，当面互相称呼为àvuso (贤友，朋友，同修)。
佛陀在临般涅槃之前，叮嘱阿难尊者说：
“阿难，就如现在比库们互相以贤友之语(àvusovàdena)来称呼，在我去世后则不应如此称呼。阿难，上座的比库们可以用名、姓或贤友之语来称呼下座比库；下座的比库们则应以‘尊者’或‘具寿’来称呼上座比库。”(《长部16·大般涅槃经》)
因此，现在上座部佛教中对僧人的称谓，在家居士、沙马内拉称呼比库，以及下座比库称呼上座为bhante (尊者)，上座比库则称下座为àvuso（贤友）或直呼其名。对于十个瓦萨或以上的比库，也可称为thera (长老，上座)；对二十个瓦萨或以上的比库则称Mahà thera (大长老)。而bhikkhu（比库）则多用于自称或指称，一般上不作当面称呼。
在各个南传佛教国家中，对僧人的称呼也依各自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上述巴利语的称谓通用于斯里兰卡。在缅甸，一般僧俗皆可称呼比库为U sin, Ashin paya, Phon kyi等，称大长老或德学兼优的比库为Sayadaw (西亚多)，意谓“尊贵的老师”；称沙马内拉则为Goyin。
在泰国，一般称比库为Phra Achan (帕·阿詹)；但普遍上也依年纪来称呼：称年轻的比库为Luang phi，称父辈的比库为Luang phaw，称祖父辈的比库为Luang puu；称沙马内拉则为Nen。
三、衣着
“诸比库，我允许三衣：桑喀帝两层，上衣一层，下衣一层。”(Mv.346; 1.289)
比库的三衣分别为：
1. 下衣(antaravàsaka) ——直译为内衣。穿时围腰下着如裙，上掩脐轮，下盖双膝。古音译为安陀会。
2. 上衣(uttaràsaïga) ——上身披着之衣。古音译为郁多罗僧、嗢多罗僧等。
在“巴吉帝亚”第92条中规定：比库上衣的最大尺寸长不得超过善逝张手
的9张手，宽不得超过6张手(Pc.548; 4.173)。现在比库们的上衣尺寸一般长为常人的11张手，宽为9张手。
3. 桑喀帝(saïghàñã) ——意为重衣，复衣，重复衣，杂碎衣。古音译为僧伽梨、僧伽胝、僧伽致等。尺寸与上衣相同，但须缝制成两层。如果是穿旧了的，也可以缝成四层。
比库在受具足戒时须具足三衣。但沙马内拉只有上衣和下衣，无桑喀帝。如果是年少的沙马内拉，则可随其身高而披小件的衣。
比库的三衣须经割截缝制后才可受持穿用。最常见的是把三衣割截成五条：一条中条(vivañña)，两条侧条(anuvivañña)，两条边条(bàhanta)。条与条之间为纵隔(kusi)。每一条布条又须再割截成一长一短，长的为长幅(maõóala)，短的为短幅(aóóhamaõóala)。长短幅之间为横隔(aóóhakusi)。在五条之外应加缝外缘(anuvàta)。在外缘的上下两边易磨损处可加缝颈部贴条(gãveyyaka)和脚部贴条(jaïgheyyaka)。(Mv.345; 1.287) 在衣角处还可缝上纽(gaõñhã)和扣(pàsaka)。(Cv.279; 2.136)
上衣和下衣一般割截成五条。桑喀帝也可割截成五条、七条、九条、十一条、十三条，乃至更多
。
“诸比库，我允许新的和相当于新的衣：桑喀帝为两层，上衣一层，下衣一层。穿旧的衣
：桑喀帝可四层，上衣两层，下衣两层。于粪扫衣和店边衣
则依能力随意而作。诸比库，我允许补缀、缝制、缝边、印记、加固。”(Mv.348; 1.290)
“诸比库，不得持用未割截之衣。若持用者，犯恶作。”(Mv.344; 1.287)
不得以桑喀帝抱膝而坐。(Cv.277; 2.135)
以桑喀帝抱膝(saïghàñipallatthikàya) ——以桑喀帝衣围绕膝盖后以手抱着。
“诸比库，我允许六种衣：亚麻、棉、丝绸、毛织品、纻麻、麻织品
。”(Mv.339; 1.281)
可以用来缝制袈裟的衣料包括棉布、丝绸、毛织品、麻织品和以上的混合布料。
“诸比库，我允许六种染料：根染料、干染料、皮染料、叶染料、花染料、果染料。”(Mv.344; 1.286)
不得穿全青色衣
、全黄色衣、全红色衣、全深红色衣、全黑色衣、全深赤色衣、全深黄色
衣。(Mv.372; 1.306)

比库不能披着正色或纯色的僧衣，比如青色 (蓝色或绿色)、黄色、红色、白色、黑色等。
在经律中通常把出家人所服之衣称为“袈裟”(kàsàya, kàsàva)或“袈裟衣”(kàsàya-vattha, kàsàyavasana)。比如说：
`kesamassuü ohàretvà kàsàyàni vatthàni acchàdetvà agàrasmà anagàriyaü pabbajito.'
“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为无家者。”
在《譬喻经注》中说：
`kàsàvaü kasàvena rajitaü cãvaraü.'
“染成黄褐色的衣为袈裟。”
这里的kasàya或kasàva可以指橘黄色、红黄色、褐色、棕色、红色与金色的混合色，也可以指用树皮、树根等所熬煮成的染汁。

因为比库们所披之衣通常都染成橘黄色或黄褐色不等，所以，染成这种颜色的僧衣即称为袈裟衣、染色衣，或直接称为袈裟。
袈裟衣的颜色跟染料有关系。世尊规定比库们可以用六种原料来染衣：树根、树干、树皮、树叶、花和果实。在染衣的时候，先把这些原料的其中一种或几种放入染锅中加水熬煮，经熬煮出来的水自然就变成了黄褐色或红褐色的染料。用这种染料染出来的衣即成为黄褐色或红褐色的袈裟衣。
从现在南传上座部比库们所披的袈裟衣色来看，泰国大部派和斯里兰卡暹罗派的衣色多作橘黄色或橙色，泰国法相应派（法宗派）的衣色为土黄色，缅甸僧衣的颜色则为土红色、红褐色或咖啡色。
总之，袈裟衣具体为哪种颜色取决于染衣的原料以及所选用的树种，但应不出红黄色或棕褐色等一系列的颜色。

不得穿无割截缘衣、长缘衣、花边缘衣、蛇形缘衣；不得穿盔甲、缠头巾。(Mv.372; 1.306)
不得穿古沙草衣、树皮衣、木片衣、人发毛衣、马尾毛衣、鸱鸮羽衣、羚羊皮衣。(Mv.371; 1.306)
不得穿牛角瓜茎衣、树皮纤维衣。(Mv.371; 1.306)
不得穿外面有毛的毛衣。(Cv.249; 2.108)
不绑腰带不得入村。(Cv.278; 2.136)
“诸比库，不得下着在家人的下衣：象鼻衣、鱼尾衣、四角衣、棕榈扇衣、百蔓衣
。若下着者，犯恶作。”
“诸比库，不得穿着在家人的衣服。若穿着者，犯恶作。”(Cv.280; 2.137)
这里有两条学处:“在家人的下衣”(gihinivatthaü)，律藏举出了五个例子来说明，这包括现在所说的各种裙子、裤子等。“在家人的衣服”(gihipàrutaü)则是指上衣，包括现在的各种衬衣、外套、内衣等。
总之，任何经过量体裁剪而缝制成的，或者是在家人所穿的、具有在家人衣服特征的，包括有领口、有袖子、有口袋、有拉链、有裤腰、有裤腿等的衣服，对比库来说都是不适合的。比库所披的衣只能是一块经割截的、染成黄褐色（袈裟色）的布。
有些大长老认为：缝有口袋、两边缝合的肩袈裟(aüsakàsàva)也是不适合的。须把口袋拆除，拆开缝合线后才可使用。
在天冷时或在寒冷地带，比库可以披覆作为杂用布(parikkhàra-coëa)的羊毛毯或棉毯（如前所述世尊允许的衣料），而不可穿着在家人的衣服。
假如比库尼和沙马内拉故意穿着在家人的衣服并乐着于该形象，则等于自动还俗。(Mv.A.110; 5.1020)
“诸比库，不得受持外道受持的裸体。若受持者，犯土喇吒亚(thullaccaya,偷兰遮)。”(Mv.370; 1.305)
裸体者不得礼敬人，不得受礼敬；不得使人礼敬；不得受裸体者礼敬。裸体者不得服侍裸体者；裸体者不得让裸体者服侍。裸体者不得施与裸体者；裸体者不得接受[供养]。裸体者不得咬嚼，不得吃，不得尝味，不得喝水。(Cv.261; 2.121)
不得穿全青色鞋、全黄色鞋、全红色鞋、全深红色鞋、全黑色鞋、全深赤色鞋、全深黄色鞋；青边
鞋、黄边鞋、红边鞋、深红边鞋、黑边鞋、深赤边鞋、深黄边鞋；不得穿包脚跟鞋、长筒靴、靴子、填棉鞋；鹧鸪翅鞋、羊角尖鞋、山羊角尖鞋、蝎子尾鞋、孔雀尾饰鞋、彩色鞋。
不得穿狮皮饰鞋、虎皮饰鞋、豹皮饰鞋、羚羊皮饰鞋、水獭皮饰鞋、猫皮饰鞋、松鼠皮饰鞋、鸱鸮皮饰鞋。(Mv.246; 1.185-6)

不得穿木屐、棕榈叶鞋、竹叶鞋。(Mv.250; 1.189)

不得穿草鞋、萱草鞋、灯心草鞋、枣椰鞋、睡莲鞋、毛织鞋，以及金制的、银制的、摩尼制的、琉璃制的、水晶制的、铜制的、玻璃制的、锡制的、铅制的、红铜制的鞋。(Mv.251; 1.190)
“诸比库，我允许三种固定不应取走的鞋：大便鞋、小便鞋、洗净鞋。”(Mv.251; 1.190)
在大便处、小便处和洗净处可穿着专用的拖鞋。
除了生病的比库以外，不得穿鞋子入村。(Mv.256; 1.194)
这里的生病是指如果不穿鞋的话则不能入村者。
四、钵
不得持用木钵，以及金制的、银制的、摩尼制的、琉璃制的、水晶制的、铜制的、玻璃制的、锡制的、铅制的、红铜制的钵。
世尊允许两种钵：铁钵和陶钵。(Cv.252; 2.112)
现在的比库多数使用铁钵 (或不锈钢钵)。在使用新钵之前，须先将铁钵熏过五次，陶钵熏过两次，然后才决意受持。(Pr.A.608; 3.704)
使用钵后应擦干，于太阳底下晒一会再收藏。
不得将钵直接放在地上，应放在钵垫上。
不得将钵放在板凳或灰泥地板的边沿。
不得将钵放在床上或椅子上。
不得将钵放在膝盖上。
不得将钵放在伞中。
不得悬挂钵。(Cv.254; 2.113-4)
　　佛世时，比库所用之钵多数为陶钵，稍不小心即易破碎，因此佛陀就如何爱护钵盂制定了许多学处。
在外出托钵前，先以水净冼钵，倒掉水后不用擦干，将钵装进钵袋，背在肩上前往托钵。用完餐后应洗钵，倒掉洗钵水后，将钵擦干，放在太阳底下稍晒一会，以除异味。钵不应晒过久 (大约一到两分钟)，以不烫手为度。收钵后，将它收藏在床底或桌底等安全处。不得将钵放在床上或椅子上等易打翻摔破的地方。也不得将钵直接放在地上或桌子上，应放在钵垫上。假如没有钵垫，也应以布垫着钵底再放。总之，钵乃是比库随身之物、资生之器，应时时善加爱护。
“诸比库，不得手持钵开门。若开者，犯恶作。”(Cv.255; 2.114)
曾有一位比库手拿着钵开门，钵被门打到而摔破，世尊乃制此学处。
只要手中拿着钵，无论是以拿钵的手，还是用另外一只手开门都不行。不管钵是在手中，还是在脚背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也不管是用手、用脚、用头或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开门、拉高门闩或打开锁头都不行。不过，若是把钵挂在肩上后安详地开门则是可以的。
不得用钵来装残渣、骨头或脏水。(Cv.255; 2.115)
残渣(calakàni) ——吃完后丢掉的食物；
骨头(aññhikàni) ——鱼、肉等的骨头；
脏水(ucchiññhodakaü) ——漱口水。
如果用钵来装这些东西者，犯恶作。同时不能用钵来洗手，也不能把洗手水、洗脚水等倒进钵中装着。若手沾有食渣，则不能去拿没有食物的干净钵。如果钵中还剩有食物，在外面用水洗手后拿着则可以。不能把想要丢掉的鱼、肉、水果、菜等的骨头或残渣放在钵中，但若还想继续再吃则可以放。可以把骨头、鱼刺等放在钵中用手挑出来后再吃。只要是从口中取出的任何还想继续再吃的食物，都不能再放进钵中；但生姜片、椰子片等咬了过后则可再放。
不得以瓠瓜[盛食]而行乞；不得以水壶行乞；不得以髑髅行乞。(Cv.255; 2.114-5)
[不同的比库]不得用同一容器吃
，不得用同一杯喝水；不得共享一床，不得共享一敷具，不得共享一外衣，不得共享一敷具套。(Cv.264; 2.124)
无滤水器不得外出旅行。假如没有滤水器或水瓶，应决意用桑喀帝衣角让水过滤后再饮用。(Cv.259; 2.119)
五、食物
“诸比库，我允许僧众食、指定食、邀请食、行筹食、半月食、斋日食及月初食。”(Cv.325; 2.175)
“诸比库，不得明知而食用指定杀的肉。若食用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三种清净的鱼和肉：不见，不闻，不疑。”(Mv.294; 1.238)
不见(adiññhiü) ——施主所拿来供养的肉，是比库并没有看见这是专为比库们宰杀的动物、鱼虾。
不闻(asutaü) ——所拿来供养的肉，是比库并没有听说这是专为比库们宰杀的动物、鱼虾。
不疑(aparisaïkitaü) ——知道这是排除了见疑、闻疑，以及两者俱非疑的鱼、肉。
若比库见到人们手里拿着网笼等离开村子走进山林，第二天进入该村托钵时得到有鱼、肉的食物，他由于见到而怀疑“这是否是为了比库们而杀的？”这称为“见疑”而不能接受。若无疑者则可接受。但若问明这并非为了比库们而杀的之后则可食用。
对于“闻疑”则是并没有看见却因听说而起疑。对于“两者俱非疑”则是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但却怀疑是为了比库们而杀的。
对于这三种清净鱼、肉，在律注的“破僧学处”中有详细解释。(Pr.A.410; 3.604-6)
佛陀允许僧人食用三种清净的鱼和肉，但现在也有许多上座部比库出于慈悲、卫生、健康等原因而选择素食。然而，选择素食还是杂食只属于个人的问题，与信仰和戒律无关。作为佛陀的弟子，不应把素食当成戒律或佛制来受持与奉行。我们必须谨记在佛陀晚年时，迭瓦达答为了分裂僧团而提出的五项“邪法”、“邪律”，其中最后一项便是:“终生不得吃鱼、肉。若吃鱼、肉者，即犯其罪。”(Pr.409; 3.171 / Cv.343; 2.197)
不得吃十种肉：人肉、象肉、马肉、狗肉、蛇肉、狮子肉、虎肉、豹肉、熊肉和鬣狗肉。不得未观察而吃肉。(Mv.280-1; 1.218-220)
这里所指的狗肉，如果是与狗同科的称为野狼的肉则可以吃。但是，家犬、及由狼和家犬交配所生的狼狗则不适合，因为这两种非常接近。
蛇肉——任何无足的细长生类的肉都不能吃。
在此，对于人肉是因同类故不吃；象肉、马肉则是因国王的兵种故不吃；狗肉、蛇肉则因其厌恶故不吃；狮子肉等五种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故不吃
。
假如比库吃人肉，犯土喇吒亚；吃其他九种动物的肉，犯恶作。未观察而吃肉者，也犯恶作。
对于人肉等十种，包括肉、骨、血、皮、毛等一切都是不适合的。无论知还是不知，吃了即犯戒。知而吃者，应忏悔。不询问而吃者，在接受时即犯恶作；询问后再接受者不犯。明知是指定而杀的却仍然吃者犯戒。
“诸比库，我允许有病者吃糖；无病者喝糖水。”(Mv.284; 1.226)
“诸比库，我允许有病者喝咸酸酱。无病者[则以之]混合水而当饮料饮用。”(Mv.273; 1.210)
允许反刍者反刍。但若取出口外后则不得再吞咽。(Cv.273; 2.132)
在施主给食物时，掉落的食物可以自己捡起来吃，但已放弃的则由施主[处理]。(Cv.273; 2.133)
“婆罗门，粥有此十种功德：施粥者施寿、施色、施乐、施力、施辩才，喝粥者退饥、除渴、顺气、清肠胃、助消化。婆罗门，粥乃有此十种功德。”(Mv.282; 1.221)
“诸比库，当天接受的掺有时限药的时分药，于时中适合，于非时则不适合。诸比库，当天接受的掺有时限药的七日药，于时中适合，于非时则不适合。诸比库，当天接受的掺有时限药的终生药，于时中适合，于非时则不适合。
诸比库，当天接受的掺有时分药的七日药，于时分中适合，超过时分则不适合。诸比库，当天接受的掺有时分药的终生药，于时分中适合，超过时分则不适合。诸比库，所接受的掺有七日药的终生药，于七天中适合，超过七天则不适合。”(Mv.305; 1.251)
六、坐卧处
“诸比库，我允许五种居处：住所、半檐屋、殿堂、楼房和洞窟。”(Cv.294; 2.146)
住所(vihàraü) ——除了半檐屋等之外的其余居所。
半檐屋(aóóhayogaü) ——屋顶的形状像金翅鸟的翅膀般弯曲的房屋。
殿堂(pàsàdaü) ——高的殿堂。
楼房(hammiyaü) ——在楼顶的平台上面建有顶屋的楼阁；或者说是平顶的楼阁。
洞窟(guhaü) ——包括砖瓦洞、岩石洞、木洞、尘土洞等。
对于前面四种建筑物，缅甸的大长老们解释说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屋顶:“半檐屋”为屋顶如金翅鸟的一边翅膀般只向单边下斜的房屋。“殿堂”为屋顶上面竖立有装饰性尖顶的多层建筑物，而“楼房”则是屋顶为平顶的建筑物。至于屋顶呈其他各种式样的建筑物，在这里皆统称为“住所”。
“诸比库，我允许一切殿堂用品。”(Cv.320; 2.169)
    一切殿堂用品(sabbaü pàsàdaparibhogaü) ——附属于殿堂的所有家具设备——包括用金银等装饰的门窗、床椅、棕榈扇子，以及用金银制作的水壶、水杯等，所有这些经过装饰加工的都可以使用。假如施主们说:“我们为了这座殿堂而供养奴婢、仆人、田地、牛和水牛。”若是单独分开来供养则不能接受，只能在接受殿堂时作为附属品一起接受。对于长毛氍等大床座，无论是铺设在僧团住所或个人住所的床上或椅子上，都不能使用。然而，若是由在家人搬来摆设在法座上的则可以坐，但不得躺卧。
“诸比库，我允许五种屋顶：瓦屋顶、石屋顶、石灰屋顶、草屋顶和叶子屋顶。”(Cv.303; 2.154)
对于二十种高、大床座，世尊说:“诸比库，我允许除了高床、兽脚床和棉垫三种之外，由在家人所摆设者可以坐，但不得躺卧。”(Cv.314; 2.163)
假如在居士家的食堂中摆有装填棉花的床和椅子，由在家人所摆设者可以坐，但不得躺卧。(Cv.314; 2.163)
对于二十种高、大床座，世尊又说:“诸比库，我允许把高床锯脚后使用，把兽脚床的猛兽像锯掉后使用，把棉垫拆开后做成枕头。其余的可作地毯使用。” (Cv.320; 2.169-170)
允许使用填塞木棉、蔓棉或草棉三种棉花的枕头。
“诸比库，不得持用半身大的枕头。若持用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作如头大小的枕头。”(Cv.297; 2.150)
“诸比库，不得持用高的床脚垫。若持用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最高为八指的床脚垫。”(Cv.297; 2.150)
“诸比库，我允许五种垫子：毛垫、布垫、树皮垫、草垫和叶垫。”(Cv.297; 2.150)
不得使用大兽皮，如狮子皮、老虎皮、豹皮、牛皮。(Mv.255; 1.192-3)
对于铺以兽皮或以兽皮包裹的床和椅子，由在家人所摆设者可以坐，但不得躺卧。(Mv.256; 1.194)
只是以兽皮捆绑者允许靠坐。(Mv.256; 1.194)
在一切边地允许使用兽皮敷具：羊皮、山羊皮、鹿皮。 (Mv.259; 1.198)
古印度把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地区称为“中国”(majjhe)；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属于“边地”(paccantimà janapadà)。
为了保护身体、保护衣、保护坐卧具，许用坐具。(Mv.353; 1.295)
“诸比库，不得找借口占据坐卧处。若占据者，犯恶作。”(Cv.316; 2.166)
“诸比库，取得坐卧处后不得一切时都占据。若占据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雨季的三个月占据，干季则不得占据。”(Cv.318; 2.167)
“诸比库，不得一人占据两处[坐卧处]。若占据者，犯恶作。”(Cv.319; 2.168)
“诸比库，我允许同座位者在一起坐。”
“诸比库，我允许三瓦萨之内在一起坐。”
“诸比库，我允许三人之床、三人之椅。”
“诸比库，我允许两人之床、两人之椅。”
“诸比库，除了黄门、女人和两性人之外，不同座者可一起坐在长座上。”
“诸比库，我允许至多足够坐三人的为长座。”(Cv.320; 2.169)
“诸比库，在一处的用品不得在他处使用。若使用者，犯恶作。”但允许暂时借用，也允许为了保护而暂移。(Cv.324; 2.174)
“诸比库，不得不洗脚而踏坐卧处。若踏者，犯恶作。”
“诸比库，不得以湿脚踏坐卧处。若踏者，犯恶作。”
“诸比库，不得穿鞋踏坐卧处。若踏者，犯恶作。”(Cv.324; 2.174-5)
这里的坐卧处是指建筑物的地面，如木地板、水泥地板、石地板、瓷砖地板等。若是未经加工的或表面粗糙的地面，如砖路、泥沙路等则不在此限。
在南传佛教国家和地区，有脱鞋进入寺院、佛塔、公共建筑物，乃至普通人住所的习俗。因此，在寺院建筑、僧房等的门口，一般都会准备洗脚水、擦脚垫和擦脚布。
在进入佛塔、寺院建筑等之前，应先脱掉鞋子。如果脚底肮脏，则应先在门外洗脚，再依次用擦脚垫和擦脚布擦干后再进入。
“诸比库，不得把花撒在卧具上而躺卧。若躺卧者，犯恶作。”收到香后可放在门上的五指处；收到花后可以放置在住所的一边。(Cv.264; 2.123)
    现在的做法是：在接受香、花的供养后，通常会拿去供佛或供塔。
“诸比库，不得在已作过处理的地上吐唾液。若吐唾液者，犯恶作。诸比库，允许痰盂。”(Cv.324; 2.175)
为了不使床脚、凳脚等刮损已作过处理的地板，允许用布包缠床脚及凳脚。(Cv.324; 2.175)
“诸比库，不得倚靠在已作过处理的墙上。若倚靠者，犯恶作。诸比库，允许靠板。”
为了不使靠板刮损地板和墙，允许用布包缠靠板的上下两端。(Cv.324; 2.175)
七、身形
“诸比库，不得留长头发。若留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留]两个月或两指长。”(Cv.246; 2.107)
于此，假如头发在两个月之内可以长到两指长，则应当在两个月之内剃头，超过两指长则是不适合的。即使头发不长，在两个月之内也应剃头，而不得超过哪怕只是一天。在这里所说的两个月或两指长两种都是指最高的极限，若始终保持在此限度之内就不会有问题。
按照现在一般比库们的习惯，每隔七、八天就会剃一次头，时间多数在每个月的四斋日或斋日的前一天。
不得留长指甲。指甲可剪至齐指肉的程度。
不得磨光二十只指甲，只允许去除污垢。(Cv.274; 2.133)
不得留胡子，不得留髯。
不得留长鼻毛。
不得拔白头发。
不得用剪刀剪头发，除非为了治病（如涂伤口）。(Cv.275; 2.134)
不得剃阴毛，除非为了治病。(Cv.275; 2.134)
“诸比库，不得在阴部周围两指范围内施手术或作灌肠。若作者，犯土喇吒亚。”(Mv.279; 1.216)
“诸比库，不得割自己的生殖器。若割者，犯土喇吒亚。”(Cv.251; 2.110)
假如割截耳朵、鼻子、手指等身体的任何部分，或作任何会带来痛苦的自残行为者，犯恶作。但是，若被蛇、虫咬伤，或其他由于生病等原因而需要弄出血或割截者则不犯。
不得穿戴耳饰、珠链、项链、腰饰、腕环、臂钏、手镯、指环。(Cv.245; 2.106)
不得以镜子或水钵照脸形。如果因病则允许。(Cv.247; 2.107)
    这里的病是指脸上长疮或受伤，为了涂药等而必须照镜子。如果想知道“我的皮肤是否长疮了？长得怎么样？”或者为了知道自己的寿行 (年岁)“看我有多苍老了？”而照镜子也是可以的。
八、其他
“诸比库，我允许扇以及棕榈扇。”(Cv.269; 2.130)
扇(vidhåpana) ——即一般用来生风纳凉的扇子。
棕榈扇(tàlavaõña) ——包括用棕榈树
叶做成的扇子。用竹子、牙、竹片、孔雀尾或皮革等各种材料制成的扇子都可以使用。
有许多上座部僧人在外出时都喜欢随身携带一把棕榈叶团扇。在托钵时，可以用扇子挡风遮尘；在天热时，可以用扇子挡热遮阳；在诵经和开示时，可以用扇子来收摄根门。在缅甸和泰国等国，政府还把特制的扇子作为一种荣誉或封号的象征，颁授给德高望重或博学多闻的长老比库。
“诸比库，我允许有病者[持伞]，以及无病者在僧园中、僧园附近持伞。”(Cv.270; 2.131)
假如是发烧、胆汁病、弱视或其他任何不打伞就会生病者，则无论在村镇还是在林野都可以打伞。在下雨时为了保护衣，在猛兽出没的危险地带为了保护自己，也是可以打伞的。一叶伞（用一片棕榈叶子制成的伞）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诸比库，我允许[乘坐]牡牛车、手拉车。”(Mv.253; 1.192)
这里的牡牛车(purisayuttaü)，无论是由女人驾驶还是由男人驾驶都可以坐；对于手拉车(hatthavaññaü)，无论是由女人还是男人拉的都可以。
    “诸比库，我允许[乘坐]担轿、椅轿。”(Mv.253; 1.192)
不得烧山林。但发生山火时允许逆烧来作防护。(Cv.283; 2.138)
不得爬树。但有事时则可爬至人的高度，发生灾难时则可爬到任意高度。(Cv.284; 2.138)
“诸比库，不得行种种不应行：种植也令种植小花树，浇水也令浇，采集也令采集，编织也令编织；扎也令扎一边枝的花鬘，扎也令扎两边枝的花鬘，扎也令扎花枝鬘
；做也令做花环，做也令做头饰，做也令做耳饰，做也令做胸饰。
送也令送一边枝的花鬘给良家妇女、良家闺女、良家少女、良家新娘、良家婢女；送也令送两边枝的花鬘，送也令送花枝鬘；送也令送花环，送也令送头饰，送也令送耳饰，送也令送胸饰。
他们与良家妇女、良家闺女、良家少女、良家新娘、良家婢女用同一容器吃，用同一杯喝水；坐同一座位，共享一床，共享一敷具，共享一外衣，共享一敷具套。
于非时食，饮酒，持用花鬘、芳香、涂香。跳舞、唱歌、奏乐、嬉戏。随[舞女]跳舞而跳舞，随跳舞而唱歌，随跳舞而奏乐；随唱歌而跳舞，随唱歌而唱歌，随唱歌而奏乐，随唱歌而嬉戏；随奏乐而跳舞，随奏乐而唱歌，随奏乐而奏乐，随奏乐而嬉戏；随嬉戏而跳舞，随嬉戏而唱歌，随嬉戏而奏乐，随嬉戏而嬉戏。
玩八格，玩十格，玩空戏；玩踩线，玩取石，玩骰子，玩棍棒，玩印手
，玩球，玩叶笛，玩锄，玩翻跟斗，玩风车，玩叶尺，玩车，玩弓，玩猜字，玩猜心，玩模仿残废。
学象术，学马术，学车术，学弓术，学剑术。在象前跑，在马前跑，在车前跑；跑去，跑回。吹口哨，拍手，搏斗，拳斗。在舞台上铺开桑喀帝对舞女说：‘阿妹，在这儿跳舞！’并喝彩。
诸比库，不得行种种不应行。若行者，应如法处理。”(Cv.293; 2.142)
不应行(anàcàraü) ——又说非行，非法行，不正行；不应行的行为，不应做的事情。凡比库从事这一类的不良行为，犯恶作者，应以犯恶作罪处理；犯巴吉帝亚者，则应以巴吉帝亚罪处理。(Cv.A.293; 6.1214)
在《律藏·巴拉基嘎》的“僧始终学处”中，把有上述种种不良行为的比库称为污家者、恶行者。
污家者(kuladåsaka) ——在《律藏》中解释：
“家有四种家：刹帝利家、婆罗门家、吠舍家、首陀罗家。污家即是以花、果、粉、粘土、齿木、竹、药方或走役信使等玷污诸家。”(Pr.437; 3.185)
也即是说：比库通过赠送礼物给在家人、为在家人送信走使、提供劳力服务等行为，使在家人对清净僧团、对持戒比库的信心受到污染。
恶行者(pàpasamàcàra) ——在《律藏》中解释：
“种植也令种植小花树，浇水也令浇，采集也令采集，编织也令编织者。”(Pr.437; 3.185)
这一类行为也包括下棋、打牌、赌博、玩游戏、打球、猜字、舞刀弄剑、跑跳、唱歌、跳舞等下劣的行为。
假如这一类的恶行已经玷污了在家人的信心，影响极为恶劣，严重破坏了僧团的形象，僧团必须对那些污家、行恶的劣行比库举行驱出甘马(Pabbàjanãya-kamma)，即把他们驱逐出其居住的地区。(Pr.433-4; 3.182-3 / Cv.23-4; 2.12-3)
“诸比库，我允许给与父母亲。诸比库，不得破坏信施
。若破坏者，犯恶作。”(Mv.361; 1.298)

为了保护信众对比库、对僧团的信心，比库不能把信众们基于信心供养比库的生活必需品等在还没有使用前就转送给包括亲戚在内的其他在家人。然而，佛陀特许比库们可以把所得到的供养品送给对自己有生养重恩的父母亲。
“诸比库，你们没有母亲、没有父亲照顾你们。诸比库，假如你们不互相照顾，那有谁来照顾呢？诸比库，谁想照顾我，他就应照顾病人！”(Mv.365; 1.302)

不得前往观看跳舞、唱歌、演奏。(Cv.248; 2.108)
“诸比库，以拉长歌声来唱诵法者有此五种过患：自己贪着其声；他人也贪着其声；诸居士讥嫌；为希求音调而坏三摩地；使后来的人落于成见。诸比库，以拉长歌声来唱诵法者乃有此五种过患。
诸比库，不得以拉长歌声来唱诵法。若唱诵者，犯恶作。”(Cv.249; 2.108)
这里的拉长(àyatakena)是指把所诵的内容分为不同的音调，在每个字音结束后仍然持续。对于法，有称为经文的音调，有称为本生的音调，有称为偈颂的音调，在读完后不能再拉太长的声。但可以用四种短调来读诵完整的文句。
使后来的人落于成见(pacchimà janatà diññhànugatiü àpajjati) ——以像唱歌一样拉长声调的方法唱诵佛法，将会使后来的人陷入这样的错误见解:“我们的戒师、老师也都是这么样唱诵的。”
尽管只是拉长声调来唱诵佛法都有这些过患。如果把经文、偈颂等编成歌曲来唱，或者用歌曲、音乐的形式来称颂赞叹佛法僧的功德，则违犯离跳舞、唱歌、演奏的学处。
古印度有以歌舞伎乐来供养宗教师与圣物的习俗，然而这只是在家人的事情；即使对于正在受持八戒的居士也都不适合，更何况是出家人！
“诸比库，不得把佛语加上音韵。若加上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语。”(Cv.285; 2.139)
音韵(Chanda,阐陀) ——好像吠陀语一样的梵语读诵法(vedaü viya sakkatabhàsàya vàcanàmaggaü)。“音韵”是一种吐字讲究、格律工整、文句优雅、韵律长短有序、声调抑扬顿挫的婆罗门读诵法，常被运用于造偈语颂诗，为当时的婆罗门等高等种姓所采用。音韵学是梵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也可等同于梵语。
自己的语言(sakàya niruttiyà) ——在此所谓“自己的语言”乃是指全自觉者所说的那种称为马嘎底语(Màgadhiko vohàro,摩揭陀语) 的方言。马嘎底口语属于古印度的民众方言——布拉格利语(Pràkrit)的一支，是一种在佛陀住世时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被普通老百姓广泛使用的方言。现在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使用的圣典语——巴利语(Pàëi-bhàsà)就是源自于马嘎底语。
不得学习世间论，也不得教人。(Cv.286; 2.139)
世间论(lokàyataü) ——比如说一切都是不纯净的、一切并非不纯净；白色的乌鸦、黑色的鹤等。以如此这般的方式，与这些毫无意义的理论相应的外道学说。
不得学习畜生明，也不得教人。(Cv.287; 2.139)
畜生明(tiracchànavijjaü) ——任何外学的无意义的御象术、御马术、驾车术、弓箭术、刀剑术等，以及魔法、诅咒、念咒、蛊毒等各种能够伤害他人的技术。
四大教示：
“诸比库，凡是我未曾反对:‘这是不许可的。’假如它随顺不许可的，违背于许可的，它对你们则是不许可的。
诸比库，凡是我未曾反对:‘这是不许可的。’假如它随顺于许可的，违背不许可的，它对你们则是许可的。
诸比库，凡是我未曾准许:‘这是许可的。’假如它随顺不许可的，违背于许可的，它对你们则是不许可的。
诸比库，凡是我未曾准许:‘这是许可的。’假如它随顺于许可的，违背不许可的，它对你们则是许可的。”(Mv.305; 1.250-1)
世尊教导这四大教示是为了让比库们能够掌握如何判断世尊所未制定的学处之原则。
律注中首先举了“时分药”的例子来说明：非时饮用七谷之汁是不许可的，为世尊所禁止。但棕榈果、椰子、波罗蜜、面包果、葫芦、冬瓜、甜瓜、南瓜、黄瓜这九种大果，以及一切谷物皆是随顺于谷类的，虽然世尊并不曾禁止这些，但它们却是随顺于不许可的，因此其汁不可在非时饮用。世尊曾许可八种果汁，其余的诸如藤、罗望子、香橼、花红等小果之汁虽然并没有被包括在八种果汁之内，世尊也不曾许可这些，但它们却是随顺于许可的，因此是适合的。除了随顺于谷果汁的之外，则不存在其他不许可的果汁。
　　又如衣，世尊曾许可六种衣料，但随顺的还有黄麻布、巴东纳丝(pattuõõa)、中国丝(cãnapañña)、索马拉丝(somàrapañña)、神变衣、天人所施衣等在六种许可衣之外的。在此，巴东纳等三种丝布是依出产地命名的，这三种随顺于丝绸，黄麻布属于纻麻，剩下两种则可以是棉或是其他布料。此外，律注又继续举了钵、杯子、腰带、伞的例子来说明。
　　随着时空的变迁，现代的比库可能会遇到许多佛陀在世时所没有的事物和问题，诸如比库可否看报纸？可否看新闻TV？可否上网？可否打手机？可否使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可否坐摩托车？可否开汽车等等。要回答与解决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这四大教示的原则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第九章 护僧须知
以下所列出的学处是比库必须受持与遵行的学处，但是世尊并没有要求沙马内拉遵守。然而，只要沙马内拉与比库或僧团在一起共住，他就必须知道和了解这些学处。因为有许多学处是限制比库不能做但是沙马内拉却是可以做的，所以在许多方面比库和僧团需要沙马内拉的协助。假如沙马内拉不懂得比库的这些学处，比库们将会觉得很不方便甚至不能很好地持戒。为此，沙马内拉应遵从比库的吩咐，积极协助比库们持好戒。假如沙马内拉对比库学处表现出无知或者疏忽时，其戒师、老师或其他贤明的比库都有必要教导和提醒他。
为了护持与协助比库们能够持好戒律，为了使清净的僧团能够更好地运作，沙马内拉学习与了解比库学处也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如果沙马内拉有意愿成为比库，学好比库学处也可为日后的行持打好基础。
Pc.4:“若比库与未受具戒者同句教诵法者，巴吉帝亚。”(Pc.45; 4.14)

未受具戒者(anupasampanna) ——佛教的出家众可分为五众：比库(bhikkhu)、比库尼(bhikkhunã)、在学尼(sikkhamànà)、沙马内拉(sàmaõera)和沙马内莉(sàmaõerã)。其中，比库、比库尼因为已经受了具足戒，成为僧团的正式成员，故称为“具戒者”(upasampanna)。除了比库、比库尼之外，在家人和其他的出家众皆称为“未受具戒者”。
由于现在已经没有上座部比库尼了，自然也就不会有在学尼与沙马内莉。因此，在上座部佛教地区所说的“未受具戒者”是指除了比库之外的所有人。
同句教诵法(padaso dhammaü vàceyya) ——依句而教诵，或依字而教诵。这里的“教诵”是指教导念诵。即使比库在教导巴利语佛法时在讲台上面念诵，未受具戒者小声跟着一起念，比库也犯戒。但如果老师让比库与未受具戒者一起读诵，或者大家在一起学习时复诵则不犯。
因此，若未受具戒者向比库请教、学习巴利佛法时，不应在比库念诵时跟着一起念，即使是在求受皈戒时也不应一起念，而应等比库念完后才出声。不过，有些长老认为，如果未受具戒者已学会背诵经文，在做早晚课诵时与比库们在一起念诵还是可以的。
Pc.5:“若比库与未受具戒者同宿超过两、三夜者，巴吉帝亚。”(Pc.51; 4.16)

同宿(sahàseyyaü kappeyya) ——一起在屋顶全部有覆盖、墙壁全部封闭、大部分覆盖、大部分封闭的地方过夜。
只要一座建筑物有共同进出的门，无论里面有一百间房子，也犯。但是，如果有两个各自不同出入的门，而且中间有墙壁隔开，则不算同宿。
超过两、三夜(uttaridirattatirattaü) ——在上述的住所中与未受具戒者同宿了两、三夜后，到第四天日落时，比库于未受具戒者躺卧之处躺下，即犯巴吉帝亚。
住两、三夜，或不足两、三夜者；只住了两夜，在第三夜天亮前离开后再住者；在全部未覆盖、全部未封闭等处而住者；比库与未受具戒者双方只要有一方坐着者，则不犯。
Pc.8:“若比库实得上人法而告诉未受具戒者，巴吉帝亚。”(Pc.69; 4.25)
上人法(uttarimanussadhamma) ——又作过人法，即超越常人的能力与证量，如禅那、神通、果证等。
在律藏中解释：
“上人法名为禅那、解脱、定、等至、智见、修道、证果、断烦恼、心离盖、乐空闲处。”(Pr.198; 3.91)
假如比库说了虚妄不实的上人法，则犯巴拉基嘎。即使真的拥有禅那等上人法，却告诉除了比库之外的其他人，也犯巴吉帝亚。
因此，沙马内拉可以向堪能贤明的比库学习和把取禅修业处，比如请教说:“尊者，应如何证得初禅？”但却不应该询问其个人禅修经验。
Pc.10:“若比库掘地或令掘者，巴吉帝亚。”(Pc.85; 4.33)
地可分为自然地(jàtapathavã)和非自然地(ajàtapathavã)两类。自然地又可分为纯地、混合地与堆积地三种。
纯地——自然的纯尘或纯土；
混合地——尘或土混杂有岩石、砾石、陶片、沙砾、沙其中一种的三分之一者；
堆积地——淋湿超过四个月的尘堆或土堆。
未经烧过的也称为自然地。
纯岩石等、岩石等超过三分之一的混合地，以及已经烧过的名为非自然地。
这里所说的“地”是指自然地而言。“掘”包括挖掘、破坏、烧等。若比库自己挖掘自然地或者叫他人挖掘者，犯巴吉帝亚。
不过，沙马内拉可以掘地。所以，假如比库对沙马内拉说:“给我一些土”“拿些土来”“我需要一些土”“这土你作净”“假如这里有条水沟的话将会很好”等，他则应知道比库的意思而帮忙做适当的事情。
Pc.11:“坏生物村者，巴吉帝亚。”(Pc.90; 4.34)

生物村(bhåtagàma) ——在此，生存和已存在者为生物(bhåta)，亦即生长、成长和已生、已成长的意思；类聚为村(gàma)。诸生物的村为“生物村”，如正在生长的蔬菜、青草、树木等。故生物村即草木，树木，植物。
生物村依其栽种的方式可以分为五类，称为“五类种生”(pa¤ca bãjajàtàni)：根种、茎种、节种、枝种、籽种。
这里的“坏”包括砍伐、破坏、火烧。比库自坏或令人坏者，犯巴吉帝亚。
因为世尊并没有禁止沙马内拉砍伐草木，所以，假如比库对沙马内拉说:“看，这里长了很多杂草”“给我这个”“把这个拿来”“我需要这个”“这个你作净”等，他则应知道比库的意思而帮忙做适当的事情。
Pc.40:“若比库把未授与的食物持入口中者，除了水、齿木外，巴吉帝亚。”(Pc.265; 4.90)
未授与(adinnaü) ——还没有被接受。
授与(dinnaü) ——授与者在伸手所及的距离之内，以身体、身体连接物或投放三种方式中的一种给与，比库以身体或身体连接物接受，如此称为“授与”。
食物(àhàraü) ——除了水和用来清洁牙齿的齿木(dantapoõa)之外，任何可以吞咽的东西皆称为食物。
由于比库不能吃任何未经授与的食物，因此沙马内拉或在家人应帮忙授与。授与时应站在比库伸手所及的范围之内——不应离得太远——然后把食物或装有食物的钵、碗、盘、袋子等递给比库，或倒入比库的钵中。也可以把食物摆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然后在比库伸手所及的范围之内抬起小桌子——只要其重量不超过一个中等男子能够抬得起的重量——比库只需伸出一只手碰触桌沿，如此也成为授与。
食物只要授与给一位比库，其他所有的比库都可以食用。
所有食物只需授与一次，比库即可在相应的期限内食用。如接受了时限药后可以在午前食用；接受蜂蜜后，可以存放七天服用；接受了终生药之后则可终生存放以及服用。
Np.23:“凡生病比库们所服用的那些药，这就是：熟酥、生酥、油、蜂蜜、糖。接受那些后，最多可以储存七日食用。超过此者，尼萨耆亚巴吉帝亚。”(Pr.622; 3.251)
比库服用不完的酥油、油、蜂蜜、糖等七日药必须在七天之内舍弃。假如比库存放七日药超过七天，舍弃后即使再获得，也不能用来涂抹伤口或服用，只能用来点灯。不过，若是比库以不期望取回之心完全舍弃该七日药后，再获得时即使服用也是适合的。
Pc.38:“若比库咀嚼或食用储存的嚼食或噉食者，巴吉帝亚。”(Pc.253; 4.87)
“诸比库，不得食用存于屋内、煮于屋内、自己煮、[自己]捡起而接受者。若食用者，犯恶作。”(Mv.295; 1.238)
比库不能储存食物 (时限药)，不能自己烹煮食物，也不能把水果等食物先捡起来之后才叫净人授与。
因为许多食物对比库来说都有时间上的限制，所以，如果有人供养比库大量的时限药、七日药，或者含有时限药、七日药的药品，只要比库还没有碰触过，沙马内拉则可以帮比库保存，以便适时、适量地供养给比库，不至于比库使用不完而造成浪费或者犯戒。
在必要时 (如比库生病、托钵时获得生食等)，沙马内拉还可烹煮食物供养比库。
“诸比库，我允许以五种沙门净而食用水果：火损坏、刀损坏、指甲损坏、无种子，种子已除为第五。诸比库，我允许以此五种沙门净而食用水果。”(Cv.250; 2.109)
如果比库在接受含有种子的水果或者还有可能生长的瓜豆蔬菜等（即可经由种子、根、节、块茎而生长的植物）之供养时，可先让沙马内拉或居士作净，使其成为比库可以使用的如法物品之后才能食用。
作净时，比库把果蔬交给作净者，接着说：
比　库：Kappiyaü karohi.
作净（使它成为如法）吧！
作净者：Kappiyaü, bhante.
尊者,[这是]净的。
有五种作净的方法：
1.火损坏：在火上烧过或擦过；
2.刀损坏：用刀、叉等将果皮弄破；
3.指甲损坏：用指甲将果皮弄破；
4.无种子：原来就无种子的植物，如香蕉等；
5.种子已除去：如先把苹果的籽挖掉。
注意：应作净的所有食物都必须连接或碰触在一起作净。当如此作净时，只需对其中的一个果蔬作净，则盘中其余的食物都算已经作净了。作净之后，作净者再将食物手授给比库。
第十章 常用作持文
一、对四资具的省思
比库如理省思所受用的衣、食物、坐卧处和药品四种生活资具，称为“资具依止戒”(paccayasannissita-sãla)。一位比库（也包括沙马内拉）在受用四种资具时须进行如理省思，即思维使用这四种资具的正确用途和目的。若取用时未曾省思，则可在午后、初夜、中夜或后夜为之 (此时念诵“受用后的省思文”)。如果到第二天明相出现时仍未省思，则犯“欠债受用”，即如欠债般暂时借来受用之意。
此省思文载于《中部·一切漏经》(M.2)，在《清净道论·说戒品》中有详细的解释。(Vm.1.18)
受用时的省思文 (taïkhaõikapaccavekkhaõapàñha)
1、衣 (cãvara)
Pañisaïkhà yoniso cãvaraü pañ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ñighàtàya, uõhassa pañighàtàya, óaüsa-makasa-vàtàtapa- 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ñighàtàya, yàvadeva hirikopãna- pañicchàdanatthaü.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之衣，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吹、日晒、爬虫类的触恼，只是为了遮蔽羞处。
2、食物 (piõóapàta)
Pañisaïkhà yoniso piõóapàtaü pañisevàmi, n'eva davàya na madàya na maõóanàya na vibhåsanàya, yàvadeva imassa kàyassa ñhitiyà yàpanàya vihiüsuparatiyà brahma- cariyànuggahàya, iti puràõa¤ca vedanaü pañihaïkhàmi nava¤ca vedanaü na uppàdessàmi, yàtrà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à ca phàsuvihàro cà'ti.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食物，不为嬉戏，不为骄慢，不为装饰，不为庄严，只是为了此身住立存续，为了停止伤害，为了资助梵行，如此我将消除旧受，并使新受不生
，我将维持生命、无过且安住。
3、坐卧处 (senàsana)
Pañisaïkhà yoniso senàsanaü pañ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ñighàtàya, uõhassa pañighàtàya, óaüsa-makasa-vàtàtapa- 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ñighàtàya, yàvadeva utuparissaya vinodanaü pañisallànàràmatthaü.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坐卧处，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吹、日晒、爬虫类的触恼，只是为了免除季候的危险，而好独处（禅修）之乐。
4、药物 (bhesajja)
Pañisaïkhà yoniso gilàna-paccaya-bhesajja-parikkhàraü pañisevàmi, yàvadeva uppannànaü veyyàbàdhikànaü vedanànaü pañighàtàya, abyàpajjha-paramatàyà'ti.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病者所需之医药资具，只是为了防御已生起的病苦之受，为了尽量没有身苦。
受用后的省思文 (atãtapaccavekkhaõapàñha)
1、衣 (cãvar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aü cãvaraü paribhuttaü, taü yàvadeva sãtassa pañighàtàya, uõhassa pañighàtàya, óaüsa- makasa-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ñighàtàya, yàvadeva hirikopãnapañicchàdanatthaü.
今天我已使用却未经省察之衣，那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吹、日晒、爬虫类的触恼，只是为了遮蔽羞处。
2、食物 (piõóapàt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o piõóapàto paribhutto, so n'eva davàya na madàya na maõóanàya na vibhåsanàya, yàvadeva imassa kàyassa ñhitiyà yàpanàya vihiüsuparatiyà brahmacariyànuggahàya, iti puràõa¤ca vedanaü pañihaïkhàmi nava¤ca vedanaü na uppàdessàmi, yàtrà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à ca phàsuvihàro cà'ti.
今天我已使用却未经省察的食物，不为嬉戏，不为骄慢，不为装饰，不为庄严，那只是为了此身住立存续，为了停止伤害，为了资助梵行，如此我将消除旧受，并使新受不生，我将维持生命、无过且安住。
3、坐卧处 (senàsan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aü senàsanaü paribhuttaü, taü yàvadeva sãtassa pañighàtàya, uõhassa pañighàtàya, óaüsa-makasa-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ñighàtàya, yàvadeva utuparissaya vinodanaü pañisallànàràmatthaü.

今天我已使用却未经省察的坐卧处，那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吹、日晒、爬虫类的触恼，只是为了免除季候的危险，而好独处（禅修）之乐。
4、药物 (bhesajj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o gilàna-paccaya-bhesajja- parikkhàro paribhutto, so yàvadeva uppannànaü veyyàbàdhikànaü vedanànaü pañighàtàya, abyàpajjha- paramatàyà'ti.

今天我已使用却未经省察的病者所需之医药资具，那只是为了防御已生起的病苦之受，为了尽量没有身苦。
二、蕴护卫经
(Khandha Parittaü)
佛陀在世时，有一位比库被毒蛇咬死了，于是佛陀教导居住在森林的比库（包括沙马内拉）每天应当念诵此《蕴护卫经》。(Cv.251; 2.109-110)
在念诵的同时，也应依经文的意思向一切有情散播慈爱。传统上相信念诵《蕴护卫经》能够避免遭到蛇、蝎等毒虫的伤害。
Viråpakkhehi me mettaü,  mettaü eràpathehi me,

chabyàputtehi me mettaü,  mettaü kaõhàgotamakehi ca.

Apàdakehi me mettaü,  mettaü dvipàdakehi me,

catuppadehi me mettaü,  mettaü bahuppadehi me.

Mà maü apàdako hiüsi,  mà maü hiüsi dvipàdako,

mà maü catuppado hiüsi,  mà maü hiüsi bahuppado.

Sabbe sattà, sabbe pàõà, sabbe bhåtà ca kevalà,

sabbe bhadràni passantu,  mà ki¤ci pàpa'màgamà.

Appamàõo buddho, Appamàõo dhammo, Appamàõo saïgho.

pamàõavantàni siriüsapàni,

Ahi vicchikà satapadã uõõànàbhã sarabhå måsikà,

Katà me rakkhà, kataü me parittaü, pañikkamantu bhåtàni.

So'haü namo bhagavato,
namo sattannaü sammàsambuddhànaü.

我散播慈爱给维卢巴卡，我散播慈爱给伊拉巴他，
我散播慈爱给差比阿子，我散播慈爱给黑苟答马
。
我散播慈爱给无足者，我散播慈爱给两足者，
我散播慈爱给四足者，我散播慈爱给多足者。
愿无足者勿伤害我，愿两足者勿伤害我，
愿四足者勿伤害我，愿多足者勿伤害我。
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类之全部，
愿见到一切祥瑞，任何恶事皆不会到来！
佛无量
，法无量，僧无量，
爬行类却有限量：蛇、蝎、蜈蚣、蜘蛛、蜥蜴、老鼠，
我已作保护，我已作护卫，愿诸[伤害性]生类皆退避。
我礼敬彼世尊！礼敬七位全自觉者
！
三、十法经
(Dasadhammà Suttaü)

Evaü me sutaü: ekaü samayaü bhagavà Sàvatthiyaü viharati Jetavane anàthapiõóikassa àràme.
Tatra kho bhagavà bhikkhå àmantesi: ßBhikkhavoûti. ßBhadanteûti te bhikkhå bhagavato paccassosuü. bhagavà etad-avoca:

ßDasayime, bhikkhave, dhammà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à. Katame dasa? 
`Vevaõõiyamhi ajjhåpagato'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Parapañibaddhà me jãvikà'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A¤¤o me àkappo karaõãyo'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Kacci nu kho me attà sãlato na upavadatã'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Kacci nu kho maü anuvicca vi¤¤å sabrahmacàrã sãlato na upavadantã'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Sabbehi me piyehi manàpehi nànàbhàvo vinàbhàvo'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Kammassako'mhi kammadàyàdo kammayoni kammabandhu kammapañisaraõo, yaü kammaü karissàmi kalyàõaü và pàpakaü và tassa dàyàdo bhavissàmã'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Kathambhåtassa me rattindivà vãtipatantã'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Kacci nu kho ahaü su¤¤àgàre abhiramàmã'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Atthi nu kho me uttarimanussadhammà alamariya¤àõa- dassanaviseso adhigato, so'haü pacchime kàle sabrahmacàrãhi puññho na maïku bhavissàmã'ti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Ime kho, bhikkhave, dasadhammà pabbajitena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àûti.

Idam-avoca bhagavà. attamanà te bhikkhå bhagavato bhàsitaü abhinandun'ti.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揭答林给孤独园。
于其处，世尊称呼比库们:“诸比库。”那些比库回答世尊:“尊者。”世尊如此说：
“诸比库，此十种法为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哪十种呢？
    一、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已经舍离美好。
’
    二、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的生活依赖他人。
’
三、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的行仪举止应[与在家人]不同。
’
四、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是否不会因戒而谴责自己？’
    五、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有智的同梵行者检问时，是否不会因戒而谴责我？’
六、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一切我所喜爱、可意的会分散、别离。’
七、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是业的所有者，业的继承者，以业为起源，以业为亲属，以业为皈依处。无论我所造的是善或恶之业，我将是它的承受者。’
    八、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是如何度过日日夜夜呢？
’
    九、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是否乐于空闲处呢？’
十、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我是否有证得上人法、能为圣者的殊胜智见呢？在我最后时刻
，当同梵行者们问及时，我将不会羞愧？’
诸比库，此十种法乃出家人应当经常地省察。”
世尊如此说。那些比库满意与欢喜世尊之所说。
四、随喜功德与请求原谅
在下座比库礼敬上座比库，沙马内拉礼敬比库，或在家人礼敬出家众时，皆可念诵此文。在斯里兰卡的Shrã kalyàõã yogàshrama saüsthà (室利·咖离阿尼修行园派)，礼敬上座成为僧众们的日常功课之一。
礼敬者：Okàsa vandàmi, bhante.
请让我礼敬尊者。（顶礼一拜）
尊者：  Sukhi hotu, nibbànapaccayo hotu.

        祝你快乐，愿成为涅槃的助缘。
礼敬者：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愿您随喜我所作的功德。
尊者：  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萨度！萨度！我随喜。
礼敬者：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愿您所作的功德也与我[分享]。
尊者：  Sàdhu! anumoditabbaü.

萨度！[你]应随喜。
礼敬者：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Okàsa, dvàrattayena kataü sabbaü accayaü, khamatha me, Bhante.
萨度！萨度！我随喜。尊者，若我由[身、语、意]三门所作的一切过失，请原谅我。
尊者：  Khamàmi, khamitabbaü.

我原谅[你]，[你也]应原谅[我]。
礼敬者：Sàdhu! Okàsa, khamàmi, Bhante.
萨度！尊者，我原谅[您]。（顶礼三拜）
尊者：  Sukhi hotu, nibbànapaccayo hotu.

祝你快乐，愿成为涅槃的助缘。
五、入雨安居
缅甸、泰国等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印度一样，一年可以分为三个季节：热季、雨季和凉季。在雨季的四个月当中，佛陀规定僧人在其中的三个月期间应停止到处云游，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过雨安居并精进地禅修。
雨安居可以分为“前安居”和“后安居”两种，皆为期三个月。前安居的时间在每年阳历7月月圆日的次日至10月的月圆日，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后安居则再推迟一个月。
在入雨安居的第一天，住在同一寺院的所有比库和沙马内拉皆齐集于界堂
，决意将在雨季的三个月期间安居本寺，度过雨季，勤修止观。在宣布寺院的范围（寺界）之后，所有比库皆按照瓦萨的顺序依次地念下面的决意文三遍。等比库僧众念完后，沙马内拉也接着念三遍：
Imasmiü vihàre imaü temàsaü vassaü upemi. (X3)
我于此寺院过三个月的雨安居。
每当念完入雨安居决意文后，其余的大众皆随喜：
Sàdhu! Sàdhu! Sàdhu!
萨度！萨度！萨度！
六、随喜咖提那 


 在雨安居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 (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九月十六至十月十五日)，僧团将会安排其中的一天来敷展咖提那
衣。
敷展咖提那衣的所有程序，包括从接受布料，到裁剪、缝制、染色、晾干
，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随喜，皆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咖提那衣缝染完毕，住在同一区域内的所有比库（通常也会邀请他处的比库前来随喜）皆齐集界堂，选出一位比库接受咖提那衣。僧团作甘马将咖提那衣授予那位接受衣的比库。该比库决意受持咖提那衣后，应请僧团随喜咖提那衣的如法敷展。其他的比库则按照瓦萨的顺序依次地念下面的随喜文。等比库僧众念完后，沙马内拉也接着念三遍：
Atthataü, bhante, saïghassa kañhinaü, dhammiko kañhinatthàro anumodàma. (X3)
尊者们，僧团的咖提那[衣]已经敷展，我们随喜如法地敷展咖提那。
每当念完随喜文后，其余的大众皆随喜：
Sàdhu! Sàdhu! Sàdhu!
萨度！萨度！萨度！
佛陀允许凡圆满度过三个月雨安居且参加随喜咖提那衣的比库，在雨安居后的五个月之内（直到阳历3月的月圆日为至）可享有五种功德：1.不用邀请而行，2.不用受持三衣而行，3.结众食，4.随其意欲而拥有衣，5.他能获得在其安居之处僧团所得到之衣。
对于圆满雨安居的沙马内拉来说，他能获得僧团所得利益的一半。
持戒的功德（代跋）
一、持戒是上座部佛教的传统
世尊在《大般涅槃经》中教导说，若比库众遵行七法，能够使僧团兴盛而不会衰败。此七法中的第三条是：
Yàvakãva¤ca, bhikkhave, bhikkhå apa¤¤attaü na pa¤¤apessanti, pa¤¤attaü na samucchindissanti, yathàpa¤¤attesu sikkhàpadesu samàdàya vattissanti. vuddiyeva, bhikkhave, bhikkhånaü pàñikaïkhà, no parihàni.
“诸比库，只要比库众对尚未制定者将不再制定，已经制定者将不废除，只按已制定的学处受持遵行。诸比库，如此即可期待比库众增长而不衰退。”(D.16) 
在佛陀入般涅槃的那一年雨季安居，马哈咖沙巴（Mahàkassapa,摩诃迦叶）长老在王舍城主持了有五百位阿拉汉参加的第一次结集。在此次结集中，与会者们就什么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khuddànukhuddaka sikkhàpada,小小戒，杂碎戒)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于是，马哈咖沙巴尊者在僧团中作甘马，重申了佛陀临终前的教导：
Apa¤¤attaü nappa¤¤apeti, pa¤¤attaü na samucchindati, yathàpa¤¤attesu sikkhàpadesu samàdàya vattati.
“尚未制定者不应再制，已经制定者不应废除，只按已制定的学处受持遵行。”(Cv.442; 2.288)
此项决议获得全体与会者的一致通过。由于当时的与会者都是曾亲闻佛陀教导、德高望重、诸漏已尽、所作已办、具足六神通与四无碍解智的阿拉汉长老比库，因此，这种代表佛陀本意的长老们(thera)的观点主张(vàda)就称为“上座部”(Theravàda)，即长老们的观点。同时，这项决议的精神也就在以上座比库为核心的原始僧团中保持下来。
佛教在日后漫长的流传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出许多部派和学说，但是，作为保守圣者的传统、以维持佛陀教法的纯洁为己任的“上座部”，自始至终都坚持一项恒久不变的原则：
“尚未制定者不应再制，已经制定者不应废除，只按已制定的学处受持遵行。”
这是佛陀的教诫，也是上座们的观点！

上座部佛教认为：戒律的制定是属于佛陀、全自觉者的范畴，只有如佛陀一般同时具足一切知智和大悲智的人才有资格制戒。即使像沙利子尊者如此有大智慧的弟子，伍巴离尊者如此精通戒律的弟子，都没有制戒的权限。同时，戒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进行增删修改、任情取舍。作为上座部佛弟子，必须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正法、律而遵行。只要是一名上座部佛弟子，他就有责任继承和维持自己的传统——守持戒律。
“诸比库，应当具足戒与具足巴帝摩卡而住！应以巴帝摩卡律仪防护而住，具足正行与行处，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险。受持学习于诸学处！”(M.6 / A.4.2.2 / A.10.8.1)
“诸比库，凡由我为诸弟子所制定的学处，我的弟子们即使有生命之因也不违越。”(Cv.385; 2.238 / A.8.2.10)
为了使戒行清净，佛陀的弟子哪怕是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随便违犯世尊制定的所有大小学处！
根据诸经论的义注，凡夫弟子的戒行可因受戒离(samàdànavirati)而具足。受戒离即在受取学处之后，他决心“即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犯戒”而远离诸非行。
圣弟子的戒行则因正断离(samucchedavirati)而具足。正断离是与圣道相应之离。自从圣道生起之后，即使连“我要杀生”等的念头也不会在圣者的心中生起。
因此，持守五戒是在家圣弟子的行为素质。对于出家圣弟子来说，他们不可能故意违犯诸如杀生、非时食、观听歌舞娱乐、接受金钱等任何为世尊所禁止的非行，因为他们已经根除了造作这些非行的潜伏性烦恼。
二、持戒为今生来世福乐之因
“居士们，持戒者因具足了戒而有此五种功德。哪五种呢？
1.在此，居士们，具足戒的持戒者因为不放逸而获得大财富。此是持戒者因具足戒的第一种功德。
2.再者，居士们，持戒者以具足戒而善名远扬。此是持戒者因具足戒的第二种功德。
3.再者，居士们，具足戒的持戒者无论走近哪一众中：若刹帝利众、若婆罗门众、若居士众、若沙门众中，走近时都有自信而不羞愧。此是持戒者因具足戒的第三种功德。
4.再者，居士们，具足戒的持戒者临终不昏迷。此是持戒者因具足戒的第四种功德。
5.再者，居士们，具足戒的持戒者身坏死后往生于善趣、天界。此是持戒者因具足戒的第五种功德。”(D.16)
“假如比库希望:‘愿同梵行者们喜欢、满意、尊重和尊敬我。’……
希望:‘愿我能获得衣、食、坐卧处、病者所需之医药资具。’……
希望:‘愿我受用衣、食、坐卧处、病者所需之医药资具，能使那些行[布施]者有大果报、大功德。’……
希望:‘愿已故、去世的亲族、血亲们以净信心忆念我时，能使他们有大果报、大功德。’”等等，他就应当完全持戒
。(M.6 / A.10.8.1)
“诸比库，圣弟子具足圣者所喜之戒，无毁、无断、无斑、无杂、自由、为智者所赞叹、无执取、导向于定。诸比库，这是第四福果、善果，能带来快乐，为生天之因，有快乐果报，有助生天，导向可爱、可乐、可意、利益和快乐。”(A.4.6.2)
“诸比库，持戒者的心愿因[戒]清净而成就。”(A.8.4.5)
“花香不能逆风送，栴檀.答嘎拉.茉莉；
善者之香逆风送，善人之香飘诸方。
栴檀.答嘎拉，青莲.瓦西其，
如是诸香中，戒香为最上。
栴檀.答嘎拉，此等香甚微；
持戒香最上，上飘于天界。
具足诸戒行，住于不放逸；
正智解脱者，魔不知其道。”(Dp.54-7)
“住立于[佛]教中的良家子，除了戒更无[其他]，

其功德的界限，有谁能说[得清楚]呢？”(Vm.1.9)
“戒香实能胜，一切诸种香；
飘散至十方，成就不破坏。
持戒者为器，敬奉与尊重； 

虽作少得多，持戒有大果。
现法之诸漏，不害持戒者；
持戒者能尽，来世之苦根。
若人界成就，及天界成就，
对彼具戒者，有愿得不难。
此究竟寂静，涅槃之成就，
具足诸戒者，心常追随彼。
戒为得一切，成就之根本；
多种功德相，智者分别之。”(Vm.1.21)
三、持戒乃禅修解脱之本
“如是，阿难，诸善戒是为了无悔，有无悔的功德；无悔是为了愉悦，有愉悦的功德；愉悦是为了喜，有喜的功德；喜是为了轻安，有轻安的功德；轻安是为了乐，有乐的功德；乐是为了定，有定的功德；定是为了如实知见，有如实知见的功德；如实知见是为了厌离，有厌离的功德；厌离是为了离贪，有离贪的功德；离贪是为了解脱知见，有解脱知见的功德。阿难，如是通过诸善戒而次第到达至上。”(A.11.1.1)
“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完全修习戒，能获得定之大果报、大功德；完全修习定，能获得慧之大果报、大功德；完全修习慧，则心完全从诸漏中获得解脱，也即是——欲漏、有漏、无明漏。”(D.16)
修习戒、定、慧三学是断除烦恼、证悟涅槃的次第。
如果一位禅修者想要修习止观(samatha- vipassanà)，培育增上心学以及增上慧学，他就应先要令自己的戒清净。在戒清净的基础上培育定力，拥有定力的禅修者则能如实知见五取蕴，知见一切诸行的无常、苦、无我。通过培育和提升观智(vipassanà-¤àõa)，则能使心解脱烦恼，证悟涅槃。
因此，戒清净是修习定慧的基础，持守戒律是解脱烦恼的前提。
“假如比库希望:‘对于增上心、现法乐住的四种禅那，愿我随愿而得、容易而得、不难而得。’……
希望:‘对于那寂静、解脱、超越于色的无色[定]，愿以[名]身触而住。’……
希望:‘愿我灭尽三结，成为入流者，不退堕法，必定趣向等觉。’……
希望:‘愿我灭尽三结，贪瞋痴减弱，成为一来者，只来此世间一次即作苦之终结。’……
希望:‘愿我灭尽五下分结，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不再从那世间回来。’……
希望:‘愿能断尽诸漏，即于现法中，以自己之智证得与成就无漏之心解脱、慧解脱而住。’”他应当完全持戒，致力于内心之止，不轻忽禅那，具足于观，增加前往空闲处。(M.6)
　　禅修者通过修习止业处(samatha kammaññhàna)来培育增上心学。增上心学也称为心清净。心清净包括近行定(upacàra samàpatti)和安止定(appanà  samàpatti)两种。近行定属于欲界定，而安止定则是指八种定(aññha-samàpattiyo)：四种色界禅那和四种无色界定。无论是要证得近行定，还是要证得四种色界禅那及四无色定，完全地持守戒律是必要的。
同样的，完成增上慧学需要修习观业处(vipassanà kammaññhàna)，次第地培育观智。当世间观智成熟时，禅修者则能证悟出世间道智。能够断除烦恼的就是道智。
道智由低至高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入流道智(sotàpattimagga-¤àõa)、一来道智(sakadàgàmimagga- ¤àõa)、不来道智(anàgàmimagga-¤àõa)与阿拉汉道智(arahattamagga-¤àõa)。其中，阿拉汉道智能断除一切烦恼，故阿拉汉圣者也称为“漏尽者”(khãõàsava)。
禅修的目标是为了断除烦恼，断除烦恼是由出世间道智执行的。成熟的世间观智是令道智生起的近因，而观智的培育需要强有力的定力。要培育定力，禅修者首先必须持戒清净。因此，在《清净道论》中把戒清净和心清净称为修习慧的根本。(Vm.2.662)
四、持戒能令正法久住
“诸比库，凡比库将非律解释为律……
将律解释为非律……
将非如来所制解释为如来所制……
将如来所制解释为非如来所制者，诸比库，这些比库的行为将导致众人无益，导致众人无乐，导致众人无利，给天、人带来损害和痛苦。诸比库，这些比库将生起许多非福，他们还能使此正法毁灭。”(A.1.11.132-9)
“诸比库，凡比库将非律解释为非律……
将律解释为律……
将非如来所制解释为非如来所制……

将如来所制解释为如来所制者，诸比库，这些比库的行为将为众人带来利益，为众人带来快乐，为众人带来福祉，为天、人带来利益和快乐。诸比库，这些比库能生起许多福德，他们还能使此正法住立。”(A.1.11.142-9)
“诸比库，缘于十义，我为比库们制定学处：为了僧团的优越，为了僧团的安乐；为了折服无耻之人，为了善行比库们的安住；为了防护现法诸漏，为了防御后世诸漏；为了未生信者生信，为了已生信者增长；为了正法住立，为了资益于律。”(Pr.39; 3.21 / A.10.4.1)
律藏的义注解释：在此，僧团的优越即是僧团的安乐；僧团的安乐即能折服无耻之人等，这是环环相扣的。同时，僧团的优越即是僧团的安乐；僧团的安乐即能折服无耻之人等等，如此以一一句的因果关系而强调了十次。
对于“为了正法住立”，律注中提到有三种正法：教正法(pariyattisaddhamma)、行正法(pañipatti- saddhamma)与证正法(adhigamasaddhamma)。
在此，收录于三藏中的一切佛语名为“教正法”。十三种头陀功德、十四种行仪、八十二种大行仪，以及戒、定、观慧名为“行正法”。四种圣道、四种沙门果以及涅槃名为“证正法”。因为有了学处的制定，比库们则能研习学处、经分别的义理、释义，连同其他佛语，并依所制定的修行。圆满行道后，因行道而证得应证悟的出世间法。所以，这一切都是因制定学处才得以长久地住立。以此故说“为了正法住立”。
戒律犹如佛陀教法的命脉，对佛陀正法的住世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律注中说：
Vinayo nàma Buddhasàsanassa àyu,
Vinaye ñhite Sàsanaü ñhitaü hoti.

“律为佛教之寿命，律住立时教乃住。”(Pr.A.; 1.13)
词语汇解
上座部佛教：巴利语Theravàda。thera,意为长老，上座；vàda,意为说, 论, 学说, 学派, 部派。
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为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佛教传统。
　　上座部佛教与流传于中国汉地、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汉传佛教，流传于中国藏蒙地区、蒙古、尼泊尔、不丹等地的藏传佛教并称为三大语系佛教。(汉传与藏传佛教合称为北传佛教或大乘佛教)。
佛陀：巴利(梵)语buddha的古音译。意为觉者，觉悟者。
“佛陀”有两种含义：
1.以解脱究竟智觉悟了一切应了知之法，称为佛陀。
2.自己无需老师的指导而觉悟了四圣谛，也能教导其他有情觉悟的人，称为佛陀。
世尊：巴利(梵)语bhagavant的意译。bhaga,意为祥瑞，吉祥，幸运；vant,意为具有，拥有。bhagavant直译为“具祥瑞者”。
在巴利圣典中，常用Bhagavà来尊称佛陀。
阿拉汉：巴利语arahant的音译。直译为应当的，值得的，有资格者。含有远离、杀敌、破辐、应供、无隐秘五义。
“阿拉汉”是对佛陀的尊称，也可以尊称一切的漏尽者 (khãõàsava)，包括诸佛、独觉佛及阿拉汉弟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arhant音译为“阿罗汉”，谓小乘之极果。其音、用法皆与上座部佛教有所不同。
全自觉者：对佛陀的尊称，为巴利语sammà- sambuddha的直译。sammà,意为完全地，彻底地，圆满地，正确地；sam,于此作sàmaü解，意为自己，亲自；buddha,意为觉悟者。
诸经律的义注说:“完全地、自己觉悟了一切诸法，故为‘全自觉者’。”(Pr.A.1 / M.A.1.12 / A.A.1.170 / Vm.1.132)
汉传佛教依梵语samyak-sambuddha音译为三藐三佛陀，意译为正等觉者、正等正觉者、正遍知。
苟答马：巴利语Gotama的音译。我们现在佛陀的家姓，通常用来指称佛陀。
汉传佛教依梵语Gautama音译为乔答摩、瞿昙等。也常依佛陀的族姓称为释迦牟尼 (øakyamuni)。
比库：巴利语bhikkhu的音译，有行乞者、持割截衣者、见怖畏等义。即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的男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bhikùu音译为比丘、苾刍等，含有破恶、怖魔、乞士等义。其音、义皆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现在使用“比库”指称巴利语传承的佛世比库僧众及南传上座部比库僧众。使用“比丘”“比丘尼”指称源自梵语系统的北传僧尼。
沙马内拉：巴利语sàmaõera的音译。是指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持十戒的男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ràmaõeraka讹略为“沙弥”。
皈依 (saraõa)：又作归依；直译为庇护所，避难所。
佛弟子皈依的对象有三，称为“三皈依”(tisaraõa)或“皈依三宝”。三宝，即佛 (buddha)、法 (dhamma)、僧 (saïgha)。皈依三宝是指以佛、法、僧作为皈依处或庇护所。
学处 (sikkhapada)：或译作学足。sikkha意为学，学习，训练；pada意为足，处所。学处亦即是学习规则、戒条。
十种学处 (dasa-sikkhàpadàni)：又作十戒，即沙马内拉应受持的十种行为规则。
这十种学处依次是：离杀生，离不与取，离非梵行，离妄语，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离非时食，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离高、大床座，离接受金银。
律藏 (Vinayapiñaka)：乃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诫和生活规则。
《律藏》按照内容可分为《经分别》、《篇章》、《附随》三大部分。缅文版编为《巴拉基咖》、《巴吉帝亚》、《大品》、《小品》和《附随》五大册。
《经分别》是对比库和比库尼两部戒经——《巴帝摩卡》的解释，其中解释《比库巴帝摩卡》的部分称为《大分别》(Mahàvibhaïga); 解释《比库尼巴帝摩卡》的部分称为《比库尼分别》(Bhikkhunã- vibhaïga)。
《篇章》(Khandhaka)分为《大品》(Mahà-vagga)和《小品》(Culla-vagga)两大部分，其内容将有关授戒、诵戒、雨安居、自恣等僧团的生活规则进行分门别类，编集成22个篇章。
《附随》(Parivàra)为律藏的附录部分，共分19章，综合分析讨论律藏前面的内容。
巴帝摩卡：巴利语pàtimokkha的音译，有上首、极殊胜、护解脱等义。
巴帝摩卡可分为戒和经籍两种：
1.戒巴帝摩卡 (sãla pàtimokkha)即比库、比库尼应持守的巴帝摩卡律仪戒。其中，比库巴帝摩卡共有227条，比库尼巴帝摩卡有311条。
2.经籍巴帝摩卡 (gantha pàtimokkha)即僧团每半月半月应诵的戒经。有两部戒经，即《比库巴帝摩卡》和《比库尼巴帝摩卡》。
汉传佛教依梵语pràtimokùa音译为“波罗提木叉”等，意为别解脱、从解脱、随顺解脱等，其音、义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篇 (khandhaka)：又作《篇章》。律藏的组成部分，分为《大品》和《小品》,《大品》有10篇,《小品》有12篇，共22篇。
汉译古律依梵语skandha音译为犍度、揵度等。
义注 (aññhakathà)：aññha,同attha,意为义，义理；kathà,意为论，说。即解释巴利三藏的文献。
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承中，律、经、论三藏圣典称为“巴利”(pàëi)，对三藏的注释称为“义注”(aññhakathà)，对义注的再解释称为“复注”(ñãkà)，对复注的再解释称为“再复注”(anuñãkà)。
其中，《律藏》的义注为《普端严》(Samanta- pàsàdikà),《巴帝摩卡》的义注为《疑惑度脱》(Kaïkhàvitaraõã)。
巴拉基咖：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pàràjika的音译，直译作“他胜”，意为已被打败，失败。共有四条学处，违犯任何一条者即失去比库的身份。
汉传佛教音译为波罗夷、波罗市迦等，意译为他胜，断头，退没等。
桑喀地谢沙：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saïghàdisesa的音译，直译作“僧始终”，意谓犯了此一类学处的比库，对其罪的处理过程自始至终皆须由僧团来执行。此一类学处共有十三条。
汉传佛教依梵语saïghàva÷eùa音译为僧伽婆尸沙，意译为僧残。其音、义皆与巴利语有别。
尼萨耆亚巴吉帝亚：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nissaggiya pàcittiya的音译，意译作应舍弃的心堕落、舍心堕。
此一类学处共有三十条，是关于衣、敷具、金钱、钵、药品等物品方面的规定。凡是犯了此一类学处的比库，应先把违律的物品在僧团中、在两三众中，或在一人面前舍弃。舍弃之后再忏悔其罪。
汉传佛教依梵语naiþsargika pràya÷cittika音译为尼萨耆波逸提，意译为舍堕。
巴吉帝亚：比库学处之一，为巴利语pàcittiya的音译，意为“令心堕落”。这一类学处共有九十二条。违犯的比库需向另一位比库忏罪。
汉传佛教依梵语pràya÷cittika音译为波逸提、波夜提，意译为堕、令堕、烧煮等。
众学法 (sekhiya)：比库学处之一，即应当学习之法。
这一类学处主要是关于出家众行止威仪的规定。假如比库以不恭敬的态度违犯这一类学处，则犯恶作罪(dukkaña,突吉罗)。
梵行 (brahmacariya)：意为清净、尊贵、值得赞叹的行为；或如清净、尊贵的诸佛、独觉佛、出家圣弟子等清净者们的生活方式。
上人法 (uttarimanussadhamma)：又作过人法，即超越常人的能力与证量，包括禅那、解脱、神通、证果等。
甘马：巴利语kamma的音译。意为业，行为，造作。若以译音出现时，则专指僧团的表决会议。
汉传佛教依梵语karma音译为羯磨。
瓦萨：巴利语vassa的音译，即戒龄，僧龄。比库每度过一年一度的雨季安居，其戒龄则增加一岁。因雨季安居的巴利语为vassa，故比库度过了几个雨安居，则计算为多少瓦萨。
　　汉传佛教借世俗腊月除夕受岁为腊，故称僧尼受具足戒后之年数为“戒腊”。今不用此说。
戒师 (upajjhàya, upajjhà)：直译作亲教师，乃弟子对其受戒师父的尊称。
汉传佛教依梵语upàdhyàya音译为邬波驮耶，讹略为和尚、和上、和阇等。
老师 (àcariya)：亦音译为阿吒利亚。即能传授弟子法义知识及教导正确行为之师。
一位比库有四种老师：1.出家时的剃度授戒师；2.受具足戒时的教授师和读甘马师；3.教授戒律、佛法、禅修业处等的老师；4.依止师。
汉传佛教依梵语àcàrya音译为阿阇梨、阿遮利耶等。
长老 (thera)：又作上座。一般是指十个瓦萨或以上的比库。有时相对于瓦萨较小的比库来说，大瓦萨比库也称为上座 (thera)或较年长者 (vuóóhatara)。
下座 (navaka)：直译为新的。相对于瓦萨较大的比库来说，瓦萨小的比库即是下座。
未受具戒者 (anupasampanna)：除了比库、比库尼之外的在家人和其他出家众皆称为“未受具戒者”。
净人：巴利语kappiyakàraka，简称kappiya，意为使事物成为比库或僧团允许接受和使用的未受具戒者。也包括为比库或僧团提供无偿服务者。
贼住者 (theyyasaüvàsako)：以邪恶之心自行剃发披衣、示现出家形象或冒充比库者。有三种贼住者：形相之贼、共住之贼和俱盗之贼。这三种贼住者皆不得出家及受具足戒。
衣 (cãvara)：原意为衣服，布。特指出家众所披之衣。
比库有三衣 (ticãvara)，即桑喀帝、上衣和下衣。沙马内拉只有上衣和下衣，无桑喀帝。
袈裟：巴利语kàsàya或kàsàva的音译。即僧人所披之衣。
“袈裟”原指橘黄色、红黄色、褐色或棕色。因为出家众所披之衣通常染成橘黄色或黄褐色不等，所以，染成这种颜色之衣即称为袈裟衣、染色衣，或直接称为袈裟。
桑喀帝：巴利语saïghàñã的音译。意为重衣，复衣，重复衣；因须缝制成两重而作，故名。有时把桑喀帝和上衣重叠在一起披着也合称为“桑喀帝”。古音译为僧伽梨、僧伽胝等。
上衣 (uttaràsaïga)：uttara意为上面的；àsaïga意为衣着。即上身披着之衣。古音译为郁多罗僧、嗢多罗僧等。
下衣 (antaravàsaka)：直译为内衣。antara意为里面的，中间的；vàsaka意为穿着的。穿下衣时围腰下着如裙，上掩脐轮，下盖双膝。古音译为安陀会、安怛婆沙等。
齿木 (dantakaññha, dantapoõa)：又作牙枝。古印度人用来刷牙洁齿的细木条。其长约一拃手不等，一头削尖可剔牙，另一头留有纤维可刷牙。
汉传佛教讹作“杨枝”。然一切木料皆可作齿木，并非独用杨柳枝。
钵：巴利语patta的古音译。为僧众行乞资身之器，比库随身八物之一。其状扁圆形，用以盛食物。在材质上，分为铁钵(ayopatta)和陶钵(mattikàpatta)两种。
时限药 (yàvakàlika)：限于在明相出现后至日正中时之间的时段才可以食用的食物。时限药可分为噉食和嚼食两类。
噉食 (bhojaniya)：也作正食，软食，蒲膳尼食。有五种噉食，即：饭、面食、炒粮、鱼和肉。
嚼食 (khàdaniya)：也作硬食，不正食，珂但尼食。除了五种噉食、时分药、七日药和终生药之外的其他食物皆称为嚼食。
三种清净鱼、肉 (tikoñiparisuddha macchamaüsa)：没有看见、没有听说以及不怀疑为了自己而宰杀的鱼虾、动物之肉。
时分药 (yàmakàlika)：允许比库在一天之内饮用的未煮过的果汁和蔬菜汁。例如芒果汁、苹果汁、橙汁、香蕉汁、葡萄汁等。
七日药 (sattàhakàlika)：允许比库在七天之内存放并食用的药。有五种七日药，即：生酥、熟酥、油、蜂蜜和糖。
终生药 (yàvajivika)：又作尽寿药。即没有规定食用期限的药品。此类药一般上是用来治病而不当食物吃用。
作净：巴利语kappiyaü karoti的直译, 意即“使…成为许可的”。
如果比库收到含有种子的水果或瓜豆蔬菜等供养时，应先作净后才可食用。有五种作净的方法：1.用火损坏，2.用刀损坏，3.用指甲损坏，4.无种子，5.种子已除去。
明相出现 (aruõuggamana)：又作黎明，破晓；即天刚亮的时候。时间约在日出前的30-35分钟之间不等。在一年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现时刻并不相同。佛教以明相出现作为日期的更替，而非午夜12点。
日正中时 (majjhantika samaya)：又作正午，即太阳正好垂直照射于所在地点的经线上的那一刹那。日影一偏即为非时 (过午)。不同地区的日正中时并不相同，所以不能以中午12点来计算。同时，在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日正中时也不同。
坐卧处 (senàsana)：由巴利语sena (=sayana,卧具；床) + àsana（坐具；座位）组合而成。
根据经律的上下文，senàsana含有两种意思。如果指的是住所、住处，则应翻译为“坐卧处”。如果指的是生活起居的用具，如床、椅子、褥垫等，则应翻译为“坐卧具”。
林野 (ara¤¤a)：即远离村庄市镇的山林、荒郊、野外。古音译为阿兰若、阿练若等。
有住林野习惯的比库则称为“林野住者”(àra¤¤ika)。
雨安居 (vassa)：在印度、缅甸、泰国等热带国家一年可以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个季节。根据佛制戒律，在雨季四个月当中的三个月期间应停止到处云游，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度过雨安居，精进禅修。
雨安居可以分为“前安居”和“后安居”两种，皆为期三个月。前安居的时间在每年阳历7月月圆日的次日至10月的月圆日，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后安居则再推迟一个月。
汉传佛教以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安居期 (比印度古历早两个月)，因时值汉地夏季，故称“结夏”。其时间、做法皆与上座部佛教有异。
咖提那：巴利语kañhina的音译，原意为坚固的，坚硬的。即为了加强五种功德而作坚固的意思。古音译作迦絺那。
佛陀允许僧团在雨安居结束后的那一个月内 (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九月十六至十月十五日)，安排其中一天来敷展咖提那衣。在该天所敷展之衣即称为咖提那衣。
敷展咖提那衣的所有程序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些程序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晾干，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喜。凡圆满了三个月雨安居且参加随喜咖提那衣的比库，在雨安居后的五个月内可享有五种功德：1.不用邀请而行，2.不用受持三衣而行，3.结众食，4.随其意欲而拥有衣，5.他能获得在其安居之处僧团所得到之衣。
随喜 (anumodana)：原意为对他人所作的功德善行或所获得的成就表示欢喜。
在戒律的行持中，它作为僧人与在家信众互动的一种方式，是应履行的十四种行仪之一。
有三类随喜：1.布施类的随喜；2.吉庆类的随喜；3.哀丧类的随喜。
业处：巴利语kammaññhàna的直译，意为工作的处所，即修行的方法，或修行时专注的对象。业处包括止业处(samatha kammaññhàna)与观业处(vipassanà kammaññhàna)两种。
止 (samatha)：令欲贪、瞋恚等敌对法止息，名为止。为使心处于平静、安宁、专一、无烦恼的状态，亦即培育定力的修行方法。古音译作奢摩他。
《清净道论》把修习止的方法归纳为四十种业处。
观 (vipassanà)：亦音译为维巴沙那。以无常、苦、无我等不同的行相对名色法（诸行）进行观照，名为观。亦即培育智慧的修行方法。古音译作毗婆舍那、毗钵舍那。
入流：又作至流。四种圣果中的初果，为巴利语sotàpanna的直译，意为已进入圣道之流。
入流圣者已断了有身见、戒禁取、疑三结，不可能再堕入四恶趣，其未来世只会投生于人界与天界，而且次数最多不会超过七次，必定能得究竟苦边。
汉传佛教依梵语srota-àpanna音译作须陀洹等。
一来：四种圣道果的第二种，为巴利语sakadàgàmin的直译，意为再回来此世间结生一次。
一来圣者在初道时已断了有身见、戒禁取和疑三结，于今又减弱了欲贪、瞋恚与愚痴，最多只会再回来此人间受生一次，即尽苦边。
汉传佛教依梵语sakçd-àgàmin音译作斯陀含等。
不来：四种圣道果的第三种，为巴利语anàgàmin的直译，意为不再返回欲界受生。古音译作阿那含。
不来圣者已断尽了欲贪与瞋恨两结，所以不会受到欲界烦恼力的牵引而再投生到欲界。不来圣者若在今生未证阿拉汉果，死后只会投生于色界或无色界梵天，并于其处证趣般涅槃。
萨度：巴利语sàdhu的音译，有多义。用作形容词时，意为好的，善的，善巧的，有益的，值得赞叹的。用作副词时，意为很好地，完全地，善于。用作感叹词时，意为很好，做得好，甚善，善哉；常用来表示随喜、赞叹、嘉许、同意、认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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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答马：巴利语Gotama的音译。佛陀的家姓，通常用来指称佛陀。我们现在的教法时期是苟答马佛陀的教法时期。


汉传佛教依梵语Gautama音译为乔答摩、瞿昙等。也常依佛陀的族姓称为释迦牟尼(øakyamuni)。


� 佛陀：巴利(梵)语buddha的古音译。意为觉者，觉悟者。


律藏的义注解释说:“凡有任何应了知者，皆以解脱究竟智觉悟了那一切，故为佛陀。或因为自己觉悟了四圣谛，也能令其他有情觉悟，以这些理由故为佛陀。”(Pr.A.1; 1.122)


� 沙马内拉：巴利语sàmaõera的音译。是指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持十戒之男子。古代依梵语 ÷ràmaõeraka音译为沙弥、室罗摩拏洛迦。


  附带提一下：汉传佛教把梵语÷ràmaõeraka讹略为“沙弥”。如果把“沙弥”转写为巴利语则为sàmã。sàmã意为主人，物主，丈夫。在佛世时的古印度，奴隶、仆人称他们的主人为“沙弥”，妇女称她们的丈夫也为“沙弥”。同时,“沙弥尼”(sàminã)则是女主人、妻子的意思。因此，不宜把“沙马内拉”讹略成“沙弥”。


� 篇：巴利语khandhaka。源于khandha (蕴，聚，积聚)，意为篇章、章节。汉译古律依梵语skandha音译为犍度、揵度等。


在《律藏》中，将有关授戒、诵戒、雨安居、自恣等僧团的生活规则进行分门别类，编集成22个部分，总称为《篇章》，其中的每个部分也称为“篇”。如有关出家、授戒的部分称为“大篇”等。


� 世尊：巴利语bhagavant的意译。bhaga, 意为祥瑞，吉祥，幸运；vant，意为具有，拥有。bhagavant直译为“具祥瑞者”。


律藏的义注采用语源学的方法解释了bhagavà的六种含义：


1.以具诸祥瑞(bhàgyavà'ti)故为bhagavà；


2.以已破坏(bhaggavà'ti)一切危险故为bhagavà；


3.以有诸福德(bhagà assa santã'ti)故为bhagavà；


4.以分别(vibhattavà'ti)一切法故为bhagavà；


5.以亲近(bhattavà'ti)诸上人法故为bhagavà；


6.以已除去诸有(bhavesu vantagamano'ti)故为bhagavà。(Pr.A.1; 1.123-5)


在巴利圣典中，通常用Bhagavà来尊称佛陀。


� 拉胡喇母 (Ràhulamàtà)：佛陀还是在家为悉达多太子时的妃子亚寿塔拉(Yasodharà,耶输陀罗)。古译为罗睺罗母。


� 义注中说：世尊在证悟无上全自觉的第二年，应其父王净饭王的邀请，回到了其家乡释迦国的咖毕喇瓦土城。


在他回国后的第七天，拉胡喇母王妃(Ràhulamàtà devã)把年满七岁的、她与菩萨所生的拉胡喇王子打扮过后，带到世尊的跟前，说:“儿啊！看，这位为两万沙门所围绕着的、容颜金色如梵天般的沙门，他就是你的父亲。他曾拥有大量的财宝，但自从他离开后，我们就见不到了。儿啊！去向他要继承的财产吧:‘我是王子，我将要高举宝盖而成为转轮王！我需要财富，请把财富给我吧！儿子是他父亲财产的所有者。’”拉胡喇王子听了之后，走到世尊的跟前。由于得到了父爱，心中感到愉悦而说:“沙门，您的影子令我感到愉悦！”同时也站着说了许多类似的话语。世尊用完餐，作了随喜之后，从座起立而离开。王子也紧跟在世尊的后面不断地说:“沙门，请给我继承财产吧！沙门，请给我继承财产吧！”


� 具寿：巴利语àyasmant。由(àyus,寿命) + (mant,具有，拥有)组合而成。是对比库的尊称。


� 比库：巴利语bhikkhu的音译，有行乞者、持割截衣者、见怖畏等义。即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的男子。


在《律藏·巴拉基咖》中解释:“乞讨者(bhikkhako'ti)为比库，遵从于行乞者(bhikkhàcariyaü ajjhupagato'ti)为比库，持割截衣者(bhinnapañadharo'ti)为比库。”


《清净道论》中说:“比库者，以应见到轮回的怖畏(saüsàre bhayaü ikkhaõatàya)，或应持割截衣等(bhinnapañadharàditàya)，获得这样名称的信心出家的良家之子。”


汉传佛教依梵语bhikùu音译为比丘、苾刍等，含有破恶、怖魔、乞士等义。其音、义皆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现在使用“比库”指称佛世时的比库僧众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比库僧众；而用“比丘”、“比丘尼”指称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北传大乘僧尼。


� 在斯里兰卡和泰国，住寺的居士通常身穿白衣。


� 净人，巴利语kappiyakàraka，简称kappiya，意为使事物成为比库或僧团允许接受和使用的未受具戒者。也包括为比库或僧团提供无偿服务者。


沙马内拉和戒尼也可做比库或僧团的净人，如帮忙清洁卫生、搬抬东西、除草、授食、烹煮食物、破损果蔬等。为了守好不持金银学处，沙马内拉和十戒尼也可接受在家净人的服务。


� 出家的障难见第八章。


� 甘马：巴利语kamma的音译。原意为业，行为；在此指僧团会议。


汉传佛教依梵语karma音译为“羯磨”。


� 比库在受具足戒时应具足三衣，即：桑喀帝(saïghàñã,僧伽梨)、上衣(uttaràsaïga,郁多罗僧）与下衣(antaravàsaka,内衣；安陀会)。沙马内拉只有上衣和下衣。


� 《护卫经》(paritta)：在此主要念诵《邀请诸天闻法文》《吉祥经》《宝经》《慈爱经》《蕴护卫经》《随念三宝》和《午前经》。


� 因为有比库帮人选剃除须发并授予袈裟，所以他的出家形相是从比库处获得的，可避免由于自行出家而成为盗取出家形相的贼住者。


� 以上为请求出家的人选（居士）剃发与披着袈裟的程序。如果是已经出家了的沙马内拉，根据传统，他应在每个月的四个伍波萨他日 (四斋日。时间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初八、十五、二十三和月底最后一天)，或者按照戒师所规定的时间，再到戒师处重新求受三皈依与沙马内拉十戒。在重受三皈十戒时，从以下的“Ahaü, bhante, tisaraõena……”开始念起即可，在此之上的不用再念。


� 皈依 (saraõa)：直译为庇护所，避难所。佛弟子皈依的对象有三种，称为“三皈依”(tisaraõa)或“皈依三宝”。三宝：佛(buddha)、法(dhamma)、僧(saïgha)。皈依三宝是指以佛、法、僧作为皈依处或庇护所。


� 因为沙马内拉的身份是在受三皈依时确立的，所以在念诵三皈依文时必须保证发音准确无误。为谨慎起见，有些传统要求以三种读法重复念诵。


� 我皈依佛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直译为“我去佛陀的庇护所。”


“我走向佛陀为庇护所。”对于“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诸句亦同。


� 法 (dhamma)：佛法；正法。包括佛陀所善说的教法 (律、经、论三藏)，以及九种出世间法：四种圣道、四种圣果和涅槃。


� 僧 (saïgha)：僧伽，僧团；众，团体。僧可分为“胜义僧”和“通俗僧”两种。“胜义僧”又称“应施僧”，是指四双八辈的圣者僧；“通俗僧”又称“世俗僧”，是指由四位或四位以上的比库或比库尼所组成的僧团。


� 至此，人选在受三皈依的第三语完结时即成为沙马内拉。


� 戒师 (upajjhàya, upajjhà)：乃出家弟子对其受戒师父的尊称。汉传佛教依梵语upàdhyàya音译为邬波驮耶，讹略为和尚、和上、和阇等。


巴利语upajjhàya源自动词“专注，注意”(upanijjhàyati)。如律注中说:“能注意各种[大小]罪者为戒师。(vajjàvajjaü upanijjhàyatã'ti upajjhà)”(Mv.A.126; 5.1033)


对于比库来说，只要不还俗，他终生只有一位戒师。但对于沙马内拉来说，只要他从另外一位长老比库处受皈戒并礼请其为戒师，则他与原先戒师之间的师徒关系自动失效。


当沙马内拉与其戒师的师徒关系确立以后，彼此之间皆应履行对对方的义务 (见第七章《十四种行仪》的第十一、十二节)。除非是因为需要独自禅修或生病等特殊的原因，否则沙马内拉不得离开其戒师独住。


� 学处：巴利语sikkhàpada，或作学足。sikkhà意为学，学习，训练；pada意为足，处所。学处亦即是学习规则，戒条。


《小诵注》中说:“应当学故为学；以此作为足故为足。学之足为学足，即到达学的方法之义。又或者说为根本、依止、立足处[为学处]。”


� 《普端严》是解释《律藏》的义注；《疑惑度脱》是解释比库、比库尼两部戒经《巴帝摩卡》(pàtimokkha,波提木叉) 的义注。


� 进行临终关怀时须特别小心：不要劝临终病人放弃对生命的执着和赞叹来生的美好，只能劝他放下对亲属、财产等外物的执着，提醒他忆起曾做过的善行及帮他做善事，教导他忆念佛陀的功德等禅修业处。


� 此“偷取的二十五种方式”摘录自觅寂尊者(Ven. Santagavesaka)编译的《南传佛教在家居士须知·归戒释疑》，并稍作整理。


�  具足五项条件构成亲厚者(vissàsa)：


a. 相识——曾见过的朋友；


b. 同伴——共事的感情牢靠的朋友；


c. 曾说——曾经这样说过:“我的东西你有想要的就拿去吧！”；


d. 还活着；


e. 当他知道我拿取时将会感到高兴。(Mv.356; 1.296)


� 黄门 (paõóaka)：即生殖器被阉割者或先天性生殖器缺陷者。


� 受乐 (sàdiyati)：有接受、同意、允许、想要、喜欢、受用之意。


� 咸酸酱 (loõasovãraka)：一种由百味腌制的药 (sabbarasàbhisaïkhataü ekaü bhesajjaü)。据说在腌制时，把诃子、山楂、川楝等药材，米谷等各种粮食，芭蕉等各种果实，笋、鱼、肉片等各种食物，加上蜂蜜、糖、岩盐、盐等，装入缸中密封后放置经一年、两年或三年，腌制成呈蒲桃汁颜色的酱。食之可治疗风病、咳嗽、麻风、黄疸、痔瘘等病。比库在饭后也可食用这种酱。有病者可直接吃，无病者可掺水后饮用。(Pr.A.192; 2.478-9)


� 日正中时 (majjhantika samaya) ：又作正午，即太阳正好垂直照射于所在地点的经线上的那一刹那。日影一偏即为非时 (过午)。不同地区的日正中时并不相同，所以不能以中午12点来计算。同时，在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日正中时也不同。


� 明相出现 (aruõuggamana)：又作黎明，破晓；即天刚亮的时候。时间约在日出前的30-35分钟之间不等。佛教以明相出现作为日期的更替，而非午夜12点。


有许多标志可以辨认明相出现，如四周的天空已由暗黑色转为蓝白色，鸟儿开始唱歌，可以看清不远处树叶、建筑物等的颜色，不用打手电筒也可看清道路等。一年之中不同日期的明相出现时刻并不相同。


� 时分药：有人将之讹译为“非时浆”。巴利语yàma, 直译为时分；夜分。在此是指从一天的明相出现至第二天明相出现之间的时段 (一日一夜)，并非仅指非时。


� 律注《普端严》解释说：这里的菜汁是指已煮熟了的菜汤。作为时限药的叶子在做成食物之前榨成的汁是允许的。


� 这里的尺寸是指除了床、椅底部的框架之外，脚部不可超过善逝指宽(sugataïgula)的八指宽。指宽，即以手指的宽度测量长短。根据律注，善逝指宽是常人指宽的三倍。若以常人的一指宽为2厘米来计算，则善逝的八指宽约为48厘米；但是也有人认为是27英寸或13英寸。


� 只填塞天然棉花 (pakatitålikàyeva)：以称为木棉 (rukkhatåla)、蔓棉 (latàtåla)或草棉 (poñakãtåla)的三种棉花之一填满的床、椅或床垫、褥垫等。如果填塞的是人造棉或化纤类则不属此列。棉被并非褥垫，故可以使用。


� “诸比库，不得持用半身大的枕头。若持用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作如头大小的枕头。”(Cv.297; 2.150)


� 七支椅即有靠背、两旁有扶手的四脚椅子。这种椅子脚高过量也是允许使用的。


� 律注中说：假如他内心允许并想要接受，但通过身体或语言拒绝说:“这是不许可的。”不犯。若没有通过身体或语言拒绝，但以清净心不接受，想:“这对我们是不许可的。”也不犯。只要通过身、语、意三门中的任何一门拒绝都成为拒绝。(Pr.A.583-4; 3.690-1)


� 许可的 (kappiyaü)：直译为“净的”，又作“如法的”“适当的”“适合的”。在这里是指如法的必需品或生活资具。


� 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接受的只是可供如法使用的日常必需品或生活资具，而不是金钱。


� 《普端严》中说：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僧团、群体、其他人或佛塔等理由而接受都不准许。(Pr.A.583-4; 3.691)


在这里把“为了自己”作为违犯的条件之一，乃是针对下面不犯的第一种情况而言，并不是说只要打着所谓的“说净”或“代人持钱”等幌子就可以接受金钱。


� 甘答咖学处 (Kaõñakasikkhàpadaü)：巴吉帝亚第70条。由于该学处是世尊因为甘答咖沙马内拉生起了恶见而制定的，故名。


� 巴拉基嘎事 (pàràjika vatthu)：巴拉基嘎，直译为他胜、已被打败、失败了，即破戒。古音译为波罗夷。


犯了巴拉基嘎的沙马内拉能否再出家成为沙马内拉？由于比库犯了巴拉基嘎则不能再成为比库，因此有人认为沙马内拉犯了巴拉基嘎也不能再出家成为沙马内拉。然而，在《小诵注》中提到:“在此，沙马内拉只要破了[前五条学处中的任何]一条，则一切皆破，对于他们来说则处于巴拉基嘎的状态。”由此看来，沙马内拉犯了前五条学处的任何一条即构成巴拉基嘎 (破戒)，但若再次受皈戒仍然能成为沙马内拉。


�《古伦地注》(Kurundã)、《大义注》(Mahà-aññhakathà)以及后面将提到的《Mahàpaccariya注》等，都是佛音尊者(âcariya Buddhaghosa,公元五世纪) 在编译巴利三藏义注时参考的斯里兰卡大寺派所传的古义注，现已佚失。


� 以上的解释采用直译法译自义注。以下是编译者的阐释。


� 形相灭摈与还俗的区别是：形相灭摈指虽然身披袈裟、现出家相，但已无出家的实质，即无效的出家外相。还俗是指脱掉袈裟，回复在家人的形象和生活。


� 巴帝摩卡：巴利语pàtimokkha的音译，有上首、极殊胜、护解脱等义。


《律藏·大品·诵戒篇》中解释:“巴帝摩卡者，此是最初，此是头首，此是诸善法之上首，因此称为‘巴帝摩卡’。”


律注《疑惑度脱》中说:“巴帝摩卡为极殊胜(pa-atimokkha)、极上首(atipamokkha)、极尊、极上之义。”


《清净道论》中说:“若他看护(pàti)、保护此者，能使他解脱(mokkheti)、脱离恶趣等苦，所以称为‘巴帝摩卡’。”


巴帝摩卡可分为戒和经籍两种：


1.戒巴帝摩卡(sãla pàtimokkha)即比库、比库尼应持守的巴帝摩卡律仪戒。其中，比库巴帝摩卡共有227条，比库尼巴帝摩卡有311条。


2.经籍巴帝摩卡(gantha pàtimokkha)即僧团每半月半月应念诵的戒经。有两部戒经，即《比库巴帝摩卡》和《比库尼巴帝摩卡》。


汉传佛教依梵语pràtimokùa音译为波罗提木叉、钵喇底木叉等，意为别解脱、从解脱、随顺解脱等，其音、义与巴利语有所不同。


� 我将齐整地下着 (parimaõóalaü nivàsessàmi)：parimaõóala（遍圆的；全圆的；周圆的；完全的；圆整的；齐整的）。ni（…之下）+√vas（穿着）=下着；穿下面的。即穿着下衣。


� 对食物的省思文见第十章《常用作持文》p.166。


� 行仪：巴利语vatta，意为责任、职责、义务；仪法、行法、行为规范。


� 僧园：巴利语àràma，直译为“园”；即寺院，僧人居住之处。


� 回到 (pañikkamanti)：原意为减退、回去。义注解释为“集会”。


� 坐卧处 (senàsana)：由巴利语sena（=sayana,卧具，床）+àsana（坐具，座位）组合而成。在经律中，senàsana（坐卧处）与vihàra（住所，住处，房舍，精舍，僧舍，寺院）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是指比库居住的处所。


不过，在有些地方则应把senàsana翻译为“坐卧具”。如此，vihàra是指居住的房舍，而senàsana则是指生活起居的用具，如床、椅子、床褥、坐垫等。


� 应问行处 (gocaro pucchitabbo):“前往的村庄是近还是远？应该在早上前往托钵还是上午？”如是应问比库的行处。


� 非行处 (agocaro)：即住着邪见者的村庄或限制比库去的村庄。他也应问那些只能供给一位或两位比库的地方。


� 僧团规约 (saïghassa katikasaõñhànaü)：由某一寺院或住区范围内的僧众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章、条例、细则。当知规约不等同于学处 (戒律)。学处乃世尊所制定，为所有的佛弟子于一切时、一切处皆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而僧团规约可由僧众自行制订，但只适用于某个特定区域内的住众。


� 园民 (àràmika)：又作园役，即服务僧园的人。古译作僧伽蓝民、兰民、守僧房民。


� 这样则能保全各部分 (app'eva nàma aïgàni pi seseyyun'ti)：这是放在露天的好处。如果放在漏雨的屋子里，草或者泥团可能从上面掉下来而砸坏床椅的部件。


� 因为上座部佛教并没有所谓的灵魂、中阴身之类的观念，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超度亡灵”之类的仪式。


在这里所说的“为亡者供斋”(matakabhatta)是指亲属们以亡者的名义供僧，或者是供僧后再把功德回向给亡者。


《户外经》(Tirokuññasutta)是《小部·小诵》的第7经。


� 施水仪式的起源也许很早。在《法句·喜爱品》的义注中就记载了难地亚居士(Nandiya)的故事：他建造了一间住所供养僧团，在佛陀前举行施水仪式的同时，于三十三天界即出现一座大宫殿。


� 食堂：巴利语bhattagga。从律文的具体内容来看，本节其实是关于比库们受邀请到施主家中，或者到村落中专门提供给比库们用餐的食堂应供（用餐）时应遵守的行仪。


� 重叠好而披着桑喀帝 (saguõaü katvà saïghàñiyo pàrupitvà)：把桑喀帝和上衣重叠在一起，重叠好后两件衣一起披着。桑喀帝(saïghàñi)的意思为重复衣、重叠衣，因此，重叠在一起的两件衣也都称为“桑喀帝”。


� 盛水盆 (udakapañiggàhako)：在用餐前后用来洗手或倒洗钵水的器皿。


� 放下工作 (kammaü và nikkhipati)：如果她正拿着棉花、簸箕或磨杵等站着或坐着工作，见到她放下这些。


� 不应观看施食者之脸 (na ca bhikkhàdàyikàya mukhaü ulloketabbaü)：无论布施食物者是女人或者是男人，在给食物时都不应观看其脸。


� 林野 (ara¤¤a)：即远离村庄市镇的山林、荒郊、野外。古音译为阿兰若、阿练若等。


有住林野习惯的比库则称为“林野住者”(àra¤¤ika)。


� 从坐卧处下来 (senàsanà otaritabbaü)：即离开其居住的地方。


� 把钵装进袋中 (pattaü thavikàya pakkhipitvà)：假如村外没有水，则可在村中用餐；若村外有水，则在村外用餐后把钵洗干净，待干了之后再装进钵袋中。


� 应随上座而转身 (yena vuóóho tena parivattitabbaü)：即应向着上座的方向转身。


� 齿木 (dantakaññha, dantapoõa)：又作牙枝。古印度人用来清洁牙齿的小木条。其长约一拃手不等，一头削尖可剔牙，一头留有纤维可刷牙。


汉传佛教讹作“杨枝”。然一切木料皆可作齿木，并非独为杨柳之属。


� 弟子 (saddhivihàrika)：直译为共住者。这里是指与戒师同住一寺的弟子。


对于比库来说，只要双方都不还俗而且还在世，则他们的师徒身份终生都有效。只要弟子与戒师同住一寺，他就必须履行这些义务。


� 应递上齿木 (dantakaññhaü dàtabbaü)：先准备大、中、小三种齿木，在开头的三天供戒师选用，第四天开始只需递上戒师常用的那种即可。假如戒师并不固定选用哪一种，则有什么样的齿木就递上什么样的。


� 应递上洗脸水 (dantakaññhaü dàtabbaü)：先准备冷水和热水两种水，在开头的三天供戒师选用，第四天开始只需递上戒师常用的那种洗脸水即可。假如戒师并不固定选用哪一种，则有哪种水就递上哪一种。如果两种都用，则两种都准备。把水放在洗漱处后应清洁厕所。在长老上厕所时应清扫房间。当长老还没有从厕所中出来时即应敷设好座位。


� 带有水 (sa-udako)：比库在托钵前，应先洗好钵，把水倒掉，但不用将钵擦干。


� 不应离太远而行，不应离太近而行 (nàtidåre gantabbaü nàccanne gantabbaü)：假如戒师回过头来看，再走一、两步即可到达。当知以如此不太远、不太近的距离而行走。


� 应接过已装食之钵 (pattapariyàpannaü pañiggahetabbaü)：如果戒师在托钵时得到了粥或食物而钵变烫或变重，弟子应该把自己的钵交给他，而接过戒师的钵。


� 谈话接近犯戒时 (àpattisàmantà bhaõamàno)：当谈话的内容接近触犯到与未受具戒者同诵法、对女人说粗恶语等学处的边缘时。


� 应防止 (nivàretabbo):“尊者，这样的话语是否适当呢？会不会犯戒呢？”应当以这种好像是发问的方式来提醒，而不应阻止说:“老人，不要这样说！”


� 应询问饮用水 (pànãyena pucchitabbo)：戒师用餐时应询问三次是否需喝水:“尊者，我把饮用水拿过来吧！”假如还有时间，在戒师吃时自己可以用餐。假如接近正午，把饮用水放在戒师旁边后自己也应用餐。


� 重法 (garudhamma)：在此是指僧始终罪(saïghàdisesa,桑喀地谢沙。古译为僧残)。


� 犯了僧始终罪而希望恢复清净的比库，须由僧团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他别住(parivàsa)、马那答(mànatta)、出罪(abbhàna)等。经出罪之后，该比库才能恢复清净。


� 退回原本 (målàya pañikassana)：målàya（到原本，到根本）+ pañikassana (退回；撤回；倒退)。汉传古律多译为“本日治”，唐义净法师译为“复本”、“重收根本”。


  假如比库在行别住期间又再重犯僧始终罪，他必须停止其所行的别住，重新向僧团请求别住，称为“退回原本”。对于行马那答也是如此。


� 马那答：巴利语mànatta的音译。意即为了表达对比库们的敬意，而使比库们对他感到满意。汉传佛教依梵语mànatva音译为“摩那埵”。


� 他人 (ekaccassa)：此段所指的是与戒师关系不和的人。


� 没有请示戒师不得进村 (na upajjhàya anàpucchà gàmo pavisitabbo)：如果是为了托钵或者要办其他事情而想要进入村镇，应先请示戒师之后才进入。如果戒师清早起来后想要到远处去托钵而说:“孩子，我们进村托钵吧！”应跟随前往。若戒师没有说就先走了，到房间找不到戒师后进村也是适当的。假如进村后遇到戒师，就在见到的地方请示也是适当的。


� 不得离开区域 (na disà pakkamitabbà)：如果想要离开，应在告知原由后再三请求。如果同意，很好。假如不同意，应考虑到继续依止他而住并不能获得读诵、询问或业处等方面的成就，戒师愚痴且不贤明，只是为了想要人留在他身边才不让离开。假如是因这样而阻止的话，即使离开也是适当的。


� 读诵 (uddeso)：教导背诵巴利圣典。


询问 (paripucchà)：考问巴利圣典的意义与解释。


教诫 (ovàdo)：对于还没发生的事情教导说:“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


教授 (anusàsani)：对于已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对于已发生的或者还没发生的事情，第一次的教导为教诫，之后反复的教导为教授。


� 老师 (àcariya)：又可音译为阿吒利亚。即能传授弟子法义知识及教导正确行为之师。汉传佛教依梵语àcàrya音译为阿阇梨、阿遮利耶等。


律注中说:“能教导正行与行止者为老师。(àcàrasamàcàrasikkhà- panakaü àcariyaü)”(Mv.A.77)


　对于比库来说，有四种老师：1.出家时的剃度授戒师；2.受具足戒时的教授师和读甘马师；3.教授戒律、佛法、禅修业处等的老师；4.依止师。只要比库与前三种老师同住一寺，他就必须对他们履行这些义务。对于依止师，则只有在依止的期间必须履行义务。


　对于沙马内拉来说，这里的第一种和第四种老师相当于其戒师，义务已如上述。在此所说的老师是指第三种老师。


� 学生 (antevàsika)：直译为内住者。在这里是指老师的弟子。


如果一位新学比库没有和自己的戒师同住在一所寺院，他则必须请求一位与他同住在一寺的贤明长老比库作为其依止师。除非他已达到五个瓦萨并且已经贤明通达 (如通晓两部巴帝摩卡等)，才可免除依止。假如他一直都无法贤明通达，则必须终生依止。


� 自行出家 (sayaü pabbajitvà)：即在没有比库为其剃除须发、授予袈裟的情况下，自己剃除须发、披上袈裟衣，冒充出家人。


� 瓦萨 (vassa)：即戒龄，僧龄。比库每度过一年一度的雨季安居，其戒龄则增加一岁。因雨季安居的巴利语为vassa，故比库度过了几个雨安居，则计算多少个瓦萨。


� 比库没有舍戒而行淫属于“最终事的犯罪者”(见117页)。应知他与这里所讨论的“贼住者”有所区别。


� 心存再穿袈裟的意图 (kàsàye sa-ussàhova)：直译为“对袈裟还有竭力。”意即他脱掉袈裟并不是想要还俗，而只是为了行淫，在行淫之后还有意图要继续披着袈裟。


� 在领受了漂亮之后 (sobhatã'ti sampañicchitvà)：即对自己像在家的样子感到满意。这意味着他已自动还俗了。为此，沙马内拉必须非常谨慎。


� 假如比库想要舍戒还俗，必须具足决心舍戒、亲自表白、言语清晰、对方是人、明白所说等条件时才能成立。但比库尼和沙马内拉想要舍戒还俗，只需故意脱掉袈裟、穿上俗服即可。


� 在家人也有可能证悟阿拉汉果，如在这个教法期的第七位阿拉汉亚沙良家子(Yasa kulaputta)、佛陀的生父净饭王(Suddhodana)、柯玛王后(Khemà)等。不过他们在证悟阿拉汉果之后必定会选择出家，或者在当天般涅槃。


� 对于后面九种不能受具足戒者，因为在授具足戒的过程中，僧团在审问人选时和宣读甘马文时都有提及“具足钵和衣”以及戒师的名字，所以现在为这九种人授具足戒的实际发生率几乎为零。然而，作为《律藏》，列举这几种人还是有必要的。


� 这里的“满二十岁”是从结生开始算起的，亦即实际年龄（周岁）再加上在母胎中的九个月或十个月。


� 异住：巴利语nànàsaüvàsaka。当僧团因诤事分为两派而不共作甘马时，彼此之间即互为异住。如佛世时高赏比 (Kosambã,憍赏弥）的僧诤一般。


� 由阿难尊者诵出的《经藏》中，多数以Bhagavà（世尊）指称佛陀；由伍巴离(Upàli,优波离)尊者诵出的《律藏》中，则多数以Buddho Bhagavà（佛世尊）来指称佛陀。这是经律之间的不同特色之一。


� 善逝张手 (sugatavidatthi)：张手(vidatthi)，又作搩手，拃手。即手掌张开后由拇指到小指（或中指）两端之间的长度。律注中说：善逝张手等于中等身材之人的三张手，建筑师肘尺的一个半肘长。但根据泰国的算法，善逝张手是常人的1.33倍。


若在“张手”之前没有特别加上“善逝”，则是指常人的张手。


� 桑喀帝的条数下限为五条，唯单数作，无上限。如斯里兰卡圣法大长老(Ven. Nà-Uyena Ariyadhamma Mahàthera)的桑喀帝多达155条。


� 穿旧的衣 (utuddhañànaü)：义注中说：utu（时节；季节）为长时间；uddhañànaü（已除去）为已穿坏的衣。也即是旧衣。


� 店边衣 (pàpaõike)：由捡拾丢弃于市场中的碎布所缝制成的衣。


� 麻织品 (baïgaü)：义注说这是由亚麻等前面五种线混合织成的布料。


� 全青色衣等 (sabbanãlakàdi)：整件都是青色的衣等。对于这些衣，应先洗掉其原来的颜色后再重新染色才能穿用。假如洗不掉则可作敷布用。


� 深赤色 (mahàraïgaratta)：蜈蚣背的颜色。深黄色 (mahànàmaratta)：混合的颜色，落叶的颜色；但在《古伦地注》中则说为红莲花的颜色。


� 在《三藏巴缅辞典》中解释kasàya为：①染色汁；消毒剂；②红色与金色的混合色；③涩味。(第5册, p.450)


P.T.S.《巴英辞典》p.201中解释kasàya和kasàva为：①一种用来涂墙的粘胶或树脂；②从植物中榨取的收敛剂；③苦涩味；④黄里略微带红的颜色；橙色；⑤根本烦恼（贪瞋痴）。


� 在《词语手册》(Niruttidãpanã)、《句形成就》(Padaråpasiddi)等书中说：以藏红花染的袈裟为紫红色，以姜黄染的为黄褐色，或染成深红色、郁金香色等。


� 义注中解释这五种衣说：象鼻衣 (hatthisoõóakaü)：从肚脐处垂下作象鼻的形状而穿着，就好像女人的裙子。


鱼尾衣 (macchavàlakaü)：以衣的一边下垂，一边束起来而穿着。


四角衣 (catukaõõakaü)：上面两角、下面两角，如此现出四个角而穿着。


棕榈扇衣 (tàlavaõñakaü)：做成好像棕榈扇子一般下垂而穿着。


百蔓衣 (satavallikaü)：把长布折成许多折后裁成环状的下衣，或者是在左侧和后侧可见到细密环状的下衣。


� 青边：在此依斯里兰卡版nãlavaññikà而译。缅文版作nãlavaddhikà。


� 假如有一位比库从容器里拿了水果或饼之后离开，然后再吃放在那里其他剩下的是可以的。


� 避免这些猛兽因嗅到自己同类的肉香而攻击人。


� 棕榈树 (tàla)：一种棕榈科属常绿乔木，又叫扇椰子、多罗树，生长在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热带地区。其树高大，茎干直立；叶片大，聚集在树干顶部，呈掌状深裂。叶子晒干后可以做扇子或盖屋顶。古代的佛教僧人也常在其晒干后的叶片上刻写经文，古称“贝叶经”。


� 花枝鬘 (ma¤jarika)：把花扎成像花的枝条一样的形状。                                                                                                                                                                                                                                                                                                                                                    


� 玩八格 (aññhapade'pi kãëanti)：在双方都有八个格的木板上玩的赌博游戏。十格也同样。玩空戏 (àkàse'pi kãëanti)：就像玩八格、十格一样，不过是在空中玩的游戏。玩踩线游戏 (parihàrapathe'pi kãëanti)：在地上划出有不同线条的圈圈，然后在其中玩避免踩到这些应避免踩的线条。玩取石 (santikàya'pi kãëanti)：玩取石子的游戏。把小石堆在一起，然后用手指甲取走或取出而不能摇动，假如谁摇动了那里即算输了。玩印手 (salàkahatthena'pi kãëanti)：把手在染料、深红色剂或色粉水中弄湿后问:“想要什么？”然后拍打在地上或墙上，显出象、马等图形而玩。


� 破坏信施：巴利语saddhàdeyyaü（以信心布施之物）+ vinipàtetabbaü (令破坏；使堕落；造成浪费)。


如果自己的父母有需要，可以给与。但若给其余的亲戚则为破坏信施。


� 我受用此食物将能退除先前饥饿的苦受，也不会由于无限量地食用而生起吃得过饱的新的苦受，应如病人服药一般受用食物。


� 维卢巴卡等为四类蛇王族。


� 佛無量：在此指佛陀的功德不可衡量，而不是說有無量的佛。


� 七位全自觉者：是指过去的六位佛陀：维巴西佛(Vipassã)、西奇佛(Sikhi)、韦沙菩佛(Vessabhu)、咖古三塔佛(Kakusandha)、果那嘎马那佛(Konàgamana)、咖沙巴佛(Kassapa)，以及现在的苟答马佛(Gotama)。


� 本经的缅文版名为《出家人经常经》(Pabbajita abhiõhasuttaü)。因该版略去了序分与结分，经文只从ßDasayime, bhikkhave……û开始，所以这里采用的是斯里兰卡传统的《大护卫经》(Mahà parittà)版。


� 舍离美好 (vevaõõiyaü)：义注中提到有两种舍离美好：舍离身体的美好以及舍离用品的美好。其中，以剃除须发为舍离身体的美好。以前在家时穿着种种颜色的细妙衣服，食用装在金银器皿中的美味佳肴，坐卧于严饰的房间里、高贵的床座上，以酥、生酥等为药。自从出家的时候开始，则应穿着割截的桑喀帝、染成黄褐色的衣，食用装在铁钵或陶钵里的混杂饭，卧在树下的坐卧处、萱草敷具等，坐在皮革破垫等上面，以腐尿等为药。当知如此为舍离用品的美好。如此省察则能舍断愤怒与傲慢。


� 我的生活依赖他人 (Parapañibaddhà me jãvikà)：我的四种资具和生活必须依赖他人的供养。如此省察则能活命清净、尊重钵食，对于四资具不会不经省察而受用。


� 我的行仪举止应[与在家人]不同 (A¤¤o me àkappo karaõãyo)：在家人走路时的行仪为昂首挺胸、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步伐不定地行走。而我的行仪举止应与这些有所不同。以诸根寂静、心意寂静、眼视一寻之地，应如水车行走在崎岖之处般步履缓慢地行走。如此省察则能威仪适当，圆满戒、定、慧三学。


� 我是如何度过日日夜夜呢？(Kathambhåtassa me rattindivà vãtipatanti)：我是否履行了义务行？是否研习佛语？是否做如理作意之业？如此反复省察:“我是如何度过日日夜夜的呢？”则能圆满不放逸。


� 最后时刻 (pacchime kàle)：临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 界堂：巴利语sãmà。共住在一所寺院或某一区域内的僧团为了举行诵戒、授具足戒、入雨安居、自恣等甘马而设立的特定场所或建筑物。


� 咖提那：巴利语kañhina的音译，原意为坚固的，坚硬的。即为了加强五种功德而作坚固的意思。古音译作迦絺那。


� 僧团也可接受现成的袈裟作为咖提那衣，如此则可略去裁剪等程序，直接在僧团中进行分配与随喜。


� 有人认为这只是马哈咖沙巴等上座们的意见。然而，这的确是佛陀的本意，因为佛陀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项原则。(D.16 / A.7.3.3 / Pr.565)


� 完全持戒 (sãlesvevassa paripårakàrã)：他完全地持守四种遍净戒：巴帝摩卡律仪戒、根律仪戒、活命遍净戒和资具依止戒。即是说应通过无缺失、完全地持守诸戒来成为一名戒具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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